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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類的思想內涵，起於默語。及至社群發展，衍展成為共同語文，以
作思想的表達。高度發展的社群，有其高度發展共同的語文。隨著社群和
文化的進展，科技的發達，語文作為傳播媒介的功能，更我明顯。因此，
偉大社群的條件，是能夠讀書，並且有書可讀，有好書可讀。這樣因果循
環，長成文化的高峰。

神的時候滿足，基督耶穌降世，道成肉身，福音藉語文傳播，語文的
內涵因福音而豐富。盼望今天的聖徒，認真研讀聖經，明白真理，善用語
文作主的見證，以顯揚基督福音。

是為祝。

Vox audita perit, literascripta manet.
聽得見的聲音消逝，書寫的文字存留。

   聖經中的文宣

多年前，在某地有個教牧的聚集，會中有人發了個問題：為甚麼耶穌
自己沒有作文字工作，也沒有叫人作文字工作？教會的頭目說這種話，怎
叫人不為他的跟從者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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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耶穌在世作過文字工作，在地上畫字。當約翰年老的時候，為
主的見證，被流放在巴摩海島上，主吩咐他：“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
”(啟一:11)接著，又反復說：“你要寫信...”(啟二:－三:)。

    經與文的關係
主耶穌基督在復活升天以前，對門徒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
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二八:18-20)

當時，有十一個門徒，猶大不在內，其餘的都非常忠心，對主的吩咐
認真執行。他們不僅傳福音，使人得救重生皈主，也把主的吩咐，都教訓
他們遵守。這才是真的門徒。

不過，主的教訓很多，怎麼能夠照樣傳講呢？
耶穌信實的應許說：“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祂

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這
是多麼寶貴的應許！主耶穌升天後，果然“真理的聖靈來了”，祂引導門
徒“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祂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
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門徒(約一四:26 一五:13)。

這樣，門徒出去，傳了福音，也把主的吩咐教訓了人。他們清楚記得
主所說的一切話，所傳的是可靠的真理。

日月如梭催人老，第一代的門徒，都將六十高齡。他們離世以後，未
聽見過主教訓的人，怎會記得？何況有的人說，聖靈啟示他這樣；另外的
人說，聖靈啟示他那樣。如何判斷誰對？他們可能都不對，但絕不可能都
對。該怎麼辦？

感謝主，聖靈叫門徒“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他們能夠準確
的用筆寫下來，作為教訓的根據。

“萬民”不僅是我們在一起的小撮人，何況使徒約翰，在孤島上被隔
絕；使徒保羅，成為帶鎖鍊的使者，被拘禁不能隨便行動；怎麼能夠壯膽
的說“神的道卻不被捆綁”(提後二:9)？還有後世的人，怎麼能使他們知
道真道？答案是：只有藉文字。

    經與文的功能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
經。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約五:39,40)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口傳
的，是我們信上寫的，都要堅守。(帖後二:15)

基督教傳揚的福音，不是憑空捏造的，“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
上所應許的。”(羅一:2)

耶穌基督在世的時候，祂同當時的宗教人辯論，指出：“給我作見證
的就是這經”，有舊約受聖靈感動的先知，寫下預言的文字，證明耶穌是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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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宗教人對聖經很有研究，窮年累月，認真索求，想可以從裡面得
到永生。耶穌告訴他們一個重要的真理，聖經並沒有永生。聖經的功能，
是為耶穌作見證，說明祂是生命的主。

從前我們看地理掛圖的時候，常需要一支棒來指示；有的製作得很精
美，有的是金的銀的。舊約聖經就像一個指示棒，其功能是指人到基督那
裡，相信祂，而得到生命。正如必須照地圖踐行，才可以達到目的地。

在第一世紀的教會，真的是缺乏工人，使徒真有分身乏術的困難。而
且當使徒從工作的地方離開，人不在那裡，可能有別的販賣假福音的人，
來撒稗子。像使徒辛勞工作最久的以弗所教會，他預知離開以後，會外有
凶惡的豺狼入侵，內有悖逆分子離經叛道(徒二 O:29,30)。其他沒有那麼
長久工作的教會，更是如此。保羅在帖撒羅尼迦教會，只不過有三個安息
日，即是最多二十七天(徒一七:2)，但那教會成長壯大，是有真實見證的
堅固教會，因為他們不僅接受口傳的教訓，也有文字的栽培。

為了能夠繼續堅固聖徒，使徒們用文字見證，成為今天新約正典，為
信仰的依據。注重教導的教會，必然會有真實的增長。

    經與文的實踐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
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
後三:16,17)
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
心裡彼此切實相愛...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彼前一:22,23)

有人買了一個非常珍貴的日晷，是新近出土的稀有古董。他趕緊放在
保險箱裡面，嚴密收藏，不敢隨便給人看，也就永不見天日，跟在墳墓裡
面沒有兩樣！

我們應該重視聖經，但不是止於知道，不是可以講解出深的亮光，而
是應該遵行。使徒保羅不是要提摩太造就一批屬靈樣品信徒，可以講得有
條有理，頭頭是道；使徒說，訓練門徒的目的，是要他們能夠“行各樣的
善事”，才可以“顯在這[彎曲背謬的]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
道表明出來。”(腓二:15,16)

彼得說這真道是永恆的。順從真理的效果，是心靈得潔淨，被更新，
可以活出真實的愛。耶穌告訴門徒說：“我賜給那麼一條新命令，乃是叫
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
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一三:34,35)

我們看見了聖經與文字事工的關係，文字事工的重要，更要緊的，不
是我們讀了多少聖經，而是聖徒自己就該作一本打開的活聖經，使不信的
人可以讀。

我曾多次講到，教會的興旺，文字事工的發展，在於 3D動員，就是
編寫，複製，發行(Drafting, Duplicating, Distributing)，必須配合
共進。現在，想到還要加上一個“D”，就是表現(Demonstration)，有行
動的見證。當然，先要讀經，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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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衛斯理告訴他的同工們，必須多讀書；如果不喜歡讀書，應該思
想另外的出路；如果會眾不著意讀書，循理宗見不到第二代。今天，我們
的教會，也是如此。

   神要我們咬文嚼字

祂對我說：“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這書卷，好去對以色
列家講說。”於是我開口，祂就使我吃這書卷。又對我說：“人
子啊，要吃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吃了。
口中覺得其甜如蜜。祂對我說：“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裡，
將我的話對他們講說。”（以西結書第三章 1至 4節）

如果你說誰就是喜歡咬文嚼字，他不歡喜的可能性為多，因為這不算
是褒揚的話。中國人是如此。

不過，在這裡我們看見，神要祂的僕人吃下書卷，然後才可以作先知
傳講預言。我們很可以確知，神是要他真的“咬文嚼字”。不咬，不嚼，
怎麼能吃？豈不成為吞下去？

我們且看聖經是甚麼性質。
聖經是醫學書。神藉聖經，使罪人起死回生，作正常的健康人。研習

醫學的人，總不會只匆忙略讀藥物說明書，就懸壺開店，率爾操刀吧？他
要花時間耐心研讀。

聖經是律法書。神藉祂啟示的話，使重生的聖徒，明白真理，遵行祂
的旨意，作過倫理生活的人。看那些法律學者，推敲鑽研，字斟句酌，稽
考典籍，才可以出庭或落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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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是建築書。神啟示祂的建築師，就是工頭，照山上指示的樣式，
建立祂的教會。看建築業者，如何測量畫比，焚膏繼晷，有時還得匍匐穿
荊越棘，跋山涉水，勘察土質，務求根基堅固，建造合規合矩，不至於倒
塌，垮台。

僅從這幾方面看，就知道對聖經神的話，該如何敬畏，認真。
自然的，真實的“咬文嚼字”，是自然的需要，也是最合理的事。今

天華人教會傳道人的問題，是沒有吃下神的話。
甚麼是咬文嚼字呢？就是認真的，咀嚼細味，咽下消化，神言語的意

義，以吸收屬靈的營養，得以滋長進步。因為文字含有意義，不是隨便以
為得著就行了，正如食物不能粗略的吞下。更有人更改了字義，增加了傳
通的困難，故意誤導人；如果不加分辨，很容易上當受損。沒有神的話，
也就無道可傳。

且舉幾個常見的例子：
“奉獻”一詞，在華人教會中通行了許多年。我們習用既久，不覺察

先賢譯經選字的智慧和苦心。近年有人改用了“委身”代替，許多人以新
為尚，接受了，慢慢用開來。我起初只覺彆扭，而且誤意。因為只要查查
字典，就知道“委”是置或託的意思，女子“委身”是嫁給人；如果年紀
大幾歲的女子，會給人誤會是急於自媒。實在要不得。但仔細一想，問題
更要大些：原來現代人不明白“奉獻”的意義。奉獻不僅是獻金，更是獻
人。而且奉獻是有宗教背景的。奉獻的基本意義是向神獻祭；一個與此相
關的詞是犧牲，意思是祭物，把牲畜殺了獻上。這樣，如果以為是過時的
宗教術語，輕易隨便更換，現在的華人教會青年一代，多了個流行歌的語
詞，卻失去了奉獻和犧牲的意義，不曉得，也不去思索，真成為沒有“奉
獻”的宗教，是自然的結果，能夠不說是損失嗎？

我不知道始作俑者是何許人，卻遇到過被誤導的天真跟隨者。近來更
領悟到：如果只是用錯字，只要肯承認，補習點中文，或翻查好字典，也
就可以改正。但實在講，應該到十字架前，默想，敬拜，深思耶穌基督為
了世人的罪代死，在十字架奉獻自己為贖罪祭，得救的聖徒，也該這樣奉
獻自己為活祭，是教會的基本。這是真正咬文嚼字的意義。

“崇拜”是另一個通用的詞，也是顯然的錯誤。奇怪的是中文聖經譯
得正確，奈何華人教會少有人著意。中文分譯“敬拜”，“禮拜”，“崇
拜”，各有不同的涵義：敬拜指對神的事奉；禮拜指外表的禮儀（約四：
20徒八：27來九：1,9）；崇拜則特指錯誤的：“崇拜牛犢”（何一 O：
5），和“用私意崇拜”（西二：23），是聖經中僅有的二次，都是不好
的。所以敬拜是正確的，崇拜是錯誤的，禮拜是外面的和中性的。很容易
分別，我們也該慎重分別。

“教會”是信的人的集合稱，是主寶血所買來的。所有的團體，在用
量詞的時候都該只稱“個”，如：多少個團體。近幾十年來，流行了稱幾
“間”教會；“間”只是用於建築物的量詞（一座建築的部分為間），就
是把信的人轉移到物質的建築上。這影響了信徒注意的中心，是一項可悲
的錯誤。

“事奉”和“服事”分譯，也表現和合譯本認真及智慧。事奉明顯是
對上，所以用事奉神；但服事也是對上的意思（見論語“泰伯”），為甚
麼聖經說信徒彼此服事呢？因為聖徒同有一位元首在天上，作在弟兄中最
小的一個身上，就是作在主的身上了。近年有人把“服事”改為“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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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服侍”是卑者對尊者，侍在近旁，如：“親侍湯藥
”等；所以對人在這種情形下可以用，對神則完全幫不上忙了。

“團契”(Koinonia)是個很好的字，含義豐富，是在和合譯本以後才
流行的；但不僅是聚會的意思，也表示分享，同甘共苦，交通，並肩作戰
等意義，翻譯得也很好，值得我們思想並踐行（有另文討論）。

這裡所舉的，只是有關生命和敬虔的事。如果我們在讀經的時候，靜
下來細嚼默想，就可以得到靈裡的長進。這是正確咬文嚼字的結果。

咬文嚼字不止是讓我們討論，而是給我們正確的認識，使我們行當行
的路。這就是吃下書卷必有的經過，是作先知，傳神的話必須有的經歷。
神告訴祂的僕人要：

享受主話。“吃在口中其甜如蜜”。咬文嚼字，才可以享受得到，食
而知味。囫圇吞棗，哪裡會覺得甜？所以在讀經的時候，盼你會細加咀嚼
品味，不可枉過機會。英國哲學家曾任首相的貝肯(Francis Bacon,
1561-1626)說：“有的書可以淺嘗，有的書可以粗吞，少數書可以咀嚼消
化；有的讀為好奇；有幾種要全讀，勤讀並留意。有的讓秘書去讀；有的
叫別人讀了作摘要報告。”雖然只有相國大人能這樣作，但聖經不能叫別
人代讀，連叫教牧代讀也不行，是必須親吃，精讀勤讀。

咬文嚼字只是開始，但還不夠，還要吃下去，才可以成為力量。
充滿肚腹。神吩咐祂的僕人，不僅要吃，還要吃得飽，以至滿肚子都

是經過消化的神的話。清朝名將左宗棠，有一次撫著肚子，問他的部將幕
僚，知不知道裡面裝的是甚麼。有的說是燕窩魚翅，有的說是美酒佳餚。
左公笑著說：“這裡面是滿腹經綸！”這話含著多少豪氣，多少傲氣！但
如果是實在話就好了。今天神的僕人，該自問肚子裡裝些甚麼東西。腹中
空虛胸無點墨，是可憐的，難以按時分糧；就是裡面滿了世學，顯學，而
沒有靈裡的豐富，不是像以西結或耶利米一樣，把神的話充滿肚腹（耶一
五：16），就不能傳出神的信息，作時代的先知，供應人的需要。歷代神
所重用的僕人，莫不是對神的話充分熟悉，而不是講些笑話，把糠秕混作
糧食欺騙人。

傳揚預言。傳道不是靠耍嘴皮子，講故事，討群眾歡喜，就可以混下
去；而是以生命作主復活的見證，作人所不歡迎的工作。這樣，就必須有
神的話充滿在裡面，才能夠頂得住外面來的各樣壓力，而且能“在神面前
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林後一 O：4）因為吃下了神的書卷，
使人裡面有力量，絕不是外強中乾，也不是敗絮其中，而是成為能力，自
己站立得穩，並為主打美好的仗。

神知道我們任務的重要，和所面對的艱險，困難。因此，在差遣祂的
僕人出去工作以前，要先給他吃，不是要他枵腹從公。所以我們可以說，
神僕人工作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真正“咬文嚼字”，懂得吃下神的話的
藝術。

神是創造自然的神，也是設立律法的神。研究自然科學，要注意定律
留心課本的一字一句；因為這些定律，是經過觀察試驗發現的。研究法律
的人，要注意法典的一字一句。醫生要咀嚼思想醫學上的理論和實踐，謹
慎執行。宗教是關乎人靈魂和永生的事，該如何的加倍留心！

古代教父，包括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解釋神吩咐以色
列人食物的條例：“凡蹄分兩瓣，倒嚼的走獸，你們都可以吃。”（利一
一：3）認為蹄分兩瓣表明知而能行；倒嚼是反復思想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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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又說：“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詩一：2）這是說，人如果真正愛神的話，就必然咬文嚼字，仔細記在
心裡面，才可以“晝夜思想”。這不是胡思亂想，而是充滿神的話，默想
神的話，扎根在神的話上面。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是說
只學習而不反復思想，將昏昏而無所得；只自己默想而不學習，是危險的。
孔子自然沒有神特殊的啟示；但他論學習的這番話，確是合於真理。我們
應當在聖靈引導之下，如此學習神的話。

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2004年三月，刊載有訪問阿米
尼亞(Armenia)教宗克瑞金二世(Karekin II)的報導。在他的辦公室門邊，
有塊黑色大理石碑，上面有三十六個金嵌的字母。教宗說：“這是三十六
名戰士，永遠領導我們得勝。”他是指聖麥思路 (Mesrob Mashtots,
c.350-440)，把福音傳到那裡，為他們制訂了文字，並把聖經翻譯為當地
方言，使阿米尼亞成為基督教國家。“麥思路教我們向神說話，給我們民
族的特徵，使我們的國家得以存續。”因此，阿米尼亞經歷了許多次殘酷
的屠殺，而仍然保持獨立的文化。

依照教會的傳統，九月三十日，是定為記念文宣聖徒耶柔米(St.
Jerome, in Latin, Eusebius Hieronymus, c.347-420)他把聖經翻譯成
通俗拉丁文Vulgate，為羅馬教會定為歷來通用的正式譯本，是他一生的
鉅大貢獻。我們記念這位屬靈和文化上的偉大聖徒，應該認真重視神的話，
好好的讀，想，努力的傳揚，使“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充滿全地，好
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哈二：14）

簡單說，要“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15)，神的僕人先要
自己“明白聖經”(提後三：15)，也就是“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猶：20)，才可以造就別人。

願我們不要只把咬文嚼字當作負面的語詞，而要正確的運用在神的話
上面，吃下書卷，說出預言，供應這世代的人。

   基督教文學與教會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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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幾年前，讀到一本學者寫的書，作者說，基督教沒甚文藝作品。
除非是當笑話說，說這話不是大膽欺人到可驚的程度，就是淺薄無知得可
笑。其實，剛好相反，歷史說明，基督教文藝與基督教同樣久遠；而基督
教文藝，對於基督教的傳播，其不可磨滅的貢獻。

如果要問：文字，文學，文藝，三者有甚麼差別？看似簡單，卻不是
那麼容易。

首先，文字一般是與語言分別的說法，能夠表意，而不是圖畫；進一
步說，是指字詞的來源，意義，使用的研究。應用的文字，像說明書，旅
遊指南，契約，醫學，法律，地理，生物，礦物，科技的教科書，通常都
不被當作文學作品；倒也不單因為是寫得差或難懂的原因。教條，也是枯
燥難懂，卻是重要的文學。這樣說來，文學範圍很廣，只是說到文藝，我
們常不包括單純說理的東西，雖然其中也會出現那些品類的作品。

也許，國際作家協會(PEN-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
Playwrights, Editors, Essayists and Novelists)包括的項目，可以借
作方便的界定，就是詩歌，戲劇，編輯，雜文和小說，可以約略組成文藝
的內涵。或許，有人會指出，散文呢？因為不是韻文就是散文，所以不能
單獨列舉，可以介於雜文和詩歌之間，更似詩的稱為“散文詩”，離詩較
遠的稱為“雜文”(essay)，不同於正式的論文；論文中沒有“我”字，
雜文則無此限制。

不過，分別還不在形式方面，有時是目的的不同。例如：英國名牧但
恩(John Donne, 1572-1631)，也是詩人，他的講章，常成為傳誦一時的
散文；美國牧師，小說家萬代克(Henry Van Dyke,1852-1933)所寫“第四
博士”(The Other Wise Man)，朗誦的小說，原來是講章。因此，我們不
能不說：文藝之為用大矣哉！

論文藝的重要，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曾說：詩比歷史更為重要。因為歷史是說到個別事件；詩雖然也有個人的
名字，卻是說到宇宙性的人物類型。歷史是說到過去已經發生的事；詩則
講到將來可能發生的事。 他所說的詩，照當時的文學分類方式，也包括
戲劇，等於我們現在所說的文藝；而歷史是用散文體寫的。所以說，詩人
是先見。這是說，文藝作品中的人物性型，是人性普遍的代表，只是給他
們加上某個名字；就如我們說：“她是個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或“那人
是個張翼德”，我們就不難知道，所指的是何等樣人物，也不難預知他們
的將來。

    宗教與文藝
歐洲的宗教改革，隨著來的是聖經譯成方言。在德國，英國，法國，

都有助於現代語文的形成，並廣泛而且久遠的影響文化。在印度，威廉克
理(William Carey)把聖經翻譯成為當地的語文，影響了孟加拉文。

中國的現代語文，改變可以追溯到唐宋。我們看那時的文字，顯然跟
以前不同，攙入了大量的口語，或白話。那是受佛教的影響。又晚到了十
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提倡白話文的運動，基督教的和合譯本聖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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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作為範本，當然是晚了些。而且和合本聖經中，多少也用了些佛教語
詞：“世界”，“慈悲”，都不是中文原有的語詞，不過沿用成習了。

佛教在中國的盛行，並不在於他們的僧尼穿著印度式的袈裟，不在於
他們講說因明及深奧的禪理；而是因其思想藉文藝而融入中國文化，包括
他們聰明的使用寓說教於說書的方式。

中國文化雖然悠久，但老百姓識字的不多，而知識分子，就是所謂文
人，所寫的文體，一般人看不懂，也聽不懂，所以脫離了人民大眾。

到佛教傳入中國，有些信徒覺悟到應該用淺顯通俗的白話文，傳播信
仰。如：唐朝的王梵志，和寒山，拾得等詩僧，都用白話作詩，容易傳誦。
這就是禪詩。

降至宋朝，不僅禪詩流行，一般文人理學家的作品，也夾雜著那種風
格和思想。王安石的詩集中，就有注明仿寒山的作品。

更有一種“變文”，就是白話散文同韻文交雜，在說書的時候，說一
段，夾上唱詞。因為那時民間娛樂很少，鄉人農閒時的時間很多，無從消
遣，就去聽這種說書的。例如：多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和降魔變文，大
約成於唐朝，是民間對地獄觀念的來源。後來有唐太宗入冥記，至宋朝，
有香山寶卷，晚後更有何文秀寶卷等，雖然為了宣揚教義，但卻成為因緣
果報迷信的起源。

佛教在印度的傳播效果不大，雖然其文化原因複雜，但在大眾文藝方
面，難以跟印度教相比，不無關係。

    中國文藝與去惡向善的理想
曹雪芹的紅樓夢，因為文筆好，使人讀來仿佛置身其中，不覺跟書中

人物認同，而影響讀者的價值觀，以為那就是理想世界，到一個地步，把
那些醜事惡事，都視而不見。其實，作者老早就告訴我們，那都是假的，
“賈府”榮國，寧國，一家上下都是假的。但人看了那些又富又貴又有名
的世家公子，貴夫人，心嚮往之。這正和世人的情形相同。這才真是問題
的所在。原來那樣的人家，卻正是貪污腐化，仗勢欺人，放高利貸剝削，
魚肉人民。只有正直的柳湘蓮，看得出“大觀園除了大門口的石獅子，沒
有一個乾凈的。”老僕人焦大，在酒後才可以講出清醒的話，賈府是一代
不如一代。在飽暖淫慾外，還墮落到同性戀，假山石後發現春宮畫；連外
表清高的女尼妙玉，也只是假正經，內心不潔；她可以收取梅花枝頭的雪
來化水烹茗，卻不能真正作“檻外人”，由是走火入魔，終至招致外面的
盜劫。賈府則以抄家收場，是自然的結局；那禍源鳳姐的女兒，還得仰仗
劉姥姥的哲嗣收容救助。但是，不少讀者會殘忍的嘲笑劉姥姥誠實的鄉愚，
同情腐敗的富貴人家。這可不是跟現實世界“豬的樂園”一樣嗎？

如果讀者被那些上流社會的紅塵軟霧障蔽，看不見他們的罪惡，那就
辜負了作者的苦心和深意，也成了作夢的人。

雖然中國小說的作者，還沒有在福音的光中，但他們有是非之心，所
以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敢於同情被欺壓的小民。

施耐庵的水滸傳，是另一部描述人間黑暗的小說。在書的開始，就說
明高太尉放出妖魔。原來世上妖魔，都是作官的大人們搞出來的。

妖魔成為梁山泊的強盜，還打著“替天行道”的大旗。不幸，作官的
比強盜更糟，儘多好人遭迫害，官逼民反的事例：林沖，魯智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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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出許多；特別是盧俊義，幾乎算是無非可舉的好人，他也盡力抵拒上山
入夥，但為官府所迫，還是走上了梁山的那條路。政府壞到不可救藥的地
步，天下烏鴉一般黑，需要外族金國的人來清理整肅，把欽徽二宗用鍊子
拴了，牽到異域去蒙塵，在地窟中好好自我檢討，反省懺悔吧。

    鏡子裏的醜惡面目
清代乾隆年間，李汝珍在窮愁十多年中，寫了一部以“追尋”為主題

的書，鏡花緣。
鏡花緣裏的主角，是士人唐敖和多九公，並商人林之洋，共同旅游異

域。鏡中花當然是虛幻的；但鏡也可以照見自己的面目：追尋的人，結果
往往認識自己。這樣才是真正的增廣見聞。書中有些敘述，頗為有趣。第
十，十一回，講到他們一行到了“君子國”：

登岸揚帆，不多幾日，到了君子國將船泊岸。林之洋上去買貨。
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想來必是禮義之邦，所以，約了多
九公上岸，要去瞻仰。走了數里，離城不遠，只見城門上寫著：
“惟善為寶”四個大字。... 二人把匾看了，隨即進城。只見人
煙輻集，作買作賣，接連不斷；衣冠言談都與天朝一樣。唐敖見
言語可通，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好讓不爭”之故。誰知老翁
聽了，一毫不懂。又問國以“君子”為名，是何緣故。老翁也回
不知。一連問了幾個，都是如此。

這裏說，“衣冠言談，都與天朝一樣”，仿佛是鏡中返照的情形。不
過，這“君子國”並不自以“禮義之邦”來標榜，而且連為甚麼鄰邦如此
加譽也不知道：他們以為是應該作的，也作到了，就成了實際，沒有“君
子”的理想和口號，真是處處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但訪客進一步近
觀，發現他們的風俗卻大大不同，使他們覺得“反常”。

說話間，來到鬧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裏買物，手中拿著貨物
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
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
唐敖聽了，因暗暗說道：“九公，反買物，只有賣者討價，買者
還價。今賣者雖討過價，那買者並不還價，卻要添價。此等言談
倒也罕聞。據此看來那‘好讓不爭’四字，竟有幾分意思了。”
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
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敝貨
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
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
易，小弟實難遵命。”唐敖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原
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亦
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趣。”只聽隸卒又
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有失‘忠恕之
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允。試問哪個腹中無算盤，小弟
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
照數付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裏肯依！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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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
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唐多二人不覺
暗暗點頭。

在這一番觀察，“天朝”的訪客先是懷疑，難以置信，繼則覺得有趣
原來君子國人所說的話，用的字句，和華人所說的相同，不過在應用上是
相反的方向，這就是鏡中的形象；在華人只是說說而己，只是客套；但君
子國人竟認真實行起來。他們也說：“忠恕之道”，也懂得“己所不欲毋
施於人”的道理，只是用法不同；實際踐行，用於交易，更是不容易的事。
空談高論，人人會說，人人可以講如何作君子，但認真實行的能有幾個？
唐敖和多九公見識了，使他們“不覺暗暗點頭”。

作者知道，隸卒 (古時候的衙役，略等於公安，警察)公道交易，買
東西付錢，不是他們的習慣；所以他特別舉有違反慣例的事件，作為反例；
同時，反乎人的貪財好利，顯示出君子國的義。

另一個例子，是耍槍桿子的軍人，竟違反慣性，不但不仗勢欺人，而
且強要多付價，少取貨；路人看見，“都說小軍欺人不公”。如此“欺人
”的方式，自然非在君子國見不到。

鄉農本來是愚而可欺的。君子國的商人，不但不欺鄉農，而且連他甘
心不計較，也必強要計較，不肯欠“來生債”。是何事呢？他說：

“這如何使得！去歲有位老兄，照顧小弟，也將多餘銀子存在我
處，曾言後來買貨再算。誰知至今不見，各處尋他，無從歸還，
豈非欠了來生債嗎？今老兄又要如此！倘一去不來，到了來生，
小弟變驢變馬，歸還先前那位老兄，業已儘夠一忙，哪裏還有工
夫再還老兄！豈不下一世又要變驢變馬歸結老兄？依小弟愚見，
與其日後再算，何不就在今日？...”

作者對於佛教講因果，說輪迴那一套，想必熟知能詳，其實貪財謊騙
佛廟裏還問卜，講風水，還不是江湖手法？有幾個真相信果報，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君子國人認真的相信果報，所以不敢虧欠於人，務求至公至正。
於是鏡子中暴露出中國佛教徒的虛假來。

我們的兩位旅客，所代表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唐敖代表大唐引以自
傲的儒家道德，多九公則代表格致博物的科學家。但到了君子國，竟變成
小孩子般的無識無知。卻偏偏來了兩位老人家，請他們到家中待茶，稱他
們是“天朝的大賢”；先對中國文化大大稱頌一番，然後就請教了：

“敝鄉僻處海嵎，略有知識，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得能不致
隕越已屬草野之幸，何敢遽當‘君子’二字！至於天朝乃聖人之
邦，自古聖聖相傳，禮樂教化，久為八荒景仰，無待小子再為稱
頌。...”

在諷刺文學中，一般越是稱頌偉大，越是要加以小心。在這裏也不例
外。說完了表面奉承的話，兩位兄弟就提出了一些自謙不解的問題“請教
”：為甚麼有知識正常的人，會迷信無稽之談的“風水”？為甚麼把婦女
的腳纏小了，是三寸金蓮之“美”？是不是把鼻子割小了，也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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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一席談問，把中國文化千幾百年的醜事都抖了出來。這在福音之
光照到中國二百多年前的當時，作者的思想可真顯然是進步得很呢！

旅游是為了追尋，體驗人生，眼見而外，還應該身受。到了女兒國，
機會就來了。這次輪到了林之洋。女兒國是母系社會，國王是女的，她的
后妃都是鬚眉男子。三個旅客中，唐敖的妻舅林之洋生得英俊，於是這位
“粉面郎”，榮幸的被國王看中了，選為王妃。“身高體壯，滿嘴鬍鬚”
的“宮娥”們，“如鷹拿燕雀一般”服事他，替他把兩耳穿了洞，戴上耳
環；並且將腳“用力曲作彎弓一般，用白綾纏裹 ...拿著針線上來密密縫
口；一面狠纏，一面密縫。...及至纏完，只覺腳上如炭火燒的一般，陣
陣疼痛，不覺一陣心酸，放聲大哭道：‘坑死俺了！’”這纏腳手術過程，
寫得頗為生動。如果儒士們真正相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聖人教導的
原則，這給婦女纏足的邪惡殘忍的風氣，何至於綿延千年，該早就廢革了。

鏡花緣也極會把人獸性化。又說到有一種“狗頭民”，以善於烹調知
名。

多九公道：“你看他狗頭狗腦，誰知他於吃喝二字卻甚講究；每
日傷害無數生靈，想著方兒，變著樣兒，只在飲食用功；除吃喝
之外，一無所能，因此海外把他又叫‘酒囊，飯袋’。”

唐敖聽來熟識，有興趣上岸去看看。多九公吐舌道：“聞得他們都是
有眼無珠不識好人；設或上去被他狂吠亂咬起來，那還了得！”

極有趣的，鏡花緣還介紹了一種先進的換心手術，發生在“穿胸國”
查考他們的進化過程，就知道他們的胸原來爛穿過！讀者又聽到多九公的
聲音在說：

“老夫聞說他們胸前原是好好的；後來因為他們行為不正，每每
遇事，把眉頭一皺，心就歪在一邊，或偏在一邊。今日也歪，明
日也偏，漸漸心離本位，胸無主宰。因此前心生一大疔，名叫
歪心疔；後心生一大疽，名叫偏心疽；日漸潰爛。久而久之，前
後相通，醫藥罔效。虧得有一祝由科，用符咒將中山狼，波斯狗
的心肺取來，補那患處。過了幾時，病雖醫好，誰知那狼的心，
狗的肺，也是歪在一邊偏在一邊的，任他醫治，胸前仍難復舊，
所以至今仍是一個大洞。”林之洋道：“原來狼心狗肺都是又歪
又偏的！”

鏡花緣就是這樣，照出了人的品性真面目。人的問題的中心，是人心
中的問題，或說心中無主。對於這個問題，作者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辦
法；但他清楚指明，那舊套的講道德，說仁義，並不是辦法。中國講道德
文化，講了二千多年，也沒有出現“君子國”，反而要“禮失求諸野”。

很意外，這樣的書，沒有被選成為“才子書”，或偉大的傑作名著；
也許人不喜看諷刺入骨的作品，或是恰好道著了他們的短處，不合他意；
或者人不願面對鏡子，也沒有心志去追尋甚真理，沒有興趣改進。

    何處能脫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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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追尋為主題的通俗小說，是明吳承恩撰的西遊記。書中敘述唐
三藏取經，歷經許多劫難，最後得解脫。表明人對於祛除煩惱，求取涅槃
的追尋。

列子卷二“黃帝”篇， 假託黃帝作白日夢，到了華胥之國，學得了
無為之治的至高治術。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說是有個幸運的武陵漁夫，
到了世外桃源，沒有人間的戰爭殺伐，人民安居樂業。不過，篇幅甚短，
使人讀了有好夢遽醒的感覺。

    聖經與文藝
聖經雖然不止是文藝作品，但使徒保羅告訴讀者，不要把歷史只當作

是已過的事：“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
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所以基督教文學，不止是逃避，也不
是無目標的盲目追尋。

有些清教徒的觀點，以為小說可以引致品德敗壞，而最好也不過是“
敬虔的謊言”，雖然美麗動人，讀來無益，而且廢時失業；所以他們許多
的家庭中，除了聖經之外，只准許有一本天路歷程。

其實，這種對文藝的看法，既不真實，也不公道。雖然英國清教徒當
政的時候，關閉倫敦的戲院；戲劇一行的人，對清教徒也缺乏好感，但那
時戲劇的內容，不僅不是妨礙風化，而且其內容正是推行清教徒思想，因
為那是時代的主導思想，他們揭露社會罪惡，正是清除的對象。

    人不能行義的事實
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 使用了一個語詞叫 Hamartia稱之為“悲劇

性缺失”(Tragic Flaw)，是希臘戲劇中主角失敗的主因。希臘文新約聖
經，使用這個字，是我們譯為“罪”的一個主要字，表明射箭的時候，偏
失不能射中目標。這說明有一個“正”的標準，也就是韓愈所說的“行而
宜之之謂義”。義是有理想的人所追尋的，不義是要克服的。

具有這個“義”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這可以看出，文學的美，也同時要求真和善。在傳揚福音方面，文學

可以基本上可以作為有效的工具。
保羅寫出他的經驗：

我也知道，在我裏面，就是在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
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
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
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

這爭持的經驗，也是馬丁路德所經驗的；神使他領悟到自己沒有力量
為善，轉而仰望主，得到“因信稱義”的結論，開始了宗教改革的歷史。
這是神學上的問題，但也成為文學上的動力。

在以利莎白時代和以後的十七世紀，是清教徒思想發展的時期。那時
的文學，特別是戲劇，大都充滿肅除罪惡的主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彌爾頓(John Milton)，章生(Ben Jonson)，以及馬洛
(Christopher Marlowe)，並同時和以後的作家，莫不注重道德的教導，
使文藝具有“教育和娛樂”的雙重功能 (To teach, To please)。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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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藝書籍或看戲劇，都不是追求真理的最好途徑，但其對信仰的傳播
功能，是不容忽視的。

    罪惡感與價值觀
牛津大學教授葛登娜(Dame Helen Gardner)，曾分析文學傑作產生的

條件。她以為古希臘文學和十六七世紀的英國文學的產生，有其特殊文化
環境：古希臘時代的稱為“羞恥文化”(Shame Culture)，最高追尋目標
是榮譽；英國清教徒時代的 稱為“罪疚文化”(Guilt Culture) 最高追
尋目標是聖潔。  那不僅是一兩部作品的理想，而是時代的文化背景。因
此，荷馬史詩伊里哀得 (Iliad) 中的英雄亞其力 (Achilleus)，以及其
奧得塞(Odyssey)中的奧得修 (Odysseus, or Ulysses)，都是奮力爭取榮
譽。而十六，十七世紀英國文學中，則是以除去罪疚為掙扎的目標。這樣，
有理想而不能達到，追尋理想的過程，就有了“爭持”(Tension)，成為
偉大作品的動力。缺乏這種“爭持”的，可以成為佳作；只有爭持，是成
為傑作的條件。

這樣，我們就需要有是與非的界別。我們的世界觀，各有不同。
有人看世界是大觀園，亭台樓閣，萬紫千紅，真是美不勝收。有人看

大觀園全無足觀，道德腐敗，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
必須在主的光中，才會認識世界真相，知道缺乏真價值。
否定世界的價值，才會追尋真正有價值的。
主耶穌說的天國比喻，很值得我們深思：“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

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
有正確的價值觀，才可以看得出問題，才會有理想。

    人心的問題
隋弗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英國最著名的諷刺作家，他所

寫的 格立弗游記 (Gulliver's Travels)，成為世界文學名著之一。書中
說到格立弗船長，在歷經小人國，巨人國之後，在第四度出航的時候，因
為船員叛變奪權，把他放逐到一個島上，那裏是 Houyhnhnms馬的國度，
那裏是四足動物當權的世界，比人間的品德高尚得多， 仁愛的“主馬”
(不是主人)， 以“馬道”對待他；於是他就作了馬奴。照著馬國所通用
的語言，稱人為 Yahoo。於是格立弗大抖“種醜”，把馬族的語言所沒有
的人間各種惡事，一一介紹，對於他們高尚的馬族，當然是不可想像：醫
生斷定病人該死，如果到時候不靈，當然是病人有錯，可以用藥物幫自然
的忙；律師的惡事，更顯然的；錢財的罪惡，超過高尚的馬能領會；王族
近親通婚，生出來的孩子總不會聰明；但最難以界說的是謊言：因為照正
直良善的馬想來，言語是為表達意思的；如果所表達的不是你的意思，豈
不是誤用語言？他在那裏住得很好，與主馬相處也很好；只是馬國會認為
他不配，就讓他回到人間的社會，好宣揚馬德。

著者的意思，顯然在於說明“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 需
要神的憐憫。如果誰要翻譯成中文，似乎可以名為“西洋鏡花緣”，因為
在立意用筆上大致相同。

追尋為主題的小說，大致是不正常的人，尋求不正常的事和人；尋到
的仿佛是鏡子裏面的自己。矮子有時到了小人國，自己變成了巨人，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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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被矮子群包圍：不少屬靈巨人，或政治偉人，都是這樣造成的。可惜，
儘有人寧願生活在這種自我實現的夢境裏，而堅持不肯覺醒。

    尋求上面的事
約翰本.仁(John Bunyan, 1628-1688)的名著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是“追尋”書叢中最著名的，被譯為許多種文字的譯本，三
百多年來一直暢銷，僅次於聖經。寓言書中主角，是“基督徒”，逃離將
亡城，經失望泥沼，虛華市，終於蒙恩抵達天城。

追尋，應該有個目標。事實上，人生就是在追尋，不過有的目標高，
有的目標低。茫茫無目的的追尋，實在跟夢游差不多。目標越高，追尋過
程中所歷的艱苦，也越多越大。

    腳蹤與方向
社勒敦 (Charles Momroe Sheldon, 1857-1946) 是美國的公理會的

牧師，作家。他有名的作品跟主腳蹤(In His Steps)，以一個鎮為背景，
其居民共同約定，在一年內，臨到決定一件事的時候，要先自問：若主耶
穌在我的地位，祂會如何作。

書中說到一位教會的牧師，同會眾相處很好，他也滿意自己的講道。
有個主日，他講道的經文：“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彼前二：21)那天和以後一
週所發生的事，使他認真思想事奉的意義，把道理化為實際的行動，真正
跟隨主的腳蹤行；改變了他的生命和事奉，也改變了那教會和所在的鎮。
這樣，全社區都改變了。

本書於 1896年出版以後，六十年來，領美國聖經以外銷售最高的書，
到現在售出約一千五百萬本以上。這本書，影響了許多人的生活。

盼望今天的聖徒，踏著前人的腳蹤，寫出跟主腳蹤行的見證。

    偉大的函授神學

但記這些事，是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
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約翰福音第二十章 31節

回想到二千年前，復活的主耶穌基督，把傳福音的使命，交託給有限
的幾名信徒。他們人數不多，資源缺乏，面對著巨大的壓力，這幾乎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務。但他們靠著聖靈的大能，勇敢的面對艱鉅，知道要收的
莊稼多，作工的人少，卻義無反顧的努力。使徒說：“我們傳揚祂，是用
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
神面前。”(西一:28)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用諸般的智慧，不僅儘力的奔
跑，在各地大聲用口傳揚，也用筆記下福音書，用筆寫出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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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現在世界上的基督徒增多了。不過，舉目觀看，未信的人數
也空前的巨大；加上敵對基督的人，利用他們能夠控制的媒介，傳播引誘
人遠離主，反抗福音的信息。我們怎能不加注意？
近年來，我們眼看著網上教學的興起。從前，人對函授學位輕視，給

個雅號“郵購學位”；現在，名門正派的學校，也有網上教學。當然，這
是隨著互聯網普遍來的。
網上事業，該算“亞馬遜”是傑出的成功代表。這是由於一個青年人

的遠見，雖然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沒有看到盈利，但其股票仍然上漲，顯
然後覺者領悟及成功的遠景。

    函授的思考
教會該怎麼作？是否命定落在後覺者後，或是以不覺為勝利？我們可

曾想到“網上迦瑪列”？
或許，有人說：函授教育的缺點，是不能看見可以效法的教師模範，

不能有充分學習效果，因此斷定函授產生的好學生很少；殊不知面授的壞
學生更多，但不能因此就完全廢止神學。即使如主耶穌那樣的好教師，門
下也出過叛徒猶大！所以不全在於教師；而且如果有的教師有問題，函授
學生受薰蕕影響的可能也相對減少啊！
首先，我們應該知道，教學品質的問題，不在於用甚麼方式，面授與

函授，並沒有差別，如果碰到朽木不可雕的宰予，懶惰而不肯用心，甚至
先自“畫”不進步；或遇到想走捷徑，買學位的敗類，總拿他沒法。所以
在電通發達便捷的時代，不妨迅速構思採行函授。

    函授的合宜
說來這並不能算是新的事，是二千年前的“古道”：新約聖經所包涵

的，不是別的，是二十七卷“函授神學”課程。當然，沒有誰可以否定前
賢們傳揚福音的努力，以至殉道的見證，聖靈同工的偉大效益，主的道不
被捆綁，傳到地極。可是，總不能忽略文宣的效能，而且無論如何強調，
絕非過分，因為至今仍然是還未充分開發的能源。
馬可福音第十三章 10節：“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在 KJV 的翻譯

原是“The gospel must first be published among all nations.”
當然，在這裡“be published”，是指公開宣揚的意思，不僅限於印

刷；不過，也不排除印刷。因“publish”同public, publicus有關，都
是“公眾”的字源。主耶穌說話的時候，印刷技術自然還沒問世，不論甚
麼樣的方式，只要能夠達到公眾了解，使其能正確接受福音，就是完成了
基督的大使命。

經驗和常識告訴我們，要群眾來到學校困難，把學校移到群眾容易；
而以函授教導群眾，則更為容易。而使今人就教古人，根本無法辦到；但
藉著函授，不僅能神交古人，且能夠與今之學者交談，豈不更為有益？

    函授的實踐
先知耶利米曾說：“你們要站在路上察看，訪問古道，哪是善道，便

行在其間。”(耶六:16)這話是要人民在正誤之間選擇；但今天我們所面
臨的，是不要對“古道”棄而不取，更不能以為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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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耶利米先知書從寫成，到傳播，就是函授的典型：先知領受上
面來的啟示，經過同工的書記巴錄抄寫，傳述，不僅給予當時猶太人以盼
望，相信等候“七十年”的應許來臨，也成為教會信仰的根基。
函授實施的成功與否，決定於教員，教材，教法，再加上最重要的一

隅：受教者。耶利米的時代，從君王，到政治巨頭，宗教領袖，都漠視神
的話，怙惡不悛，受到當得的報應，也成為後世的鑑戒。

這是工商業的時代。各樣的宣傳手法，被採用在佈道上，竟然以為是
在作“上帝的推銷員”，視福音等同企業。當然，目標正確，在方法上並
不足為非，但忽略扎實的，隱藏無聲的文宣，是巨大的損失；因為文字宣
道，比起搞轟轟烈烈的群眾佈道，更堅實而有持久功效。我們現在共有的
信仰基礎，哪不是來自當年神僕人筆下出來的神學教材？

我們且想想看，如果沒有新約的函授，教會歷史是甚麼情形。
聖經所說的真道，教訓，都是記以傳授。如果沒有這些記載，當最後

一名親見親聞基督教導的人離世，必定會言各人殊，真箇是道不同不相為
謀了。那還堪想像嗎？

    函授的定位
說到這裡，我們會問：誰來函授呢？一般認為作函授工作的，是二三

流，甚或未入流貨色；其實，保羅很認真的作函授，十分重視函授。我們
發現他寫道：“我保羅親筆問你們安。凡我的信都以此為記，我的筆跡就
是這樣。”(帖後三:17)可見使徒不是隨便由秘書代寫代發，而是非常著
意。不少人想，“話是風，筆是蹤”，所以隨便講話，假託聖靈引導，實
在是不負責任。更有人異想天開，更以為“信口開河”是憑信心開口，流
出活水江河！當然，還有人冒使徒之名寫信(帖後一:2,3)，迷惑信徒。不
過，函授必須是由純正的信仰，傳遞正確的信息。

因此，傳道人如果真以拓展神的國度為心，都該積極訓練從事文宣，
以函授宣揚主道。至少我們要有基本認識，文宣事奉絕不是次等的事奉。
很久前，曾有人提出文宣士“定位”的問題。
有人說：今天“按立”的教牧數目過多了，形成“困苦流離如同牧人

沒有羊一般”，實在不足以解決教會面對的問題。可是，誰曾聽見過“文
宣士”？其名古已有之：

V.D.M.(Verbi Dei Minister = Minister of the Word of God)這個
名稱，就正切合。

不過，這不是說，必須有“名位”才肯作事，更不是說，要與現有的
教職人員搞對立，而純為提高注意，讓人知道文宣這回事的重要。忠心認
真的教牧，已經為教會留下了榮耀的績效，成為永久的遺產，至今仍然使
人得益處；盼望今代的基督徒，靠聖靈的引導啟示，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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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宣聖工散譚                 

耶利米召了尼利亞的兒子巴錄來，巴錄就從耶利米口中，將耶和
華對耶利米所說的一切話，寫在書卷上。(耶三六﹕4)
尼利亞的兒子巴錄，將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說的話，寫在書上。
(耶四五﹕1)

聖經中的耶利米書，有大部分或全部是文士巴錄的手所寫出來的。我
們今天無從確知為甚麼神會如此定規。特別是耶利米書第四十五章，是神
藉先知耶利米向巴錄所說的話，卻不是由耶利米直接寫出來，而是召了巴
錄來作這項工作。這豈不是有些出人意外嗎﹖

我們猜想神這樣作的原因﹕可能是需要有兩個人的見證，也可能是巴
錄的專業手筆，比耶利米更好﹔這兩種可能，都表示神重視祂自己的話，
絕不許人率意行事，自作聰明。從另一方面來說，先知即使偉大如耶利米，
也不是全能的，在文字上或其他事工上，藉助別人，並不是可恥的事﹔這
正是顯明同工的需要，也顯明耶利米的屬靈和謙卑。巴錄善於用筆，知道
怎樣寫﹔先知耶利米有上面來的信息，明白神的心意，告訴他寫甚麼，二
人同心協力，就是美好的見證。

我們總要記得，神的工作，不論是造作浩渺無垠的天體，或是一莖小
草，都是完美的，絕不容許差誤，絕不落於水準之下。

我們也必須承認，在肉身之內，就是最忠心的聖徒，也不能在凡事上
完全。但我們不能以此為借口，作次等的工作，對疏失加以容忍，因為我
們所事奉的是愛我們，救我們的主。為愛祂而事奉，必須要求就我們所知
所能的，作到最好。如果我們對於聖經的印製這樣要求，有誰能說是過
分﹖難道我們的主不配得最好的嗎﹖

聖經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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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對聖經極為尊敬，不但語文，連思想，文化，也受其影響。他
們的經文必須用手抄寫，至今仍然如此，因為聖經規定是“寫”。如果有
一錯誤，必須全章重新寫過。可見其認真之一斑。

宗教改革運動的興起，也正是民族思想與方言文學的萌芽時期。馬丁
路德 (Martin Luther)把聖經從原文譯為德文，成了德文的規範﹔而廷岱
勒(William Tyndale)譯聖經為英文，其莊嚴華美而清晰的獨特風格，不
僅是以後其他譯本的根基，也影響了英國文學﹔奧理維坦(Olivetanus)
等人譯成了法文聖經，影響了法國文學。在近代遠方宣教運動中，英國宣
教先鋒維廉克理(William Carey)到了印度，把聖經譯成了孟加拉文，影
響了孟加拉文，並且奠立了其文法的範格。印度詩人，亞洲第一位得到
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0，以
詩祭獲文學獎)亦是受惠於維廉克理。

這些不僅是宣道信仰上的光榮勝利，也是文化上的久遠貢獻。這都是
因為先賢們對主的忠心，表現於工作的品質。福音傳到中國以後，產生了
傑出的和合譯本聖經﹔因為當時的中國，已經有傳統悠久的文字，雖沒有
顯然可見的改變，但據胡適，周作人等學者，譽為白話文的典型，羅香林
稱其為超凡的巨作。這固然是由於神智慧奇妙的啟示，而與當時譯經學者
們嚴謹認真的態度，也有極大的關係。參與其事的宣教士們，是學有專長
的漢學家，如翻譯四書的理雅各(James Legge)，實在遠超過今天華人學
者的水準﹔而且輔以中文顧問，是像稱為“長毛狀元”之才王韜那樣的人。
他們虛心求真，每有辯疑，常徹夜不休﹔根據當時的人說，有時爭議之聲，
會達於戶外。這是因為他們愛主，愛華人，務求作到盡善盡美，能有那樣
的成就，是因他們有那樣的要求。這是何等的可敬，真值得效法。

這一代人在作甚麼
英王雅各一世(James I)在主持翰浦屯譯經會議的時候說過：如果期

望有一本完美的英文聖經譯本，也許永遠不會出現。但就這方面來說，對
於任何譯文，大致都不會錯。但感謝主，你我手中所拿的，是接近理想的
和合譯本，是先賢多年辛勞的心血結晶。如果我們不能改進，只要忠誠保
持，就是很好的事。如果要想改進，需要確知該改的地方，是改進，而不
是改退。更要緊的是知道自己在作甚麼，是為誰作的。

但今天的現象告訴我們，確有人在為了改聖經而改聖經。在台灣，曾
經有人撰寫了長篇大論，指斥現代譯本是魔鬼的作為，因是非基督徒的工
作﹔這自然未免有些過分了，因為不明人家的動機，難以遽下結論。不過，
如果說是膽大妄為，則不遠於持平之論。

實在說來，比這水準更低，更不像話的文學作品，市面上多得是，那
是自由經濟的現象，誰也管不來。如果從事這行的人，坦白承認是為了打
工，為了養家肥己，任他殃及棗梨，任他厚顏推銷，都該從寬不究；但打
起神的招牌，搞到聖經，蒙恩又識字的聖徒，就不該不講話了。

對於現代譯本或別的新譯，如果只是意譯，而不自稱是標準譯本，我
們可以從寬度衡，因為那只是概述大意，就像看演義小說，不能期望其盡
符合歷史事實，讀俚語俗話，沒法子講究文法和邏輯思維。但如果有某種
譯本，期望被聖徒接受為聖經，當作神的話來讀，來遵行，那完全是另一
個水平了，因為那是聖言啟示，必須完美無誤，在文字表意上都有此要求，
不能低於這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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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中文新譯本
比起英文譯本來，中文譯本在數量上少得多，在品質上也差得多。其

中新舊庫譯本和呂振中譯本，出版已經有年了，算不上新，但還是在和合
譯本之後，所以也置於“新”列﹔二者的共同點是拮屈聱牙，注定沒有宣
讀的功能，所以也就流行不廣。但其立意保持對原文忠實，至少是沒有故
意不忠實，而且也避免了使用成語，可算是其優點。至於王宣忱譯本新約
和蕭鐵笛譯本新約，發行既不普遍，也少人注意。天主教思高學會的譯本，
則有其一貫的文白羼雜特點，叫人讀起來感到相當吃力而痛苦。還有此譯
本有個特點，就是把演繹當翻譯，例如﹕在以斯帖記中，竟然給末底改穿
上了“龍袍”(斯六﹕811)﹗翻譯到這等地步，還有甚麼好說的﹖顯然這
遠遠超過了意譯的範圍，實在像是說故事騙小孩子的作法。當然，這種例
子，還真有許多。

比較算得上新近出版的，還是天道聖經新譯本和現代中文譯本。從前
天道的聖經新譯本，在試版時得了相當多的負面評判，後來的嚮導版改進
了不少，差不多可讀了，只是也改退了一些，仍有不通順的地方。至於現
代本，除了已見的評論外，其特著的缺點，是太愛用成語或典故。為甚麼
這算作缺點呢﹖

顧名思義，成語像成衣一樣，套用起來，有時不恰合宜。在古典作品
中，全沒有成語﹔因為成語是有前人用過的，各有其背景，如辭源，辭海
等辭書，可以查知其難以盡適應用﹔至於英文，有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經注明其使用出現的紀錄。這樣，就得要增加解釋的負擔。
而且愛用成語，是不成熟以至懶惰的記號，所以必須避免用於創新的思想，
於神的聖言啟示，更不應該了。至於四字句型，在駢儷文體中，雖然華美，
但前人早就指出其華而不實﹔如果間用於白話文，顯得格格不入，會突現
諧笑的效果，在經文中自然應該避免，是顯而易見了。

在和合本裡面，據筆者自己查知，只使用了兩個成典﹕一個是“首級
”在士師記第七章，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九章，撒母耳記下第四章，列王紀
下第十章，歷代志上第十章等處，意思是“頭”，盡可簡單明瞭的如此直
言，像別的地方一樣，不知為何婉言，借用秦制“斬敵一首，加爵一級”
的事。另外有一個“崩”字，是說君王之死，如山陵之崩，只出現於以賽
亞書第六及十四章，對猶大國的烏西雅王，和亞哈斯王特加尊崇，很難看
出有何必要，卻給人誤意為“崩潰”。

現代譯本中的成典可多了。給人壞印象的，是創世記第三十九章約瑟
受試探及被誣的那段﹕主母對他“頻送秋波”﹔讀者自然不會去查尋朱德
潤詩“秋波”是“美人之目”的出處，卻頗易移思於黃色小說，其實這類
肉麻的詞兒，連小說裡面也嫌俗不用了。

改字的商榷 
近來新版(不是新譯)聖經， 發現有些字改了﹔雖只些微變易，但其

輕忽草率態度，絕不應該漠視。因為如果任誰都可改聖經，華人教會哪裡
還有共同的聖經﹖教會裡的一點混亂也嫌太多，倘再加上沒有聖經標準，
各人自說自話，將是多麼混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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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改字，還不算太多，其中大部分是譯名，也有另外些微小改易
聖經公會新標點和合本“說明”了其“內文沒有修改”，只不過是有“和
原來不同的地方”(見頁 4“說明”，請不要挑剔發笑)。 

那些“不同的地方”，大部分是該改的。除了體例，形式之外，“說
明”中的其三“用現代通用的字”﹕卻例外的保留了猶大列王的老毛病，
“邱壇”還沒有除去。其實，該用“丘壇”，就是說，人在山丘高處隨便
築的祭壇，不是出於神旨意的﹔這樣，一看就能懂得。因為從前的人，寫
字要避諱，“丘”字是至聖先師孔子(名丘)的聖諱，必得改用“邱”，現
代哪還有必要﹗

其四甲，“不雅的譯名”，採用“呂便”代替“流便”。很難說“流
”字有甚問題﹔高山流水，豈有“不雅”之處﹖如果有了不雅之罪，聖經
中還有猶流，哥尼流，革流巴，豈不都要一一改過﹖倒是“便”字有不便
之處，應該改為“本”字。不過，要改就得統改。“便”是  (Ben)的音
譯，是“兒子”的意思，如﹕便雅憫，便哈達，便俄尼，便戶珥等，可說
是本於某 (某人的兒子)。這樣，不僅顧到了音意相近，在以後編製索引
時，也會便利。關於譯名，以後還要再論。

其四乙，“改動容易誤解的名字”。“尼哥底母”之所譯如此，我猜
想是譯時想到了與“重生”對待的效果，所以採意從母體來的老根底。我
可能猜錯，不過那無關緊要，儘可不必注意。如果要改自然很好，但可否
不用表示情感的“慕”字，而作“尼高德模”或“謨”﹖也不要忘記，還
有個阿尼西母，雖然出身奴隸，並非不重要人物，應該一併給他清楚界定
性別才好。

其七，“代名詞第三人稱，男性和共同性用‘他’，女性用‘她’，
動物用‘牠’事物用‘它’使讀者容易辨別。”其實，物與事都可以用“
它”，不必加以界分，甚少有混淆的問題﹔倒是區分太多，會產生問題。
例如﹕在新標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中有“她們”用於女性多數，那麼男女
的共同多數怎辦﹖物或事的多數又如何﹖其實，在這種情形下，應當一概
用“他們”，誰都可以放心，絕不會男女顛倒，物人互變。在英文中，也
沒有特用於“她們”或“它們”的多數。至於在第二人稱“你”字的分別，
更是全無必要。

說到人名和地名，聖經跟其他的地區，都有以人名地的實例，例如：
美國所有各州，都有地名“華盛頓”；但必須地與人二者相同，才可以一
望而知其關係。新標列王紀上第十七章 24節﹕  “暗利用二他連得銀子，
向撒瑪買了撒馬利亞山，在山上造城，就按著山的原主撒瑪的名，給所造
的城起名叫撒馬利亞。”看看這裡，人名避用“撒馬”，可算是有見識，
因為“撒馬”是撒韁任馬奔馳的意思，人人都能看得出來。只是前“瑪”
後“馬”，很難表示和“原主的名”的關係，實在弄巧反拙，全沒有改變
約定俗成“撒瑪利亞”的理由，除非是表明“撒馬”狂奔！

以上所舉的，都只是在新標凡例“說明”的範圍，表現其自作法而犯
法，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且這些都不屬改譯大事，也算不上修
訂小事，只是編校末節。但在主的事工上，即使是末節，也不能馬虎從事，
必須要戒慎認真。既是末節，其數也必繁多，且不去多說吧。

            
說到譯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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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譯成中文後，有些人在釋經時，對譯名也取析義法，而望字生義
一個個字來解釋，這樣有時不免鬧出笑話﹔知而偶然為之，無傷大雅，終
究不是釋經正途。不過，中文不同於一般拼音文字，既是單音，又各有其
獨立的意義。在譯經的時候，常會遇到需要音譯，譯者必須選用某些字，
或避免某些字，積而久之，就形成了原文跟中文之間的約略對等的意義。

前面已經提過了，和合譯本中所用的“便”字，常是“兒子”的意思
(筆者在此建議統改為“本”字)﹔同樣的，“巴”字是“本”的變音，所
以同樣用法，例如﹕巴拿巴，巴拉巴，巴耶穌，巴底買等，都取同樣的意
思，並不是信手拈來的偶然事，而是以“巴”代“爸”，以照原文一樣，
說明其人的爸爸是某人，這在中亞地區，是習用常見的，表明親子關係。
還有“耶”古時同“爺”字，熟知的如杜甫詩“兵車行”中有句﹕“耶娘
妻子走相送”。因此，“耶”是尊稱，而且說明親屬關係。在較早期的中
文譯本，神的聖名用“爺火華”，和合本用“耶和華”，是經過如此熟思
慎選的結果。這樣，“耶穌”是救主，是生命的主，“穌”和“蘇”同義，
也就是甦醒，新生命。而“耶”，“亞”，“約”都是代表原文中的“神
”字，幾乎沒有例外或甚少例外。

這些話說來像是鑽牛角尖，甚至引現今的人發笑﹔但所表現的是前賢
敬虔的態度，從事譯經的忠慎和苦心，多麼值得我們敬佩。當然，對於急
功好利率爾操觚的人來說，是可笑的不現實。不過，不同的心志，難免有
不同的出品，看看前人的工作，會使我們汗顏﹔噢，如果見人都有愧，還
想到要見主﹗

略論教會文字
幾年前，跟一位朋友談話。他自己說有好作“文字警察”的毛病﹔這

倒不是說檢查或查禁別人的文章，而是說，他常好心的義務指出別人的錯
誤。在我們這個工商業社會裡，顧客永遠是對的，“警察”卻說人家不對，
其不受歡迎也者，豈不是當然的﹗

筆者曾寫過一本書，書名聖經與文宣﹕飛行的書卷，卷後的“附錄二
”，指出如果詞不達意，就會以詞害意，成為傳通上的攔阻。這些教徒不
通的“行話”，有時會叫人臉紅。現在發現，那些本來該臉紅的字眼，用
者並不臉紅，卻安之若素﹔如果有錯而憚改，或自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只希望積非成是，可不是好事。這種不健康的不關心，看來頗似是教會的
風氣，對文字事工的前途，會有防礙。

現在我不想重複已經說過的話，但是不能自禁的看到那些不通的“行
話”就感覺難過﹔捫心自問，這不是好挑剔，而是愛人以德，關顧肢體，
願意人得到建立﹔而且文章寫得少些毛病，豈不是你自己好﹖至少也該想
到在印行時小心，以免造成教會“公恥”。這裡只提出幾個重要的字﹕

“侍奉”是親身在旁伺候的意思，如送茶倒水，幫助人吃飯，或進湯
餵藥等，養疾侍老﹔“服侍”也限於類似的行動。“事奉”則是仰事尊
上﹔“服事”見論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仰事
天子。神不會變老，也不會生病；人不能，神也不需要人的服侍或侍奉，
其理不難明白。譯經的前賢沒錯。

“委身”的常見用例，“委身下嫁”﹔“委”是“隨”，“置”，或
“託”的意思，不能用為代替“奉獻”的新詞。曾有人問﹕“是不是可以
取委棄 (abandon) 的意思呢﹖”我以為還是不可以，因為“委”委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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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敬意，那只是“花鈿委地無人收”(白居易：“長恨歌”) 的用法，到
底不一樣。奉獻的意思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不止是身。而且
奉獻含有敬意，這是缺不得，改不得的。如果有人擇所偏愛，執定要用“
委”字，倒是可以用“委命”(見三國志.魏志“劉放傳”：“將軍宜投身
委命”)﹔至於“委身”一詞，委實用不得。

另一個常被用錯的詞是“托負”，看來似是用手托起，用背負的意
思﹔但使用者實在要說的是“託付”。這只是意思表示的錯誤，但是差得
太遠。“托”和“託”雖是同音，但並不同義﹔“託付”是把事物交付給
人，而“負”則是負義。如果說，在簡體字中“托”“託”相通，其實用
簡體字也只能“托付”，不會“托負”。那麼，“托負”便是說把所受託
的事辦砸了，那叫作“負託”﹗

再說一個詞是“醫治”。說來也妙，這個複合詞，兩個字義相同，拆
開來說其病“得治”，是說給醫好了﹔“不治”，是病不好了﹔只是不好
說“得了醫治”。和合本譯成了這樣，教會中人也這麼樣用，是由
healed  直接翻譯過來的，但是一般人民聽起來，看起來，總覺得怪蹩扭
的。事實就是這樣。我們不是要傳通嗎﹖那麼就不是要爭誰輸誰贏的問題，
執意我定不認錯，就是不錯，改作通用的“得癒”“痊癒”，或說“醫好
了”，以至乾脆“好了”又有甚不好的﹖

一文兩制下的中文
猶太人亡國分散了兩千多年，產生了“意迪識”(Yiddish) 語文。相

似的，中國海峽兩岸對立了半個世紀，自然就產生了“一文兩制”的不幸
現實﹔加上海外分散的“邊際中文”，其難以統合的情形，是秦始皇老先
生都無能為力的。不過，以基督教文字工作者的立場，我們還是該有澄清，
至少是持正的必要(我不是說救中文以救華人)。且舉幾個不像話的例子﹕

您可曾知道“太平洋盆地”這回事﹖如果不曾見過，可算有幸﹔只是
大約見過的人不少。這種譯文詞兒，真可算一語驚人。因為太平洋會有“
盆地”，不但是地理上，事實上的不可能，也是邏輯上的不可能，就像是
“圓的三角形”一樣。不必有高深的地文學知識，誰都能知道，“盆地”
是地而形如盆，平坦而周圍高起。所以沒有人可以造出甚麼“太平洋盆地
”﹔可用邊緣，沿岸，周圍，地區，甚麼都行，就是不能夠用“盆地”，
連太平洋底下都不可以。

還有一個流行詞叫“觀光工業”。其實你我心中有數，那並不是工業。
其實，應該叫“企業”，“事業”，或只稱之為“業”﹔如果要膠柱鼓瑟，
必定統一譯詞，必然會遇到許多麻煩。

還有相對詞的使用，也得注意。常有人以“數量”和“質量”來對
稱﹔“數量”當然沒有問題，但“質量”是甚麼﹖是“質”和“量”二者
的合稱，絕不能用以跟“數量”相對﹔適當的字是“品質”。至於以“宏
觀”和“景觀”對稱，是造成傳通上的迷失。“宏觀”，“綜觀”不難了
解，誰說得上“景觀”是怎麼回事﹖如果“綜”是綜合，“綜觀”的對稱
應該是“析視”﹔如果“綜”是整全，而對稱則應該是“局部”。又如許
多年來，我們習慣用“鎖鑰”對稱，“鎖”字自然大家都懂，“鑰”是指
“鑰匙”﹔但晚近有不少人用“鎖匙”一詞，到用簡稱時，竟以“匙”來
代“鑰匙”﹗實際上“匙”是湯匙或茶匙，用來開啟任何鎖，都難開解得
來，怎麼會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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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出新詞而成為不通，而傳不通，真不值得。當然，人人有創新鑄詞
的自由，但人人也有分辨採擇的自由，盼望我們知道如何作正確的選擇。

也許你會注意到，有些字從繁體字彙中消失了，其中一個是
“zho,zhe,zhao”字  (我想這是“老大哥”的傑作。噩威爾筆下的1984
語)，而代之的是“著”字。懷念舊字的人，可以去日本字裡找。想來弄
這事的人，會振振有詞的說，“著”字是本字。不過，“本”字的意思是
根本的本，有些字是從那裡衍生出來的﹔所以返本恰是反乎文字滋長的自
然趨向。到了我們這一代，本來只作“著述”，“顯著”等用。想想看，
或查查看，千年來前人書中寫“zhao火”，  是否有人用“著”字的﹖
穿衣是“zho衣”或是“著衣”﹖ 豈不用“zhao急”，“zhao 實”
“zhao落”嗎﹖難道前人都是文盲不成﹖這些查閱字書，就可以知道，
如果全反用本字，恐怕大部分的本字，連那些文字學家也不認識呢﹗

以上所說的，並不是甚麼玄深的學問，只要多請教於辭書就可以知道
不過，起點是要先知道自己不知道。這是小小的祕訣。

悔就能改
腓力普(John Bertram Philips,1906-1982)可以說是近年聖經英文

意譯的先驅；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倫敦青年，對於英王欽定本聖經
讀不通，亟謀傳通神的話給他們，就有感而譯保羅書信。最先在一九四七
年譯了歌羅西書，給當時的劍橋英文學者盧益思(C.S.Lewis)看，盧益思
鼓勵他繼續努力，結果，於一九五八年，出版新約全書。出版之後，一時
風行，十分暢銷。不過，他並不認為那是成功。由於他對於聖言真理的了
解而崇敬，使他像在伯特利野地睡醒的雅各，產生了敬虔的懼怕﹔自己嚴
肅檢討，覺得譯文有太過隨便之失，而加以修訂，於一九七三年再版。經
過參比，腓力普選用更正確的希臘文版本為依據。他寫道﹕“因為我全心
想要傳通....以致有時意譯，有時加以解說，委實並不在原文之內。”修
訂版有顯然比前版譯文忠實的地方。例如﹕馬太福音第六章 17節，前版
作“梳頭”，修訂版改為“用油抹頭”(中譯只呂譯如此，思高作﹕“用
油抹你的頭”頗不像中國話)；又如﹕馬太福音第七章 12節前譯﹕“因為
這是所有真宗教的精意”，改回到“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看人家這
種態度，多麼敬神而顯得可敬。雖然如此，還是有人以為腓力普譯本太過
自由。至於在忠實與明晰之間如何平衡，誰也不能期望容易達到結論﹔就
算是原則上有了結論，也不能當作問題就解決了。

譯文原則的改變，表明譯者的改變。知道自己的錯誤而肯承認，是可
推崇的態度，值得我們效法。想想看，在華人中間，還沒有那樣程度的學
者，學未必高，倒無妨其有聞過則怒的大脾氣，一受到批評，嘵嘵爭辯不
休，風度上可真箇差得太遠啦﹗“過則勿憚改”是仍未過時的品德，最基
本的該是“勿耽而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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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藝與文藝

華人很多作餐館生意的。當然，這說明吃是很重要的事。
我被請去餐館的時候，不大願意點菜。這倒不全是禮貌上的問題，而

是不知道甚麼好，甚麼不好。對於生的餐館更是如此。我也不願意批評。
實在說，聽到別人說：“這裏的菜不好吃！”或“這家餐館不好！”

本人心裏就會不舒服。如果我偶而說：“這間餐館不好”，那是指客觀的
環境不好，如：太骯髒，很吵鬧，過於擁擠，或是沒有停車的地方，嚴重
到可能是開黑店，老板，廚師，或服務人員的品德不端，到底人家那裏不
好了？不能不說個清楚。如果是說菜不好，更該留意。

說菜不好，是一項重要斷語，不是件小事情，而且嫌太概括，太籠統
構成說菜不好的原因，有幾方面：

一是原料問題。老而彌堅的瘦雞，淡而無味的“香菰”，百折不撓的
撒賴肉，都不是道地的好原料。或有時用假料，或有時捨不得用足料，或
是沒有營養價值，都該屬此類。

一是功夫問題。固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有了米，仍然需要巧婦；
同樣的，有了原料，還是要講究功夫，講究手藝。一般常說的色，香，味，
就是要兼備形式和內容之好。但很少有名廚能作到每種每式的菜都好；因
此，如果你專挑你喜歡的冷僻菜，異嗜怪味，那簡直是自找麻煩。

另外，吃的人也要負點兒責任，你主觀的評價，不一定公道。如果生
病，或太累了，會失去胃口，甚麼菜都不好吃。心專注想別的事，也會不
能欣賞易牙妙手，食而不知其味。如果你太渴了，灌下一肚子水；或吃過
不久，來不及消化，都會使你覺得味道差，不該怪廚師。

但我想還是說到基督教文學方面。
我們有好材料嗎？當然有。世界文學名著，大都與基督教信仰有關。

你懂了聖經，就有了最上的原料。可惜，有些人不知道，不明白，不使用
聖經。他們把些雜假的東西，不加選擇的搬了來，甚麼似是而非的哲學，
都以為是好材料。近年來更有股歪風邪氣，一窩蜂的搞甚麼心理學，特別
是青少年心理問題。各種鄙無高論，游無定論的學說，給不求甚解，一知
半解的人妄用濫用，簡直是無味無益之至。許多人受毒害，久之，對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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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失去了胃口，反以聖經的真道是枯燥無味。這樣發展下去，給基督
徒們一種錯誤見解，以為講到聖經真理就是八股，是老生常談，掩卷不讀。
這使人對我們的聖經卑視，給用聖經的人自卑感，真是罪莫大焉，是魔鬼
的毒計。

聖經不合時代嗎？當然聖經不合時代，我不怕承認。但要知道，原因
是時代不合聖經。我們不是要放棄，而是該強調，聖經是基督教文學的必
要原料，是世界所需要的標準。不要忘記，主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
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約六：51)

先有了真材實料，有營養，無毒素，才談烹調藝術：色，香，味。
色是說外觀。講外觀並不是錯。錯是重外觀而無內容，金玉其外，敗

絮其中，是一種欺騙，是不道德行為。教會中有種錯誤觀念，以為屬靈書
刊必須只白紙黑字，這代表他的屬靈世界是貧乏而沒有彩色，跟神的創造
不一樣。基督徒外觀該雅潔有致，但不是冶容誨淫。在書刊方面，是講究
封面設計。色彩不妨用，但求不濃粧艷抹，俗不可耐，更不要效法世俗，
流於低級。另外，書寫字體的端秀，編排的新穎，印刷明晰易讀，裝璜整
齊美觀，都是該注意的。

香是品嘗之先的味覺感受。在未讀一冊書，或一篇文章之前，可以先
讀到的，是它的標題得當，分題的適宜運用，或摘一二警句，點綴一二語
花。同時，作者的見證，出版者的嘉聲美譽，都是“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
香氣”(林後二：14)，也是寶貴的資產，不可不珍重保守。論到生意方面，
這自然可指適宜的廣告，或恰合的書評，都能幫助人先聞其香。

不過，菜還是要食而知味。一篇文章，一本書，要使人真得益處，要
經過慢慢咀嚼，品味，欣賞，消化，思考。印刷的書刊，能勝於電子傳播
媒介，原因在此。作菜肴講究調配，不是任何材料都可以堆合在一起，而
是要協和，性質相近，佐料得當。這要經過相當的分析，研究，熟練，才
可達到美善。同時，刀法的切割粗細，切條，剖片，各有不同；有適於作
羹，有的適於作膾；炸，蒸，煎，熬，烹，煮，燉，煨，火候也有分別。
文學也是這樣。要經過剪裁取捨，要注意轉承鋪敘；有的適於獨白，有的
寫為對話，或詩，或劇，論述，小說，體裁不同，佈局，修辭，造句，說
理，都得下一番工夫，才可臻於佳妙，使人覺得適口暢懷。菜餚之好就好
在這裏，不能增減改易；文學作品，到此境界，才是絕妙的藝術。

不過，吃菜也會遇到殺風景的經驗。一盤美味佳餚中，發現一二隻蒼
蠅，會使人反胃；青絲螺髻生在美人頂上，原本很好看；落在菜中，半條
也嫌太多，能令人作嘔。同樣的，詩文中論理由虧，舉事例不實，或出現
錯訛別字，如同砂粒磣牙，如同菜中有蒼蠅遺體，或吃出頭髮來，極叫人
不舒服，有時候要惹上官司。出品的人要負責任，特別是編輯人。

從前的中國文人，每以錯訛別字為奇恥大辱。現代人臉皮兒進化或強
化了，不當作怎麼回事；連編輯人員也不認真計較，說來可哀。

美國前副總統奎爾(Dan Quale)，有次去訪問一所小學，看學生在黑
板上寫“馬鈴薯”(potato)這個字；此公認為不對，就親筆給在後面加上
個“e”字。可惜，其生也晚，趕不上作 Webster， 鬧成笑話，給人留下
不學無術的印象，也可能斷送了政治前途。他的不智，在於不確知而不肯
藏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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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中國有個趕考場的秀才，把“員”字上面的口字寫成了“ㄙ”。
房師說他不該那樣寫。他辯說可以通用。但那是俗寫，考卷不能接受。結
果，在考卷上給批了十六個字：

允兄去吉    和私呂台
若可通用    下科再來
所指出的四對字中，都是不可通用的；何況考官能夠決定他的前途。

“下科”是三年以後的事了，如果其人堅持有過不改，除非有肯通融的考
官，機會渺茫。如果在給皇帝的奏摺上出錯違格，那可能關係自己腦袋。
可惜，教會中人盲目講“愛”，不論是非，對萬王之王的敬畏，也連帶成
為犧牲品，在文字上自然可以亂來，因為不明事奉的意義。

也許有人會想，半文盲的人照樣可以飛黃騰達，人事搞成功，會吹會
捧會鑽營，寫幾個錯字有啥關係？但想不到有挑剔的人。有人去聽道，聽
到教堂裏的人把“哥拉汛”讀成“哥拉汎”，就認為那人講道不可信，因
為宣讀聖經不認真，講道也不會認真。不合理嗎？但成了人的絆腳石。又
有人把“託付”寫作“托負”，受人非議，是罪有應得。有人把“信步”
(無一定目的漫步)當成信心的腳步，不僅遭人譏笑，也難免給信者留下不
佳的印象。

有甚麼辦法？很簡單。人沒有全知的，不能確知的字，該查一查字典
或謙卑向人請教，說話用字負責認真，事情就解決了。知道，與不知道，
是含糊不得的。基督教文字工作者更必須如此。

古時“知”與“智”字通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意義應該是：知道知道自己知道，不知道知道自己不知道，這就是真智
慧了。”

但個人的胃口，只是主觀的感受，不能據以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宇宙
性真理。你以為好的，別人沒有贊同的義務；你以為不好的，可能是傑作。
而我們的環境，心情，健康，都可能影響對書刊的欣賞；屬靈方面的不正
常，更必然如此。

林肯的蓋茨堡演講詞(Nov. 19, 1863)，傳到英國，當時最負盛名的
文學評論家阿諾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是牛津大學的詩歌主
任教授，只看到第一段末“ proposition”  那個字，就斷定不值得再讀
下去，而放在一邊；他認為一個國家，哪能有甚 proposition！他錯了。
劍橋大學把那講辭的全文，銘刻在銅牌上，嵌在大廳牆壁上。各地名批評
家和學者，歌頌為聖詩般的散文詩，有的稱為“人類的手所寫出最高妙的
文辭”。到現在，全世界的學生，都能背誦。也許，阿諾德忽略了其中統
貫的“生命”含義，率爾操觚加以論斷，才有那樣的錯失。我們的評論，
豈不也該小心！

沒有生命的人，對於屬靈真理，自然會格格不入，且會覺得無味，以
為乏善可陳。等他生命改變了，再來讀同樣的書，同一篇文章，就會成為
珍饈美味。這就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曠野吃天降的嗎哪，以為是淡而
無味，戀念埃及的肉鍋，和蔥，蒜，韭菜！

主耶穌的話中有權柄，人希奇祂的恩言；以為“從來沒有像祂這樣說
話的”(太七：28,29 約七：45-52)。但法利賽人的黨類，以為並沒有甚
麼了不起。

那麼，對於寫作的人，特別是基督徒呢？健全的判斷，自然更為重要
有位作家說過：“如果一個作家病了，他就該去看醫生，等痊愈後，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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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看看過去多少聰明人，可惜精神不健全，靈命不健全，寫出來的
作品，貽患後世。如果尼采，希特勒，伏爾泰等人，從未發表果他們的謬
論邪說，人類並不會有甚麼損失。反過來說，如果他們信了主，他們的利
筆為主所用，人類就有福了。

    生機延存七十年

在無神主義思想和暴政下，被擄七十多年的蘇聯人民，為甚麼忽然有
宗教復興？一位流亡英國的知識分子說，是因為當局沒有禁絕托爾斯泰和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這二人，不僅是俄國最卓越的作家，也是世界文
壇上的傑出人物。他們對於基督教，有深誠的信仰，他們的小說裏，流露
出對基督教信仰實踐的詮釋，適合於現代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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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爾斯泰愛的哲學
托爾斯泰(Count Leo Tolstoi, Sep. 9, 1826-Nov. 20, 1910)和杜

思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Nov. 11, 1821-Feb.9, 1881)， 生
在十九世紀的俄國。 那時，法國革命帶來反傳統制度的無神思想，影響
到俄國的虛無主義(Nihilism)。在那個黑暗混沌的時代，竟出現了這兩顆
輝煌的巨星。

托爾斯泰伯爵出身貴族，擁有廣大的田產，過著舒適的生活，甚受人
尊敬。但他從早年就感覺內心的不滿足，嚮往屬靈生活。他期求絕對的道
德生活，和永遠的福樂。但他注視自己的內心，環察周圍的社會，是充滿
了可厭的醜惡。

在他的巨著戰爭與和平(Voyna i Mir, War and Peace)裏，他藉書中
人物，說出自己的心意：

如果活著只是眾惡莫作，就可以心安，不必悔改，那是不夠的。
我以往是這樣行—為自己而活，失去了生命的意義。現在，我是
為別人而活—至少是想如此作—到現在，我才體驗到人生的喜樂
在此。

戰爭與和平以1805至14年，拿破崙侵俄前後的時代為背景，但不僅
是一部戰爭歷史小說。 作者描述人的野心，更深的需要是內心的和平。
出版後(1863-69)為他帶來極高的聲譽，成為世界名著。但作者的內心，
也沒有和平，平安。

1873年，托爾斯泰的兩個孩子早逝，這使他更轉向研讀聖經。 到
1879年，是他靈命的轉變。本來他就關心佃農，為他們的子女興辦學校，
自己制訂課程；現在，他更感到擁有鉅大的財富，是可恥的罪惡，甚至想
要自殺。

1880年，托爾斯泰決定從事體力勞動維生，並且幫助貧苦農民耕作；
後來學了製鞋的手藝。此後，他的著作多是有關宗教，道德，社會問題。
其中一項，是經濟改革。托爾斯泰和孫中山一樣，受了美國理想家喬治
(Henry George, 1839-1897)的影響，認為徵用土地增值稅，是解決財富
分配的方法。雖然，這種觀點，沒有任何經濟學家認真以為可行，但廣有
田產財富的托爾斯泰認真倡行，革自己的命，是與別人不同的地方。誰能
不相信其信仰的篤誠呢？

晚年的時候，托爾斯泰的心願，越來越加渴慕效法基督的生活。他很
想把全部財產都分給貧窮的人，但是妻子和長子不跟他同心，這使他的意
願不能達到。現在唯一可行的道路，是離開家，找一個僻靜的修道院，去
過貧窮的生活，與神親近，求取內心的平安。托爾斯泰出走的計畫，只有
他的小女兒預先知道。在她協助下，他與一名醫生，走向一個小火車站。
歲晚風寒，八十二歲的老人，在那裏染上了肺炎，不久即逝世。

他的死，幾乎是殉道者的死，表現他生活和信仰作品的一致，也一樣
的感人。但他筆下的作品，流露出愛的芬芳，持久存在。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福音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父親，是莫斯科一所慈善醫院的醫生。當少年時，

杜思托耶夫斯基進入陸軍工程學院受訓；但他的性向喜歡文學。他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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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父親被自己的一名佃農殺害。二十三歲那年，杜思托耶夫斯基退役，
離開軍中生活，專心從事寫作。次年，發表了第一部小說，就他實際所見
的，描述貧苦人生，甚為成功。

1849年，二十八歲的杜思托耶夫斯基，因為參加一個當局認為反動
性的“讀書會”，被逮捕綁赴刑場。沙皇暗中安排，他只是“陪決”：綁
在刑柱上即將槍決時，下令赦他一死。接著，遣往西伯利亞監獄中服刑四
年。出獄後，他在那裏的軍中又住了五年，從事寫作。這段生活，在他心
靈上留下了創傷。

1866年，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的出版，確定了他在俄國
文壇的前驅地位，也是他最為人所知的作品。不過，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正
的傑作，要算在去世前那一年(1880)，所出版的可拉莫佐夫兄弟
(Brothers Karamazov)。i 神學家派克 (J.I. Paker)稱他是最偉大的小
說家和基督徒作家，他的布局和對於墮落人性的刻畫，只希臘悲劇作家哀
司奇勒斯(Aeschylus)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可與比擬；他描
述神奇異的恩典，和基督救恩的深刻，只有但丁(Alighieri Dante)及約
翰本仁(John Bunyan)差堪相近。  連從來沒有讀過可拉莫佐夫兄弟的人，
也會知道書中名言：“如果沒有神，甚事都可以作。”俄國哲學家索忍尼
真(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許多年後，活過了革命的蘇聯，他說：“
這毀滅性的革命，殘害了六千萬的國人，只證明因為不要神，帶來了這災
難。”

牟格瑞治(Malcolm Muggeridge)稱讚說：

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是一位先知型人物，投身於人間的地獄王國，
達到各各他。他有極敏銳的眼光，預見到我們今天的世界。他並
宣告，不是靠甚麼社會主義及革命，而是由於完全的基督教啟
迪教化，才會帶來四海皆兄弟理念的實現。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思想，總離不開聖經，離不開神。在西伯利亞的監
獄中，他把新約聖經讀了許多遍，對於基督深信傾服。在那裏，他與各形
各色的罪犯為伍，也使他識透了人的罪性，知道唯一的希望在於基督。他
說：“如果有任何人給我證明基督是在真理之外... 我寧願保持跟基督在
一起，而不要那真理。”他的行事為人，可能不盡無可議之處，但他心中
總是有活生生的基督，在引導著他，給他盼望；這都充溢在他的作品中。
可拉莫佐夫兄弟可說是傑作的代表：

一個不成材而可憎厭的父親，從前後兩個妻子生了三個兒子。一個是
叛逆反抗的造反型，常同父親爭吵；一個是絕頂聰明，迷信科學的無神論
者，或說竭力使自己不相信神的存在，不承認神存在的唯物主義者，他雖
然沒有直接殺死父親，但卻影響了僕人 (他父親的私生子)，釀成了弒父
慘劇；另一個兒子是愛與和平的象徵，宗教型，像基督的人物，早年就進
入了修道院。愛，恨，和自恃理性，存在於同一個家裏，在同一個國家，
也在同一個人的裏面。這反映他那個時代，豈不也反映每一個時代，我們
的時代？

其中有一個故事：院中一位最受敬愛的長老修道士死了，停放在那裏
開始發出腐臭味。在深夜，一個新進的修道士在旁邊一個角落禱告，聽到
棺前守夜的老修道士低誦約翰福音中“迦拿婚筵”的一段。在似睡似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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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仿佛身臨其境，看到基督和婚筵中的各人，意外的，棺中的死人也在那
裏。...對他說：“我也是受邀請的，你也快來參加婚筵！”年輕人看到
了基督懼怕起來，老修道士對他說：

“不要怕祂！祂偉大可畏，莊嚴可敬，但祂也是無限慈愛。祂因
為愛，自己成為跟我們一樣，也與我們同樂。祂不願人的歡樂短
缺把水變成酒。祂希望有新客人來，一直不停的招呼人來。...
看，有人拿新酒來了。你看他們拿器皿來。...”
他醒來，心中無限歡樂。(Bk.vii, ch.4)

有這樣偉大的作品，那個國家的靈魂不會死亡的。
這使我想起，在許多年前，一個朋友說起，俄國茫茫無垠的廣大雪原

產生聖潔可愛的文學，熱情的基督徒。當然，這一切是由聖經來的。
在十幾年前，美國這個國家還有人想毀滅敵對的蘇聯，只要沒有輻射

使“作法者自斃”，不惜使用核子武器！我們當時的牧師，以“和平之子
有福了”為題，傳出主日信息。他向會眾說：“你知不知道，在蘇聯，今
天和我們敬拜這同一位神的主內肢體，比全歐洲的信徒加起來還多？”

現在，前蘇聯的人口，有一億以上是基督徒！而宗教熱情的復興，正
是空前的蓬勃。冰封的大地已經解凍，不止是新綠遍野，而且正等待豐收。
我們都承認是聖靈偉大的工作，但也不可否認，聖靈藉著偉大的文學在工
作。

       福音文藝滲透文化 
在英國，福音的火焰似乎低沉而昏暗的二十世紀，神卻興起了盧宜思

(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 仍然藉著文字光照世界。他是牛
津和劍橋大學的語文學者，卻寫了多種成功的基督教文藝作品，包括七本
童話系列 Chronicles of Namia ， Till We Have Face, Pilgrim's
Regress, The Screwtape Letters 等書。他的護教作品和見證，固然影
響了許多人，而其文藝作品，也是廣泛而持久的美好事奉，經過翻譯成多
種文字，無數各種文化語言的人，從而得到益處。

日本的三浦綾子，活在一個對福音深閉固拒的社會，而且又是女人，
當她生時仍是不被重視的。但她藉著小說，把福音傳遞給讀者大眾。多年
前，殷穎牧師特地遠去日本北海道，訪問那位虔誠的基督徒作家，三浦綾
子說：“耶穌基督的先鋒施洗約翰，喊著見證耶穌說：‘看哪，神的羔羊，
背負世人罪孽的！’在猶太是可以的；如果是在日本，人就不能明白他在
喊叫些甚麼。”所以她看自己的工作，如同給施洗約翰作先鋒，預備福音
的好土。結果，她的小說，影響了很多人歸向基督。她的目標達到了。現
在她已經離世，不過她的小說，被翻譯成許多文字，仍然在作引人歸主的
預工，真是因信仍然說話；給她作品譯成中文的朱佩蘭女士即其中一人，
本來是不信主的，因翻譯浸淫日久而受感皈信基督。

       我們需要基督教文藝
基督教傳入中國，最初是景教的流派，約有二百年興盛時光，曾至“

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但缺乏文藝作品，沒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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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留下痕跡，以至後人不知有過景教。以後羅馬天主教及更正教先後
來華，在科技文化上還有過相當貢獻，不過，在文藝方面則無多大表現；
只有幾部翻譯作品，可惜流行不廣。究其原因，可能是宣教士們不加提倡，
或由於忽略，或竟是缺乏認識。

幾年前，同文藝界的朋友談話，說起中國人還沒人誰得過諾貝爾獎；
印度的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早在1913年就成了第
一個得獎的亞洲人。 中國人科技比不上人家，連文學都不行，該是可惜
也可恥的事。

實在說來，中國文學不乏輝煌的傑作，尤其在詩的作品，頗為值得自
豪。所差的，是近代文學並未出現佳作；當然，中國基督教文學，屬於近
代文學作品，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究其原因，可能是宣教士們不加提
倡，或由於忽略，或竟是缺乏認識。

有人說：照現代的中國文學作品看，如果得了諾貝爾獎，才真該臉紅
呢！

現在真的有中國人高行健， 以其作品靈山獲得 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
獎了。看過的人，會覺得那本厚厚的書，算是有分量，不會比近年來的得
獎作品更低，但也不會更高，只能說是平常。實在說來，諾貝爾獎不能作
為衡量成就的標準，往往有其他因素在內。

如果問：靈山該歸屬於哪一文學品類？答案是以追尋為主題的作品。
這類文學作品，中國與西方都有。

人，總有個理想。當這個理想不能達到的時候，就興起追尋。這裏追
尋不到，就往外地去追尋。在現實的生活裏追尋不到，就希望在文學的幻
想領域裏得到。這就產生了以探奇為主題的文學。

但誰能看得出靈山的追尋目標是甚麼？
現在如果你問我，是否為中國人得諾貝爾文學獎臉紅？我的回答是更

加臉紅：一面是為得獎文學的水平，太水，又平了些；一面是為中國基督
徒寫不出天路歷程那樣的作品，或像樣一點的作品。

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所說的“虧缺”，是
hamartia那個字。  不論以色列人，中國人，或是任何種族，空談道德
仁義，卻總是無法逃避那些叫人臉紅的事實：裏面的獸性支配著人的行為。
人都是為自己，自私，偏心，以至從心裏湧出各種邪惡。唯一解決的方法
是新的生命。主耶穌說：“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因此，祂又說：“你們必須重生。” 盼望華人能知道自己缺欠，追尋
得著這更高的生命。

       我們應該覺醒
總括來說，基督教文藝是宣道的事奉，有屬靈的使命和目標，而以文

藝的形式表現出來。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al, 1770-1831) 說：“人不能超越他

的環境，正如不能跳越自己的影子。”但文藝作品，確實能夠型鑄時代的
思想潮流。明顯的例子，是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  所寫出
的 Inferno，給中世紀教會鑄成地獄的形象，過於神學的教導。同樣的，
近代的存在主義哲學的大眾化，得力於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
1980)和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的通俗小說，以推廣其存在的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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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和無意義的看法。雖然，其效果絕不是我們所期望的，但我們不能改變
其影響的事實存在。不幸，他們二人都曾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卡繆 1957；
沙特 1964，拒絕接受)；說明他們都能夠寫，只是不知道寫甚麼正確的。
因此，我們不能只期望，必須要積極的作些甚麼。

我們不能以板著面孔說教，為唯一的事奉方式；因為聖經說：“我們
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
全全的引到神面前。”ii如果我們堅持只用“單行道”的宣道路線，不僅
效果不彰，不能普及，更不是充分遵行神的命令，沒用“諸般的智慧”，
只選擇自己喜好的去作，有時且不免只為了懶惰塞責。

乍從表面看，以上所舉中國小說與基督教文藝，不無約略相似的地方
如暴露黑暗方面；但一般文藝作品，只是出於普通啟示，而基督教文藝本
於特殊啟示的聖經，水流不能高於源頭，這不同的源頭自然非常重要。只
有聖經能夠指出：罪惡的起源，除罪的途徑，赦罪的表現。只有基督教文
藝，能對世界作出這樣的貢獻。因此，我們必須藉文藝引人歸向基督。這
是聖徒無可旁貸的責任，應該是每一聖徒的使命和抱負。

這是一個失去理想的時代。不幸，有許多基督徒，也“照著世人的樣
子行”。既然“效法這個世界”，思想沒有“更新而變化”， 就難能希
望寫出屬靈作品。  如果要改變這種現象，使福音有效的廣傳，教會就必
須注重文字宣道，注重用文藝傳揚救恩的信息。主耶穌是最善於使用比喻
的偉大教師，英國著名小說家迪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1870)說：浪子的故事，是最偉大的短篇小說。如果我們的主，以此
闡明真理，我們還敢於忽視，還能以為那是雕蟲末技，自視“僕人大於主
人”嗎？在現今這大眾傳播極其發達的時代，電子媒介增加了傳播的速度
和廣度，教會如果把傳福音當作我們的事業和使命，就更應該認真的注意
培養，鼓勵文藝的文宣士了。

我們禱告：求主在華人中興起基督徒，能寫出偉大的作品來，激使人
覺醒，追尋屬天的理想，得著永遠的生命。

L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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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滿

沒有一線陽光是虛費的... 它能喚醒新綠，需要時間去茁發，而
且播種者不一定能看到收割。一切有價值的事工要憑信心去作。

        史偉慈(Albert Schweitzer, 1975-1965)

不多年前，當時的美國總統列根 (Ronald  Reagon)，向當時的蘇聯
總統個哥伯契夫 (Mikhail Gorbachev)挑戰，問他敢不敢拆除東西柏林之
間的牆。照當時的情形來看，那需要以色列人進迦南時，耶利哥城倒塌的
奇蹟重現。但沒有人能預料，沒有情報機關的預報，哥伯契夫竟能毅然夠
推行“重建”和“開放”(Perestroika and Glasnost)的政策，不僅有象
徵性的柏林牆倒下了，連蘇聯也從地圖上消失！

列寧所應許的地上天國，變成了地獄惡夢。正像猶大人被擄七十年後
神照著藉先知耶利米所應許的，奇妙的興起了古列王。主若願意，其他被
擄受迫害的教會或人民，在七十年滿後，也將要得釋放，自由，再被建立。

不過，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並不能解決人類所有的問題。顯然的，“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是千古不移的真理。事實上，從 1970年起， 蘇
聯知識分子中間，就有靈性的復興。他們對物質國度的幻想破滅了，轉而
趨向超自然的信仰，以至今天的俄國，及獨立邦聯，人民普遍的渴慕屬靈
的事。

在無神主義思想和暴政下，被擄七十多年的蘇聯人民，為甚麼忽然有
宗教復興？一位流亡英國的知識分子說，是因為當局沒有禁絕托爾斯泰和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這二人，不僅是俄國最卓越的作家，也是世界文
壇上的傑出人物。他們對於基督教，有深誠的信仰，他們的小說裏，流露
出對基督教信仰實踐的詮釋，適合於現代人的需要。

文學家的遺澤
托爾斯泰(Count Leo Tolstoi, Sep. 9, 1826-Nov. 20, 1910)和杜

思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Nov. 11, 1821-Feb.9, 1881)， 生
在十九世紀的俄國。 那時，法國革命帶來反傳統制度的無神思想，影響
到俄國的虛無主義(Nihilism)。在那個黑暗混沌的時代，竟出現了這兩顆
輝煌的巨星。

與我們敬拜同一位神的主內肢體，比全歐洲的信徒加起來還多？＂
現在，前蘇聯的人口，有一億以上是基督徒！而宗教熱情的復興，正

是空前的蓬勃。冰封的大地已經解凍，不止是新綠遍野，而且正等待豐收。
我們都承認是聖靈偉大的工作，但也不可否認，聖靈藉著偉大的文學在工
作。

文藝與真理
我們對基督教文學，應該有怎樣的看法？
有的人反對基督教文學，特別是小說：“小說是藝術化的謊言，我們

的工作是傳真理。”小說不是事實；他要歷史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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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歷史是謊言，小說才是真理。”因為歷史是得勝的人寫的
得勝的人會轉換，所以歷史書也跟著變。看看蘇俄的歷史，幾十年來轉變
了多少？

亞理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生得早，還少見過改寫歷史
的事；在“On Poetics”中，論比詩 (包括戲劇)與史。他認為詩劇比歷
史更重要；因為歷史是講個別的人，詩劇是講人性；歷史是記已發生的事，
詩劇是說將要發生的事，說這種人可能作出這種事，有這種結局，所以有
哲學性。換句話說，詩劇和以後發展的小說，其中的人物，只是人性加上
了個別的名字為代表。因此，莎士比亞悲劇麥克伯 (Macbeth)，並不在重
述考證蘇格蘭歷史，而是要顯明人的野心，陰險，黑暗，罪惡和罪的惡果。
所以是屬於每個時代的作品。對於歷史上的“真實”麥克伯，跟許多歷史
人物一樣，我們所知有限，也永遠不能詳知其真相；可是我們知道自己心
中有麥克伯，必須除去，要效法蘇格拉底熱愛真理，或進而求聖靈大能動
工，使我們除去舊人惡性，成為基督的形像。這樣，誰能說小說不是真理？
誰能不承認基督教文學的重要，和其功能的偉大呢？

華人教會的省思
從俄國基督教文學的豐收，想到華人基督教會對文字事工的態度。華

文到底是世界上使用的人最多的文字。如果要福音廣傳，不能不用文字。
但華人教會對文字事工，有一個久積的心結。

中國文人向來自視甚高，對外來文化持低視，以至敵視的態度。基督
教傳入中國，雖然也有知識分子，以至朝廷官員相信，有的則同情，但他
們注重的，多是實用的學科，很少注意到信仰及文學，更忽視通俗文學的
戲劇小說。初時的大部分信徒，是低層群眾，缺乏知識，受他們的鄙視。
以後的新知識分子，尤為盲目的反基督教；此種思想，流行在文學作品裏
面，一直到現在。

華人教會的反應如何？說來真出人意外，不是競爭求進，反而有意的
忽視，認為不關重要。這似乎是傳統的態度：本來自己缺乏的，應該急起
直追，迎頭趕上；反而我沒有的就是不好的，我不懂的必然是錯的。有的
人甚至用上“屬靈”借口，以求掩飾，說耶穌就沒有提倡文字宣道，沒有
寫過書；有的說讀文學作品是不屬靈，或靈命程度低的表現！結果是坐視
基督徒子弟，被世俗思想同化；而許多不信的人，沉溺在無神與追逐物質
享樂的邪惡潮流裏。他們不僅反對福音，流失在救恩之外，更是道德低落，
使社會成為烏煙瘴氣！教會疏忽耕作園地，野草蔓生，還能算意外嗎？

今天，我們要廣傳福音，必須注意基督教文學。看看大眾傳播內容低
落，市面上出版物的品質敗壞，其危害道德，是顯然的。這不僅僅是社會
問題，也是基督徒子弟的問題，是傳福音的問題。因為如果不是教會使文
化基督化，就是文化使教會非基督化。忽視並不能解決問題，只能使問題
更大，形勢更惡化。求聖靈感動教會，注意文字事工。求主興起文宣士，
不但寫宣道護教弘揚福音的文字，也寫出偉大的基督教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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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外有意：語文地圖的別徑

有的語意學家，把語文的符號，比作地圖：不論那地圖製作如何精確
就算是衛星地圖吧，身臨其境的人，總還得有些修正；何況地圖上有建築
物，對內部和基礎結構，也不能清楚表明，載有大路，有時還需要注意別
徑便道呢！語文也是如此。所以沒有一本字典，可以涵蓋一切；即使今天
有一本最好的字典，明天就不合時了：語文是活的，因為人是活的。

現在且說幾個可以知道的別徑，使行者免入歧途。

    同字異義
愛因斯坦在 1920年代，去以色列訪問一處吉布資公社。在那裏，遇

到了一個年輕的女社員，問起那裏的男女對比如何 (relationship)。那
女社員以為愛因斯坦受到外間誤傳“公妻”的信息影響，羞答答的說：“
我們是一男一女的。”愛因斯坦明白了誤會的所在，執著她的手，溫和的
說：“我們學科學的人，用這個字，只有一個簡單的意思：是問有多少男
的，多少女的。”可見科學解決不了一切問題，還得注意環境關係位置，
才可以定其意義。

有一次，在宴會中，一個鄰座的女孩子，問愛因斯坦作甚麼事業。愛
因斯坦說，是研究(study)物理的。那女孩子有眼不識泰山，望著那滿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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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髮的學者，有些困惑的說：“你這樣年紀了，還在讀物理？我一年前就
讀完了！”

有人統計，在常用的五百個英文字中，平均每個字有二十三個不同的
意義。這在語意上造成多大的困難，可想而知。

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798)瑞典著名的
漢學家，在其所著中國語與中國文一書中說，北京話中只有四百多個音，
廣州話好得多，共有九百多個音。

這樣說來，漢字有約五萬之多，常用字在四千以上，同字多義之外，
再加上同音多字，豈不是糟到無以復加了嗎？如此混亂的語言，如何能在
中國人中使用流行呢？而且還成為世界上使用的人最多的語言，傳通了這
久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除了秦始皇規定“書同文”的功績外，中國語文還
有幾個澄清語意避免誤意的方法：

    聲韻的分別
中文是有聲韻的語文，有時同音而不同字，聲韻不同，有時是同字異

讀的破音字，意思也就不同。我們都會知道：“餵馬”，“孝媽”，“績
麻”，“嘲罵”的分別，試試讀成另一聲韻，準定會造成誤意。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
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裏？(林前一五：55)

如果誰把“哪裏”讀成“那裏”(指示語氣)，凱歌變成了悼文，希望
化為失望，因為聽起來死的毒鉤仍在，不啻幫助魔鬼作假見證。

雲若滿了雨，就必傾倒在地上。
樹若向南倒，或向北倒；
樹倒在何處，就存在何處。(傳一一：3)

“傾倒”的“倒”字是破音字，該讀為“傾到”，與樹木的“倒”下
去不一樣的。水瓶“倒”下去，把水“倒出來”，不一樣的。

洋人學漢語，說句簡單的問安話：“你好嗎？”就自以為小有成就，
聽起來像是在說：“你好馬？”或是“你好罵！”味道完全不同。

這些是在說話時表現的不同，寫出來就不能分別了。

    量詞
在中文裏，常在數字之後，加上一個字，來區別所指示的名詞單位，

這樣可以顯示其性質與關係，可以避免混淆。
例如：山，衫，杉，扇都是同樣的音。如果說“一山”，“一扇”，

“一杉”，或“一衫”，並沒有不對，但聽來很難分別。但我們會說：“
一座山”，“一領衫”或“一件衫”，“一棵杉”，或是“一把扇”，這
樣，就不至於造成誤會了。又如：“一椅”“一蟻”，似乎是一件東西；
但我們可以說：“一張椅”，或“一隻蟻”，差別就顯明了；當然還可以
更清楚的界定，使用複合詞：“坐椅”，“螞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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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言裏，說“一粒雞蛋”，“一粒西瓜”。其實，“粒”是指
小的東西，特別是米穀之類。用於雞蛋已經有些不像話，把西瓜寫成一粒，
就是笑話了，除非說的是“一粒西瓜子兒”。“一個兒子”，不該作“一
位兒子”，除非為了特別理由，如諷刺幽默效果：“我們有一位公子，真
難服事！”如果說別人：“他是一位文宣工作者”，是對的。但自稱“我
是一位教授”！則顯示自高自大，否則別人會期望另有文章。

    請注意：中文和合本聖經通常稱“三個人”，“兩個天使”，敬
稱才用“位”(參創一八：2,15  一九：1)。

又如希伯來書第九章，說到聖所和至聖所帳幕：“頭一層叫作聖所...
 第二幔子後，又有一層帳幕，叫作至聖所。”樓房建築的第二層是“更
上一層樓”；讀來好像把聖所帳幕，變成了平地起樓，實際上卻不是這樣。
所以該作“又一進”帳幕，才比較確當。

又如：“一雙璧人”，“父母雙全”是正確的說法寫法；如果說“一
對鞋子”，“一對夫婦”就差一些；如果誰說“一對父母”就不像話了。
量詞的差別在此。

有一個量詞常被忽略，應該特加注意：就是這些年來，流行稱“幾間
教會”。明顯的，教會是得救的人的集合稱；只有教堂以“間”計算，而
一間是整幢建物的一部分，人怎能夠稱“間”呢？這不僅是笑話，也會搞
成錯誤觀念。求主憐憫，使祂的兒女肯改變。

    複合詞
剛才說的“帳幕”，或“房屋”，“樹木”等詞，是由兩個同義字合

成的。“意義”，“釋放”，也是如此，除了為修辭的變化或聲韻之外，
有時候也會為了使意義更顯明。看來中文是很慷慨的。

“清醒”，“清潔”，“清廉”，都有個“清”字，而且在後面加多
一個字之後，跟原來的意思也沒有差別。“在山泉水清”，不是跟說“清
潔”的水源一樣嗎？如果說“氣爽神清”，不也就是“清醒”嗎？說“清
官”，不是說那個公僕“清廉”不貪污嗎？但各加了一個字之後，使其比
較著力於表達後面的那個字，多少成了那意域的專門形容詞了。如此，不
僅增加了詞彙的豐富，也減少了混亂的可能。

複合詞雖然可能有其來源，但習用既久，不能以其原來的二字來分別
解釋。

常聽見有人說，中文裏的“危機”一詞，是說既有“危險，又是“機
會”。這種說法，小炫弄聰明是可以原諒的，卻不能算為解詞的正途。有
人說，“權利”一詞是說有“權”也就有“利”，意味著爭權奪利；不如
用“權柄”：人民有選舉及受教育的權利，是否該換上“權柄”？這就像
是說“領袖”是講衣服的領子和袖子，不如“首領“和“領導”來得好。
再如說“忘記”，表明有時候忘了，有時候記得，如果不說是胡鬧，還該
講是甚麼？這類望文生義的解釋，如果用作解經的原則，可得好好考慮才
行，至少該查查詞書。洋人誤用還可以原諒；華人在自己的語文上，並不
是要恭敬的孔步亦步，孔趨亦趨，效法洋人；如果是孔子掉在坑裏，學生
們也紛紛照樣學樣，豈不是作踐自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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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聲的見證

以語文的道
從啟示的道
    顯明成為肉身的道
Preaching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Incarnated Word,
From the written word,
By the spoken word.
             Henry Edward Manning (1808-1892)

這話是我們應該時常思誦引用的銘箴，簡要的說明了基督教文字的目
的，也界定了講道是甚麼。

約翰福音第九章，記載耶穌醫好一個生來瞎眼的人，為要顯明神的榮
耀。這就是見證的個例。

    見證為甚麼？
目的是為顯出神的榮耀(3節)。人的興趣，是探究“病因”：何以致

此？但神子耶穌基督所看的，是將來榮耀的結果。這才是見證的目的。

    見證是甚麼？
見證是為了審判(15-19節)，是一個法律名詞。
在法庭上的見證(Martus 延伸為 Martyr)是實在經歷，要根據事實，

不是理論或臆測，也不允許渲染誇張。見證者負責的程度，對於自己確知
的事實，不能不說，以至為此殉道。

    見證作甚麼？
見證自己所知道的，不是道聽途說。
瞎子父母的見證(20-21節)，只限於他們怎樣養育自己的瞎孩子，從

生下來，到長養成人的階段。
瞎子得醫好的見證，是他自己身經目擊的事實。他見證的對象，不是

自己有甚麼非同尋常的經歷，而在於“有一個人，名叫耶穌。”
醫治的經過：耶穌用泥抹我的眼睛，叫我往西羅亞去洗，我洗，我看

見(11節)。人的工作，並沒有甚麼可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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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的結果：從前瞎眼今得看見(25節)。沒有多加上人的推理，解
說。神如何安排生我們的父母，環境，遭遇，性格，不是人所能知道的；
但祂的恩典臨到，改變我們。          

    見證得甚麼？
受人迫害(34節)。說真話的結果，自然是不討人歡喜。在一般功利

主義者看來，是不聰明的作法。特別是宗教上，或政治上的當權者，總愛
別人逢迎，愛群眾稱是，叫好，自己作錯了，也是對的。他們見不得人說
真話，只喜歡人講好話：講為好話是對我好，對我好的就是好人。見證者
卻堅持講真話，那麼，受人迫害是命定的；差遣教會是這樣，今天仍然是
這樣。如果誰定意不講真話，不肯為講真話付代價，就不必，也不配進入
見證的軍中。從黑暗這歸向光明的人，為所信的主作見證，竟被趕出了會
堂，就是拒絕團契，受咒詛。

得主收納(36-39節)。在聰明的宗教人看來，那得耶穌開他眼睛的瞎
子，似乎跟耶穌前途無望，順從到“盲從”的地步。但耶穌說：“我為審
判到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他敬拜耶
穌，跟從耶穌。

聖經說：“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啟一九:10)
見證的中心是基督。基督耶穌到世上來，所受到的待遇是迫害反對；

基督徒的經歷，也多是不受歡迎。但只要得主的喜悅，就該滿足了，因為
知道將來是誰要接你到永遠的家裡。

我們應該知道，並且謹記：見證不是要榮耀自己。其實，基督徒生活
的目的，就是為榮耀主而活。如果違背了這個原則，見證就無從談起。

不過，見證目的雖然只有一個，表現的方法，卻不可千篇一律。下面
是見證文學的幾個例子。

   見證文學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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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文學是以見證基督為中心的文學。中心不可偏離，但形式可以不
同。所以千篇不妨“一律”，但同時要作到百花齊放。

為甚麼要有見證文學呢？
先說甚麼不是見證文學。
一般的“見證”，是法律文件，但不是文學作品；說明了事實，但不

會使人讀了有趣味。有人慣於大擺烏龍，把一生的故事都放進去，洋洋灑
灑，成為多卷的冗長大作，卻失去了中心，只顯出膚淺和缺乏約制，還說
是聖靈感動，真實見證。其實，既不能說是好見證，也難算好文學，殃及
棗梨，又損失讀者的時間。真實的見證文學，單真實還不夠，必須是為主
見證，而且加上文學處理。

見證文學的作法

見證文學，自然是敘述事實，卻要用文藝筆法，叫人讀來感覺像詩一
樣。當然，有人會說：“那要天才吧！”不必如此。不過，要相當注意，
或說有適當訓練。一般的錯誤，是太乞靈於“靈感”，或自己解釋是“聖
靈感動”，實際上常是感情衝動；那種熱情，有煙無火，不僅無益，反會
有害。

英國文學家梧德務滋(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有這樣一段論
詩作的話，常為人所引用：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it
takes its 

origin from emotion 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 the emotion
is 

contemplated till by a species of reaction the tranquility
gradually

disappears, and an emotion, kindred to that which was before
the 

subject of contemplation, is gradually produced, and does
itself 

actually  exist  in  the  mind.  In  this  mood  successful
composition 

generally  begins,  and  in  a  mood  similar  to  this  it  is
carried on; 

but the emotion, of whatever kind and in whatever degree,
from 

various causes is qualified by various pleasures, so that in
describing 

any passions whatsoever, which are voluntarily described,
the mind

will upon the whole be in a state of enjoyment.

42



          William Wordsworth: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簡單的意譯，約略是這樣：

熱情洋溢   冷靜處理
情感昇華   不著痕跡
步韻遣詞   經之營之
融會貫通   心暢神怡

以上的話，不僅是寫詩的竅訣，也可以用於其他文藝創作。

見證文學的價值
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Aristotle,384-322 BC)認為戲劇(詩作)，比

起歷史(紀錄文件)更為重要；因為歷史是個別人物和事件，文藝作品是把
一些原則，加上個別的名字，成為類型，影響更大。

且以三國演義為例，只是歷史小說。如果把它作正史衡量，價值並不
大，甚至還應該算很壞的，因其忽略了某些歷史人物，對另外的則加意渲
染，刻畫，成為人物典型。今天我們說曹操，是個奸雄；諸葛孔明則綸巾
羽扇，指揮若定，是智慧的化身。二人在戰場上對決，簡直像大人打小孩
子一般，曹操絕不是對手。作者甚至不惜把他當時發明不久的新武器，提
前給諸葛使用，一聲炮響，把曹公殺得落花流水。其實，諸葛亮在“後出
師表”中，不吝稱讚“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但
三國演義給讀者的印象，又是怎樣？在這裡，我不是要覈實歷史，那是另
一番功夫；只是說明一個理想：見證以文藝形式表現，是最有效的。

下面列舉的，是“見證文學”的幾個例子，包括所謂“懺悔文學”。
也有的是隱約的自述，並且還可以用詩歌體表現。

    家破何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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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八月的天氣依然十分炎熱。
由午睡裏醒來，她記起了父親的諾言：午睡後大家來吃桃子。於是她

下床走到桌子旁邊，跟她父親對面坐下。
父親告訴她，他的年齡是三十六歲，但在與六歲的她對面一比較，似

乎顯得特別蒼老。圍繞在他嘴巴四周的是一大把紅褐色的鬍子；這麼多的
鬍子，是她所未曾見過的。他兩臂也長滿長毛，上身穿一件藍白條的運動
衫，下面是藍色工褲，沒有穿襪，也沒有穿鞋；這跟她在紐約所見的人們，
都穿襯衫，打領帶，外加上衣的情形大不相同。也許就是這一點，使她對
父親感到興趣；要不然，這人除了實質上是她父親以外，對她是完全陌生
的。

自然，他們從前曾一起生活過；但現在她已經忘記了。這一次她來到
巴黎他的家—如果這裏可算是一個家—很可能有個較長時間的共聚，但也
可能只是今昨兩日就結束。

今天早上，當他帶她在附近蹓躂的時候，她的眼睛停留在水果攤前面
的一箱桃子上；他就給她買了一公斤桃子。現在他們在屋裏對坐著，七個
桃子，放在當中大盤子裏，顆顆絳紅可愛。只有一顆較小的桃子，在果蒂
處綻開了一條裂縫，深到桃核。他揀了最大而又最美的一顆放在她的面前；
然後自己取了那顆裂了口的小桃子，慢慢的剝去薄皮，剝了將近一半時，
他開始吃著。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忽然，他呆望著手裏已經吃了半邊的桃
子。她也不禁俯過身來，向那隻桃子瞧著。

在露出半邊的桃核上有個小洞，先是兩條細小的觸鬚由洞裏伸出來；
接著，在觸鬚後面來了個褐色而有環節的頭；再跟著是兩支強有力的腿抓
住了洞口。它停了一會兒，似在察看外面的新世界。

他跟她也都聚精會神的注視這位桃核裏的居民。它現在開始爬出洞口
沿著吃過的一邊桃肉緩緩爬行。小女孩子似乎從未見過這種活潑潑的帶褐
色有觸鬚和數不清的腳的動物。他把桃子放回大盤子去，那小動物爬離桃
子後，就到了盤子上面，停住不動。

“它是誰？”小女孩問。
“葛絲通。”
“它住在哪裏？”
“常常是住在桃核裏。可是現在這顆桃子被摘下來出售，而且讓我吃

去了半邊，這樣，它就無家可歸了。”
“你要把它弄死嗎？”
“不，我為甚麼要弄死它？”
“它是蟲子啊！”
“不，它是葛絲通，偉大的離家游子。”
“看見蟲子由蘋果裏爬出來，人們都會驚叫的，你怎麼不害怕？”
“自然不。如果外面每次由屋裏出來，人們就大驚大叫，你說我們會

高興嗎？”
“他們會對你驚叫？”
“一點不錯。所以，你說我們對這小蟲該驚叫嗎？”
“它跟我們不同呀！”
“它也是生物啊！而現在它失去了可愛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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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現在怎麼辦？”
“我可不知道！”
“我們不要弄死它，這是我們可以幫助它的一件事。是嗎？”小女孩

說。
“我們還能作些甚麼？”
“把它放回桃核裏去？”
“不，它的家已經毀了。”
“它可以住在我們的家裏嗎？”
“它不會快樂的。我想它一定會哭。你吃一顆桃子吧！”
“我要吃核裏有小蟲的桃子。”
“好，我們找找看；如果蒂上有裂口的，就會有小傢伙在裏邊。”
女孩在盤裏細選那些桃子：“都沒有裂口的呢！”
“那你就隨便吃一隻吧！”
“不，我要吃你剛才吃的那種桃子。”
“好，我跟你說真話：這種有小傢伙的桃子不是好桃子，所以店裏早

就揀掉了，剛才我吃的，可能是偶然碰到的一顆。現在這剩下的六顆都是
好的。你吃吧！”

“我不要吃好的桃子，我要有小傢伙的！”
“好吧！我們去看看，是不是可以再找到一顆。”
“到哪兒去？”
“你要不要跟我一道去？或者在這裏等我？我只要五分鐘就回來。”
“假如有電話來我該怎麼說？”
“不會有電話的。呃，假如真的有電話，你先問看，是誰打來的。”
“要是媽打來的呢？”
“你就告訴她，我替你買桃子去了；還有要說甚麼你自己說吧。”
“要是她要我回去，我該怎麼講？”
“如果你想回去，你就告訴她。”
“你願意我回去嗎？”
“自然不！但最重要的還是你自己願意怎麼樣，而不是我願意你怎麼

樣。知道嗎？”
“為甚麼那是最重要的呢？”
“因為我願你喜歡在哪裏就在那裏，不要勉強。”
“我要在這裏。”
“好，那我馬上就回來。”
他穿上鞋襪出去了。她看著盤裏的小蟲；它正繞著盤子爬行。離開了

桃核它似乎一切都不對勁，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電話鈴響了。是她媽媽的電話。她媽媽說，已經叫司機開車來接她，

要她去參加一個小同伴的小派對，然後明早一起飛返紐約。
“讓我跟你爸爸講話！”她媽媽在電話裏說。
“他出去買一個桃子。”
“一個桃子？”
“一個桃子帶著小傢伙的。”
“你跟你爸爸一起才不過兩天，就學得這樣像他。”
“很多桃子裏都有小傢伙的；我知道，我已經看見他們跑出來。”
“是小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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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小蟲，是葛絲通。”
“誰？”
“葛絲通！偉大的離家游子。”
“有蟲的桃子還不扔掉！他是不是跟你在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的！”
“好吧，好吧！不要為著有蟲的桃子跟我生氣了。”
“葛絲通還在這兒，在它毀了的屋子外邊。我沒有跟你生氣。”
“那個生日派對會使你快樂的。”
“好。”
“我們飛回紐約也會使你高興的。”
“好。”
“見過了你的爸爸，你是不是覺得高興？”
“當然，我很高興。”
“他很有趣嗎？”
“是的。”
“他有些瘋狂嗎？”
“是的。啊，不！他只是不怕桃子裏的小蟲等等。你說那是蟲子，是

真的嗎？”
“完全是真的。”
“我們該把它弄死嗎？”
“沒錯，乖寶貝！你把我想壞了。這兩天，就跟兩年那麼長。回頭見

吧！”
小女孩再看看盤子裏的葛絲通，現在她越看，越不喜歡它了。它是小

蟲；它本來就是微不足道的小蟲，無家可歸的在盤子裏到處漫游，多愚笨，
多可笑，多無用！蟲子是醜惡的，是不乾凈的東西。

父親回來了，手裏拿著兩隻桃子。
“媽來電話，她叫司機來，要我去參加一個小派對。”
“一個小派對？”
“是的。在紐約有許多這樣的小派對。”
“司機要帶你再回這裏來嗎？”
“不。我們明天要回紐約。”
“啊！”
“我喜歡你這裏。”
“我也喜歡你在這裏。”
“你為甚麼一個人住在這兒？”
“這是我的家呀！”
“很好的家；但跟我們的家有點不一樣。”
“我相信，是不一樣。”
“這有點像葛絲通的家。”
“葛絲通怎麼樣了？”
“我弄死了它。”
“真的？為甚麼？”
“人家都是要把蟲子打死的。”
“噢...喂，我替你找到了你要的桃子。”
“我不再要桃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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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他開始替她整理行李，穿上衣衫。司機來了。他帶著她走出門外。他

想緊緊的摟住她一會兒，但他沒有那樣作。最後僅僅握了握手，就像跟一
個不大相識的人分別一樣。

注視著那寬大的轎車開走。他毫無目的的在街上漫游，漫游，有如方
才在盤子裏的小蟲。 

    (原載 The Atlantic Monthly, Feb. 1962.  佚名譯)

薩洛揚(William Saroyan, 1908-1981)是美國小說及戲劇作家。十五歲即失學，
自己閱讀及習寫作。1940年，他的劇作 The Time of Your Life 獲普立玆獎，但拒絕
接受，理由是“並不比其他作品更好或更偉大。”

他的故事多有自傳背景。離婚後，1958 年起，常住巴黎，但家仍在加州
Fresno，有時住在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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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STON                                   William
Saroyan(1908-1981)

Author of  My Name Is Aram,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The Human Comedy, and The Bicycle Rider In Beverly Hills.
William Saroyan has been writing since he was thirteen years
old and has published almost forty books and plays. He refused
the Pulitzer Prize for The Time Of Your Life but accepted the
Drama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the same play "because there
was no money involved."  

They were to eat peaches, as planned, after her nap, and now she sat
across from the man who would have been a total stranger except that he was
in fact her father. They had been together again (although she couldn't
quite remember when they had been together before) for almost a hundred
years now, or was it only since day before yesterday? Anyhow, they were
together  again,  and  he  was  kind  of  funny.  First,  he  had  the  biggest
mustache she had ever seen on anybody, although to her it was not a
mustache at all; it was a lot of red and brown hair under his nose and
around the ends of his mouth. Second, he wore a blue-and-white striped
jersey instead of a shirt and tie, and no coat. His arms were covered with
the same hair, only it was a little lighter and thinner. He wore blue
slacks, but no shoes and socks, He was barefoot, and so was she, of course.

He was at home. She was with him in his home in Paris, if you could
call it a home. He was very old, especially for a young man—thirty-six, he
had told her; and she was six, just up from sleep on a very hot afternoon
in August.

That morning, on a little walk in the neighbor-hood, she had seen
peaches in a box outside a small store and she had stopped to look at them,
so he had bought a kilo.

Now, the peaches were on a large plate on the card table at which they
sat.

There were seven of them, but one of them was flawed. It  looked as
good as others, almost the size of a tennis ball, nice red fading to light
green, but where the stem had been there was now a break that went straight
down into the heart of the seed.

He placed the biggest and best-looking peach on the small plate in
front of the girl, and then took the flawed peach and began to remove the
skin. When he had half the skin off the peach he ate that side, neither of
them talking, both of them just being there, and not being excited or
anything—no plans, that is.

The man held the half-eaten peach in his fingers and looked
down into the cavity, into the open seed. The girl looked too.

While they were looking, two feelers poked out from the cavity. They
were attached to a kind of brown knob-head, which followed the feelers, and
then two large legs took a strong grip on the edge of the cav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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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isted some of the rest of whatever it was out of the seed, and stopped
there a moment, as if to look around.

The man studied the seed dweller, and so, of course, did the girl.
The creature paused only a fraction of a second, and then continued to

come out of the seed, to walk down the eaten side of the peach to wherever
it was going.

The girl had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a whole big thing made out
of brown color, a knob-head, feelers, and a great many legs. It was very
active too. Almost businesslike, you might say. The man placed the peach
back on the plate. The creature moved off the peach onto the surface of the
white plate. There it came to a thoughtful stop.

"Who is it?" the girl said.
"Gaston."
"Where does he live?"
"Well, he used to live in this peach seed, but now that the peach has

been harvested and sold, and I have eaten half of it, it looks as if he's
out of house and home."

"Aren't you going to squash him?"
"No, of course not, why should I?"
"He is a bug. He is ugh."
"Not at all. He is Gaston the grand boulevardier."
"Everybody hollers when a bug comes out of an apple, but you don't

holler or anything."
"Of course not. How should we like it if somebody hollered every time

we came out of our house?"
"Why would they?"
"Precisely. So why should we holler at Gaston?"
"He is not the same as us."
"Well, not exactly, but he's the same as a lot of other occupants of

peach seeds. Now, the poor fellow hasn't got a home, and there he is with
all that pure design and handsome form, and no-where to go."

"Handsome?"
"Gaston is just about the handsomest of his kind I've ever seen."
"What's he saying?"
"Well, he's a little confused. Now, inside that house of his he had

everything in order. Bed here, porch there, and so forth."
"Show me."
The man picked up the peach, leaving Gaston entirely alone on the

white plate. He removed the peeling and ate the rest of the peach.
"Nobody else I know would do that," the girl said.  "They'd throw it

away."   
"I can't imagine why. It's a perfect good peach."
He opened the seed and placed the two sides not far from Gaston. The

girl studied the open halves.
"Is that where he lives?"
"It's where he used to live. Gaston is out in the world and on his own

now. You can see for yourself how comfortable he was in there. He had
everything."

"Now what has he got?"
"Not very much, I'm afraid."
"What's he going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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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ll, we're not going to squash him, that's one thing we're not going

to do," the girl sai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then?"
"Put him back?"
"Oh, that house is finished."
"Well, he can't live in our house, can he?"
"Not happily."
"Can he live in our house at all?"
"Well, he could try, I suppose. Don't you want to eat a peach?"
"Only if it's a peach with somebody in the seed."
"Well, see if you can find a peach that has an opening at the top,

because if you can, that'll be a peach in which you're likeliest to find
somebody."

The girl examined each of the peaches on the big plate.
"They're all shut," she said.
"Well, eat one, then."
"No. I want the same kind that you ate, with somebody in the seed."
"Well, to tell you the truth, the peach I ate would be considered a

bad peach, so of course stores don't like to sell them. I was sold that one
by mistake, most likely. And so now Gaston is without a home, and we've got
six perfect peaches to eat."

"I don't want a perfect peach. I want a peach with people."
"Well, I'll go out and see if I can find one."
"Where will I go?"
"You'll  go  with  me,  unless  you'd  rather  stay.  I'll  only  be  five

minutes."
"If the phone rings, what shall I say?"
"I don't think it'll ring, but if it does, say hello and see who it

is."
"If it is my mother, what shall I say?"
"Tell her I've gone to get you a bad peach, and anything else you want

to tell her."
"If she wants me to go back, what shall I say?"
"Say yes if you want to go back."
"Do you want me to?"
"Of course not,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what you want, not what I

want."
"Why is that the important thing?"
"Because I want you to be where you want to be."
"I want to be here."
"I'll be right back."
He put on socks and shoes, and a jacket, and went out. She watched

Gaston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to do next. Gaston wandered around the
plate, but everything seemed wrong and he didn't know what to do or where
to go.

The telephone rang and her mother said she was sending the chauffeur
to pick her up because there was a little party for somebody's daughter who
was also six, and then tomorrow they would fly back to New York.

"Let me speak to your father," she said.
"He's gone to get a peach."
"One p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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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ith people."
"You haven't been with your father two days and already you sound like

him."
"There are peaches with people in them. I know. I saw one of them come

out."
"A bug?"
"Not a bug. Gaston."
"Who?"
"Gaston the grand something."
"Somebody get a peach with a bug in it, and throws it away, but not

him. He makes up a lot of foolishness about it."
"It's not foolishness."
"All right, all right, don't get angry at me about a horrible peach

bug of some kind."
"Gaston is right here, just outside his broken house, and I'm not

angry at you."
"You'll have a lot of fun at the party."
"OK."
"We'll have fun flying back to New York, too."
"OK."
"Are you glad you saw your father?"
"Of course I am."
"Is he funny?"
"Yes."
"Is he crazy?"
"Yes. I mean, no. He just doesn't holler when he sees a bug crawling

out of a peach seed or anything. He just looks at it carefully. But it is
just a bug, isn't it, really?"

"That's all it is."
"And we have to squash it?"
"That's right. I can't wait to see you, darling. These two days have

been like two years to me. Good-bye."
The girl watched Gaston on the plate, and she actually didn't like

him. He was all ugh, as he had been in the first place. He didn't have a
home anymore and he was wandering around on the white plate and he was
silly and wrong and ridiculous and useless and all sorts of other things.
She cried a little, but only inside, because long ago she had decided she
didn't like crying because if you ever started to cry it seemed as if there
was so much to cry about you almost couldn't stop, and she didn't like that
at all. The open halves of the peach seed were wrong, too. They were ugly
or something. They weren't clean.

The man bought a kilo of peaches but found no flawed peaches among
them, so he bought another kilo at another store, and this time his luck
was better, and there were  two that were flawed. He hurried back to his
flat and let himself in.

His daughter was in her room, in her best dress.
"My mother phoned," she said, "and she's sending the chauffeur for me

because there's another birthday party."
"Another?"
"I mean, there's always a lot of them in New York."
"Will the chauffeur bring you back?"
"No. We're flying back to New York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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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I liked being in your house."
"I liked having you here."
"Why do you live here?"
"This is my home."
"It's nice, but it's a lot different from our home."
"Yes, I suppose it is."
"It's kind of like Gaston's house."
"Where is Gaston?"
"I squashed him."
"Really? Why?"
"Everybody squashes bugs and worms."
"Oh. Well. I found you a peach."
"I don't want a peach anymore."
"O.K."
He got her dressed, and he was packing her stuff when the chauffeur

arrived. He went down the three flights of stairs with his daughter and the
chauffeur, and in the street he was about to hug the girl when he decided
he had better not.  They shook hands instead, as if they were strangers.   

He watched the huge car drive off, and then he went around the corner
where he took his coffee every morning, feeling a little, he thought, like
Gaston on the white plate.            (The Atlantic Monthly, Feb.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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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妹孤兒                           佚名

我的馬車到達鄉村的旅舍，
    最後餘暉的夕陽
斜映著街對面古老的教堂，
    把屋頂的風旗染上燦爛金黃。

為了打發晚餐前的時間，
    我默默的踱過到對面，
在苔封的古老墓叢
    尋味死者的遺願。

那裏許多寒素的青綠墳墓，
    是貧困缺乏勞苦的安息之處；
也有許多諂諛的墓石，
    表明他們曾擁有財富。

一棵凋落的椈樹褐色的影子，
    投射在一座墳是憂患的眠息，
在那裏稀疏的草還未長起，
    有兩名襤褸的孩子坐著哭泣。

在當中放著一塊麵包，
    他們二人都無意去取，
但他們看來是那麼貧苦，
    使我的心酸楚。

“我的孩子，對我來講
    為甚你們這樣的憂傷，
又為甚浪費丟掉那麵包，
    會使許多人吃了歡暢？”

那小男孩，用可愛的語聲回答，

53



    眼淚成串的下滴：
“夫人哪！我們在挨餓缺食，
    即使有我們也不會任意拋棄。    

“只是妹妹瑪莉變得淘氣，
    我說好說歹她總不肯吃，
雖然我知道那麵包實在是她的，
    因為她全天都不曾吃甚東西。”

蒼白瘦弱的瑪莉說：“肯定的，
    除非亨利吃，我決不再吃半點，
因為昨天我吃過一點麵包，
    他甚麼都沒吃打從前天。”

我的心膨漲，胸口起伏，
    我感覺好像是無法言語；
靜默的我坐在那墳墓，
    把冰冷的小手用我雙手握住。

所表現的憂苦是如此真實，
    所表現傳達了感恩的心意，
那抖顫的小男孩更挨近我，
    說出了一個簡單的故事：

“在父親離開我們以前，
    他被壞人引誘去作海員，
妹妹和我不作一事只是貪玩，—
    我們家就在那大白楊樹旁邊。

“但可憐的母親時常哭泣，
    眼看改變忒多，我形容不來；
她跟我們說不久就要死，
    囑咐我們要好好彼此相愛。

“她說，也許我們會見到爸；
    那天要等戰爭過去，
如果我們不能再見他，
    上帝會作我們的父！

“她同我們親嘴然後死了，
    我們就此不再有母親；
有好多天我們坐著哭號，
    一同在可憐母親的墳。

“雖然我們的爸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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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在海上會把他找著，
在那裏我們定能遇到他，
    重聚在一起就再快樂。

“我們手牽著手走過許多哩，
    一個又一個逢人就問路；
有的人只微笑，有的人嘆息，
    也有人給我們一些食物。   

“但我們到海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是一片無邊大水汪洋，
想來父親必然已經淹死，
    哭著，恨不得我們也都死亡。

“因此，我們回到媽的墓上，
    只希望能跟她在一塊；
好姨來給我們這些乾糧，
    說是爸已經死在海外。

“既然在這裏我們沒有父母，
    我們要去到處尋找上帝；
夫人，求你，能不能告訴我們
    那位上帝，我們的爸，祂在哪裏？

“我們的媽說，上帝在天上，
    好姨說，那也是媽的所在；
所以如果媽知道我們需要祂幫忙，
    我想，她或許要祂到這裏來。”

我拉緊這兩個孩子在我胸前，
    哭著說：“來吧，你倆，跟我同住；
我要作你們第二個母親，
    給你穿，給你吃，給你安息照顧。

“上帝仍然是你們的父親，
    是祂的恩典差我到這裏，
教導你們好順從祂的旨意，
    引導你的腳步，使你的心歡喜。” 

       The Orp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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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haise the village inn did gain,
           Just as the setting sun's last ray
Tipped with refulgent gold the vane
   Of the old church across the way.

Across the way I silent sped,
   The time till supper to beguile,
In moralizing o'er the dead
   That mouldered round the ancient pile. 

There many a humble green grave showed
   Where want and pain and toil did rest;
And many a flattering stone I viewed
   O'er those who once had wealth possest.

A faded beech its shadow brown
   Threw o'er a grave where sorrow slept,
On which, though scarce with grass o'ergrown,
   Two ragged children sat and wept.

A piece of bread between them lay,
   Which neither seemed inclined to take,
And yet they looked so much a prey
   To want, it made my heart to ache.

"My little children, let me know
    Why you in such distress appear,
And why you wasteful from you throw
    That bread which many a one might cheer?"

The little boy in accents sweet,
Replied, while tears each other chased,—
"Lady! we 've not enough to eat,
Ah! if we had, we could not waste.

"But Sister Mary 's naughty grown,
And will not eat whate'er I say,
Though sure I am the bread's her own,
For she has tasted none to-day." 

"Indeed," the wan, starved Mary said,
"Till Henry eats, I'll eat no more,
For yesterday I got some bread,
He 's had none since the day bd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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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eart did swell, my bosom heave,
I felt as though deprived of speech;
Silent I sat upon the grave,
And clasped the clay-cold hand of each.

With looks of woe too sadly true,
With looks that spoke a grateful heart,
The shivering boy then nearer drew,
And did his simple tale impart:

"Before my father went away,
Enticed by bad men o'er the sea,
Sister and I did naught but play,—
We lived beside yon great ash-tree.

"But then poor mother did so cry,
And looked so changed, I cannot tell;
She told us that she soon should die,
And bade us love each other well.

"She said that when the war was o'er,
Perhaps we might our father see;
But if we never saw him more,
That God our father then would be!

"She kissed us both, and then she died,
And we no more a mother have;
Here many a day we've sat and cried
Together at poor mother's grave.

"But when my father came not here,
I thought if we could find the sea,
We should be sure to meet him there,
And once again might happy be.

"We hand in hand went many a mile,
And asked our way of all we met;
And some did sigh, and some did smile,
And we of some did victuals get.

"But when we reach the sea and found
'T was one great water round us spread,
We thought that father must be drowned,
And cried, and wished we both were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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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e returned to mother's grave,
And only longed with her to be;
For Goody, when this bread she gave,
Said father died beyond the sea.

"Then since no parent we have here,
We'll go and search for God around;
Lady, pray, can you tell us where
That God, our Father, may be fond?

"He lives in heaven, our mother said,
And Goody says that mother 's there;
So, if she knows we want his aid,
I think perhaps she 'll send him here."

I clasped the prattlers to my breast,
And cried, "Come, both, and live with me;
I'll clothe you, feed you, give you rest,
And will a second mother be.

"And God shall be your Father still,
'T was he in mercy sent me here,
To teach you to obey his will,
Your steps to guide, your heart to cheer."  (Anonymous)

                                                                

    聖經文學與失落的瑞獸

好多年前，我們住奧立根州的撒冷。小城靜居，是一段難忘的日子。
住在我們隔壁，是一個白人醫生，夫婦有四個孩子。他們是我所遇到

最沒有種族成見的人。有一次，他們鄭重說：“如果不是因你們年紀還輕，
我們想叫孩子們稱你們爺爺奶奶。”

這位醫生，每周一晚上有聚會，同幾個醫生和學者，討論盧益思
(C.S. Lewis) 的作品，和達爾文的進化論。那是以不信者為對象的聚會。
曾邀我同去。可惜，我對達爾文缺乏興趣，而對盧益思的作品，也未全讀
過，所以不曾參加。他妻子則是很活躍的反墮胎運動主席；他們家還收容
著小未婚媽媽，待產後安置母子的生活問題。

只是他們夫婦都是熱心的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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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談話中間，我笑著說：“我也是 catholic [指宇宙性的教
會]，小寫的‘c’。”然後，轉而問那天主教徒丈夫：“恐怕你也會是
protestant吧？小寫的‘p’，對於你們教會某些事持反對意見吧？”
他回答說，反對神甫獨身制度。

我問那太太說：“你怎麼會成為天主教徒呢？”因為我知道她生在密
其根州 Grand Rapids，那地方福音派教會很強。

她說：“我們家本來是浸信會的，住在教會附近。我小的時候，去教
堂練鋼琴。那裏的牧師很勢利眼，看不起我們，對我們態度很壞。母親就
決定離開那裏。”當然，現在他們的孩子們，也跟著進了天主教。我雖然
沒說：“卿本佳人，奈何作賊！”但顯然福音派教會，失去這樣的花，怎
能不感慨？

又是一個可悲的故事。可能他們的感受，不一定會跟實際相同。
盧益思這位英國文學家，曾任教於牛津和劍橋大學，有約二十五本著

作，包括學術性的作品，靈修作品，還有科學小說和童話，詩歌和散文，
都是有深度，有影響力的好書。也許，一般人能夠寫出任何一本這樣的書
都該滿足。但影響最深的，好像還是他的童話。

盧益思的特點，是他對聖經有精深的認識，而後能用淺明的筆法，把
其精義表現於所寫的作品。這是聖經文學的極高境界，能達到廣大的群眾。
1998年，盧益思誕生一百週年，英國還為他發行紀念郵票，可見其如何
受國人重視。

就以他的童話詩“遲來的搭客”來說吧。
西洋神話裏的“獨角瑞獸”，仿佛中國傳說的麒麟，只是頭頂當中，

有一隻紅顏色螺旋角，是直的，其身體跟馬相似，尾巴像獅子，全身白毛，
紫頭，藍眼；象徵貞潔。當然，現在絕種了。但在許多家庭裏，常見陳列
著這種微塑型。孩子們會問起，為甚麼現在的動物園中沒有？且聽盧益思
叔叔道來。

   遲來的搭客            C.S. Lewis (1898-1963)

雨聲急密，天空低沈而陰暗，
挪亞的兒子們站在方舟的窗前。

群獸都進來了，但雅弗說﹕“我見還有一種獸，
遲來了，孤獨無偶，在那門前直叩。”

含說﹕“讓它去叩門吧，任它淹死或練游泳，
看看我們的情形吧，這裡已經是無處可容。”

雅弗說﹕“它仍在叩門呢，拼命叩著焦急驚惶，
它四蹄像獨角那樣的堅硬，卻遍體帶著異香。”

含說﹕“莫作聲，你如果驚醒老爹來看
是甚麼在門外，準會增加我們的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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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面的暗處，傳來挪亞的高聲大吼，
“有活物在叩門﹗放它進來再關閉方舟。”

含高喊回應，猛力戳那兩兄弟不要作聲：
“那不過是雅弗，他在用錘敲下一支鞋釘。”

挪亞說﹕“孩子們，我聽到像是馬的蹄聲。”
含說﹕“噢，那是可怕的豪雨敲擊著屋頂。”

挪亞倉皇的爬上頂層，探頭一看出去；
他的臉轉灰青，雙膝發軟，撕自己的鬍鬚，

“看，看﹗它不再等了。它離去，逃脫。
兒子們，今夜，你們合夥，真幹了絕活﹗

“就算我能趕過它，它也不會再轉回—
我們對它不客氣，自然贏得人家鄙視不理會。

“啊，高貴的孤獸，我的兒子們真不友好，
如此的黑夜你何處能尋得棚舍和草料﹖

“啊，那金的蹄，啊，飄洒的長鬃，翕張的鼻孔
充滿氣憤﹗啊，那彎弓的倔強頸項，可愛的傲性﹗

“啊，要多麼長久，在人的心上留下犁溝
要多久，它才會再度來到棚舍和槽頭？

“我們的種類要經歷漫長的黑暗彎曲路徑，
像莖枝折斷的花，頹喪的垂頭度過人生，

“含啊，全世界要以生你的那日子可詛可咒，
為了你，竟在方舟啟航時失落那獨角瑞獸。”

孩子們從詩中聽到的悲慘故事，是獨角瑞獸被關在挪亞方舟的門外，
也許可以教導他們愛護動物，不要使現在的動物絕種。但是，對成人也頗
有可以深思的教訓：方舟代表基督的救恩，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可惜，
有些人像主耶穌所責備的文士和法利賽人，“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
己不進去”，也不容別人進去(太二三：13)。 但另一種，也同樣的不負
責任：在教會的圍牆裏面，自己進了天國，卻全然不關心別人，又自私懶
惰，像詩中挪亞的兒子們，任別人關在天國的門外。

世界上許多文學作品中，都有洪水的記載。在聖經中，方舟是預表基
督。世人都犯了罪，結局是審判和滅亡。唯一的救法，是相信進入基督裏
面：“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
以靠著得救。”(徒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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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的主旨，是鼓勵人及時傳福音，趁著今天是拯救的日子，引人
進入方舟。最好是在孩子的時候。

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l533-1592)極力主張及早教育兒童：
“趁泥土還柔軟時，現在，現在趕快在急速旋轉的輪子上，作成器皿。”
這個敘事詩，正是藉說故事，教導兒童注意傳福音。

我們可以從挪亞的話看出，獨角瑞獸是罕見的，有其品格和個性，不
是戀棧豆的駑馬可比。駑馬只要有得吃就行；瑞獸卻是一經拒絕，掉頭就
走，不會輕易再來。所以從小養成尊重別人，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起舊日
鄰居的故事。

也是盧益思說過：我們在世上所遇到的，沒有普通的人；不是要在永
世裏得榮耀，榮美無比，就是要在地獄裏，永遠受羞辱，可厭之極。這正
是但以理書的話 (但一二：2)。如果我們看到這麼重要，就該努力得人，
不要因外貌而失人。

知道傳福音的重要，我們該對為何傳福音沒有疑問。從這裏，進一步
想到如何傳的問題。從盧益思的實在例子，可以知道，文學作品是一個不
可忽略的工具。所以，不要把基督教文學，當作是少數人的興趣，是冷門
藝術；而該認識是每個信徒可以作的事，當作的事。

可惜，相當多的人，拒絕踏進禮拜堂，對聽講章不表示興趣；但他們
不拒絕讀好的文學作品。而且報章刊物，會幫助我們刊載，傳播；教育機
構會在教科書中採用，幫助我們推廣；社區會傳誦；不用說，教會和家庭
中，都該時常提倡談論。這樣，基督教文學就有前途，可以使人得救恩，
也可進一步而改變文化。

讓我們多讀聖經，多注意讀基督教文學，而寫作基督教文學，寫出基
督教文學的傑作。

附“失落的瑞獸”：

 
      The Late Passenger

The sky was low, the sounding rain was falling dense and dark,
And Noah's sons were standing at the window of the ark.

The beasts were in, but Japhet said, "I see one creature more
Belated and unmated there come knocking at the door."

"Well let him knock," said Ham, "Or let him drown or learn to swim.
We're overcrowded as it is; we've got no room for him."

"And yet it knocks, how terribly it knocks," said Shem, "Its feet
Are hard as horn—but oh the air that comes from it is sweet."

"Now hush," said Ham, "You'll waken Dad, and once he comes to see
What's at the door, it's sure to mean more work for you and me."

Noah's voice came roaring from the darkness down below,
"Some animal is knocking. Take it in before w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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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 shouted back, and savagely he nudged the other two, 
"That's only Japhet knocking down a brad-nail in his shoe."

Said Noah, "Boys, I hear a noice that's like a horse's hoof."
Said Ham, "Why, that's the dreadful rain that drums upon the roof."

Noah tumbled up on deck and out he put his head;
His face went gray, his knees were loosed, he tore his beard and said,

"Look, look! It will not wait. It turns away. It takes its flight.
Fine work you've made of it, my sons, between you all tonight!

"Even if I could outrun it now, it would not turn again—Not now.
Our great discourtesy has earned its high disdain.

"Oh noble and unmated beast, my sons were all unkind;
In such a night what stable and what manger will you find?

"Oh golden hoofs, oh cataracts of mane, oh nostrils wide
What indignation! Oh the neck wave-arched, the lovely pride!

"Oh long shall be the furrows ploughed across the hearts of men
Before it comes to stable and to manger once again,

"And dark and crooked all the ways in which our race shall walk,
And shriveled all their manhood like a flower with broken

stalk,

"And all the world, oh Ham, may curse the hour when you were born;
Because of you the Ark must sail without the Unicorn."

                --C.S. Lewis (1898-1963)
                     English novelist, essayist, and educator
Author, The Screwtape Letters and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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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話詩

童話詩是兒童文學的一門。當然，童話詩必須淺白易懂，使兒童能夠
領悟，還常加插畫；但涵義不一定淺，而且可以成為高深的藝術，使年紀
大的成人也可以讀。就如布萊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寫的詩，看
來淺白，實際卻不是那回事。

下面是現代人寫的童詩，所說的是美國十九世紀的一個傳奇人物“蘋
果種約翰”(John Chapman, 別名 Johnny Appleseed，1774-1845)。正在
美洲殖民地醞釀獨立的時候，他生於 1774年九月二十六日，在麻薩諸塞
州。長大以後，新興的美國，已經在向西擴展；不久，就成為繼英國而起
的宣教國家。約翰則以宣教士的精神，徒步由東趄西，走遍中西部，默默
的推廣果園種植。

這不是一篇歌頌英雄的史詩。這是首簡單的童話詩，美國一般學童都
誦讀過。其中所敘述的主角，只是一個平凡的人物；但他留下的是美好的
果子，表彰生命的意義，卻勝於甚麼“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英雄。這詩的
簡樸，流露史詩般的美。可見詩歌最適於教導兒童。詩歌是文學的起始，
兒童的搖籃曲是詩歌，所以必須記得詩歌的教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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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種子約翰

這裡的一片蘋果園
種在一個世紀之前—
一百年的春暖開花，
一百年的飄雪冬寒。

一百年的蘋果秋收
歸雁飛過長空，
一百年的蘋果醬
和蘋果餅熱氣騰騰。

當年那種下蘋果樹的人
曾站在這塊地旁，
背著一袋的蘋果種子
一本聖經拿在他手上。

年輕的哈拿.顧德恩首先發現，
那瘦削的陌生人孤單蒼涼；
他的臉消瘦，光著腳板，
身上穿著殘舊的衣裳。

顧德恩家請他進房
用餐並一同談論。
那時美國還很荒涼；
他跋涉千里僕僕風塵。

他說是不能夠長久停住
但很願意在這裡用飯；
他必須去把蘋果樹
種遍在這廣闊的前線。

他說那是一片遼闊的荒原，
廣漠的大地，而且漫長。
他說他的蘋果爽脆又甘甜，
會使這個國家富強。

那家人靜聽他在細述
綿延的森林茂綠偉大,
說草原廣遠隨風起伏，
說河道縱橫縈迴著流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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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到同他們一般的家族，
都勇敢的向西進行，
帶著槍枝家小和炊具
去把那大曠野佔領。

他說要給他們蘋果樹支援，
我們的主給大地的恩賜；
他說太陽會將種子溫暖，
雨會使他們繁殖。

他說每一處美好的果園
都會照神所定的結出果實，
滿足拓荒者的意願
得嘗應許的美地。

顧德恩家祝福送他上道，
看著他獨自別離。
他沒有攜槍帶刀；
他不曾擁有武器。

雖然他步行寂寞孤獨
經過危險和凶野的大地，
他說他不加害任何生物；
每一個都是上帝的孩子。

年輕哈拿聽到他的傳說
在她所有成年的日子，
當他帶著爽脆甘甜的蘋果，
給其他的拓荒者分食。

她聽說他奔波不舍晝夜
雖然經歷風侵之苦。
她聽說他不避雨和雪
寒冷能夠凍得透骨。

她聽說當經過時他輕微發聲
溫柔的散播，加上祝福：
種子飄落在野草當中，
能夠智慧的發展長成。

她聽說他深愛林野
也愛其中一切受造之物：
每一隻飛過長空的鳥，
熊和野狼，野兔並野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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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聽說印地安人對他信託；
他有他們同樣的知識：
哪些水流清潔並不乾涸，
哪種植物治病哪種好充飢。

行過所有的路徑留下所有美談；
他的果園擴展而且增長，
所踏的地方蘋果花開遍，
腳步飄揚著濃郁的芬芳。

當老哈拿末次見到他
走進那果園的籬門。
許多的年日已經逝去，
在安靜破曉的清晨。

老哈拿熟悉他溫和的笑容，
那張臉消瘦而且長。
手中拿著一本聖經；
述說他曾何去何往。

他把全美國走了個遍，
隨走隨撒下了佳種。
他所種的蘋果，爽脆甘甜，
果樹在各處迅速長成。

在西部的平原上
現在作成了蘋果汁香醇。
在愛阿華州製作蘋果醬，
蘋果餅生產在緬因。

蘋果已在密蘇里遍植，
也傳到俄亥俄州土地上。
爽脆甘甜遍滿全地，
蘋果使我們的國家增長。

老哈拿.顧德恩連聲道謝
因為她的樹也已長高。
約翰說他不能接受感謝，
因一切俱都是由神所造。

“培育一棵樹或是一國
需要栽種的人能夠忠心；
他播種並管理直到結果
大地最美的夢想終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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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道別以後繼續往前
從此就不曾再復還，
但這果園，爽脆甘甜，
他留下的蘋果年又一年。

老哈拿.顧德恩總是述說
當每年的蘋果季節來臨；
果園又有新的收穫，
天高氣晴爽朗又清新。

她囑咐孩子定要謹記
感謝神豐盛的恩典，
為蘋果爽脆而甘甜
和蘋果種子約翰。

              瑞芙.林白(Reeve Lindbergh)
                            航空家林白的女兒，美國詩人。

    

    Johnny Appleseed

These apple trees were planted here
A century ago—
A hundred years of springtime bloom,
A hundred years of snow.

A hundred apple autumns
With the wild geese flying by,
A hundred years of applesauce
And steaming apple pie.

The man who planted apple trees
Once stood here on this land,
A sack of seeds upon his back,
A Bible in his hand.

Young Hannah Goodwin saw him first,
A stranger lean and lorn;
His face was thin, his feet were b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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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clothing old and worn.

The Goodwin family asked him in 
To dine and talk awhile.
America was lonely then;
He’d traveled many a mile.

He said he’d gladly stay to sup
But could not linger here;
He had to go plant apple trees
Across the great frontier.  

He said it was a wide, wild land,
A lonesome land, and long.
He said his apple, sharp and sweet,
Would make the country strong.

The family listened while he spoke
Of forests green and grand,
Of prairies vast with waving grass,
Of rivers ribbed in sand.  

He spoke of families like their own,
All moving bravely west
With guns and tots and cooking pots
To claim the wilderness.

He said he’d bring them apple trees,
Our Lord’s gift to the earth;
He said the sun would warm his seeds,
The rain would give them birth.

He said that each good orchard grown
Would bear fruit as God planned,
And give the yearning pioneers
A taste of Promised Land.

The Goodwin family wished him well,
And watched him leave alone.
He carried neither gun nor knife;
No weapon did he own.

For though he walked alone and lorn
Through the dangerous land and wild, 
He said he’d harm no creature 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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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one was God’s own child.

Young Hannah heard the tales of him
All through her growing years,
As he brought apples, sharp and sweet,
To others pioneers.

She heard he walked through day and night
And through the winds that moan.
She heard he walked in snow and rain
That chilled him to the bone.

And where he walked she heard he gave
His blessings, softly thrown:
The scattered seeds among the weeds,
The sweet fruit wisely grown.

She heard he loved the forest land
And all its creatures, too:
Wild deer and hare, wild wolf and bear,
And every bird that flew.

She heard the Indians trusted him;
He knew the thing they knew:
What plants would heal or make a meal,
Which streams ran clear and true. 

He walked all the trails and heard all the tales;
His orchards spread and grew,
And where he went the deep, rich scent
Of apple blossoms blew.

Old Hannah Goodwin saw him last
When many years had gone.
He came in by the orchard gate
A quiet hour past dawn.

Old Hannah knew that gentle smile,
That face so long and thin.
There was a Bible in his hand;
He spoke of where he’d been.

He’d walked all through America
And all his seeds he’d sown.
He’d planted apples, sharp and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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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wiftly they had grown.

There are spicy apple cider now
Out of the western plain.
There was applesauce in Iowa
And apple pie in Maine.

Apple ‘cross the wide Missouri
And down the Ohio.
Sharp and sweet across the land,
They made our country grow.

Old Hannah Goodwin offered thanks
For her own trees grown so tall.
He said no thanks were owed to him:
The Lord had made them all.

“To grow a country or a tree
Takes just a planter who
Will seed and tend till in the end
The earth’s best dreams come true.”

He said farewell and traveled on
And did not come again,
But in this orchard, sharp and sweet,
His apples still remain.

Old Hannah Goodwin talked of him
In apple time each year
When the orchard came to harvest
And the air was crisp and clear.

She’d ask children to remember
And to thank the Lord indeed
For apples sharp and sweet
And Johnny Appleseed.

             Reeve Lindbergh
               American poet, Daughter of Charles Lindbe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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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經讀經與釋經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詩一一九：130)
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三：1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詩一一九：105)

向人傳講神的智慧，本來就是極其困難的事。偏有人故意衒弄，索隱
行怪，弄些詰屈聱牙，類似翻譯的行話術語，叫人聽了似懂非懂，以表示
其深奧。其中之一，就是“釋放”神的話。這是任誰都辦不到的事。原因
是“神的道不被捆綁”。因為先被捆綁才可以釋放，這是顯然的道理；既
然從不曾被捆綁過，哪能夠有釋放可言？這樣，索隱行怪，並不會產生給
人崇敬的結果，倒是攔阻人了解神的話，可不是小事。

從前有人建立一個頗具規模的事業，如例發出新聞稿，中英文兼用。
其中說：“釋放日期”(Date to be released)，一時傳為笑柄。當然，
那不是在教會中；否則會被當作“屬靈”，沾沾自得呢！

聖經說：神的言語“解開”，無論是展開書卷，或作揭開啟示甚麼信
息，亮光發出來，使人得通達，得救，得安全的行主的道路，都不是甚麼
“釋放”。如此被譏為“半文盲”，誰曰不宜？

聖經的效用
聖經是神所給人的恩惠。神把聖經賜給人，是要叫人從聖經認識祂，

並認識神的兒子基督耶穌，並且因信祂，而得永生；並且還要進步成熟，
遵行神的旨意，榮耀神。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入學義，
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三：16)

聖經的誤用
可惜，人有一個極大的錯誤，以為聖經裡有永生。換句話說，就是把

查考聖經這件事，當作是目的。其實，聖經裡並沒有永生：聖經只是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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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基督，相信神的兒子基督耶穌，才有永生；因為生命在祂裡頭。還有
是讀了聖經，要用信心與道調和，接受化為行動。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其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
經；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約五：39)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
無益，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來四：2)

聖經的善用
聖徒對於聖經，應該有正確的看法，善用聖經，可以有美好的經驗。
先知耶利米，把神的話當作食物。食物是每天需要的，是維持生計最

重要的，不可一曝十寒，不僅可以養身，還有快感。在爭戰的時候，還能
夠當作盾牌，保護生命，免受傷害。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你的言語
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耶一五：16)
祂的誠實是你大小的盾牌。(詩九一：4)

真正讀經的人
現代的人，一般都漸失去了背誦的習慣。當然，“讀書破萬卷，下筆

若有神”，是顯得過時的文人舊話。今天的學生，花工夫記啥電影明星，
運動健將，加上穢亂的新聞與言語，哪得閒記憶背誦！教會呢？信眾也多
不勤於讀經，更少注意聖經的話。不過，這裡所要求的，讀經加聽道還嫌
不夠，真正讀經的人，是要“實行出來”！

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
福。(雅一：25)

古人有聽了道，不敢再聽，恐怕來不及實踐。不幸，更有人根本就沒
有準備實行的意思。耶穌當世的文士和法利賽人，記得不少經文，門框上
有經文，頭戴身佩經文；可惜，他們無人不精通希伯來文，希臘文，只是
徒知而無行。結果，他們所缺少的，只是“必然得福”。

翻譯與譯經    
英國文學家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把翻譯區分為三種：

直譯(Metaphrase)，意譯(Paraphrase)，和仿譯(Imitation)。“仿譯”
其實僅在取其義，略同影射，可以算作翻譯的成分已經很稀薄，所以在技
術上的討論，大致在於直譯和意譯。

意大利有句古諺：“翻譯就是叛逆。”(Traduttore traditore)說得
很似很嚴苛，卻是至理名言。實在說，無論哪種文字，如果可能的話，最
好是讀原文，不經過翻譯，那自然是最理想的。不過，為了增進傳播的效
果，使真理可以達到最大多數的人，譯經有其必要。

嚴復(幾道, 1854-1921)曾提出：信，達，雅的原則。其實，那只是
翻譯的理想，並不是可行的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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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翻譯標的的性質，與體裁有關。如果討論限於文藝作品，還說
得過去；但法律與科技，醫學等類的文字，如何要求“雅”？根本就不該
考慮，詞信而能達意，就可以了。就如嚴先生的譯作群學肄言，是本甚麼
樣的書？我試問過幾位年輕朋友，都瞠目不知所對。其實，“群學”就是
社會學，“肄”是習或嫩的意思，也就是“社會學導論”。這個譯名，雅
是沒有問題的，達就是問題了。

說到譯經，我們都是不同的譯本；這不僅是講我們解釋各異，更是說
我們各人的行動，表明自己對聖經的認識。作基督徒的，豈可不注以意？

     經是文文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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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滿懷雄心壯志，要去當時混亂的衛國作官，向老師孔子請教，甚
麼是當首先推行的事，以把國政搞好。孔子回答他說：“必也正名乎？”
直爽鹵莽的子路，對老師說：“哪有這種事！您老人家腐迂的可以！”孔
子聽了，斥責他說：“阿由啊 (“由”是子路的小名)！你真是個粗野不
文的傢伙！不懂的事情，且不要亂講...” 接著，就教訓開導他一番。

論語.“子路”章這樣記載：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
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在這裏說明，知識的首要在於語文，語文是傳通的媒介，語文的
意義正確的傳通了，道德政法才有標準，政事才可以上軌道，有規律。因
此，君子必須“言無所苟”。

“苟”，是不正合的意思，不合時，不合實，不合禮，不合宜，都叫
作“苟”。這樣，言無所苟就是所說的話，所用的字，跟實際的意思恰合；
思想錯誤，言語錯誤，所行也錯誤。談起來很淺白，差不多像淺薄；不過
實行就很難了。

荀子是位了不起的大思想家。一般只知道他“性惡”的主張，而且多
有誤會，也多不欣賞。但他知道思想同語言行動的關係。他把“正名”的
重要更加以發揮，並且主張制訂語文意義，是政府的責任。他說：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
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迷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
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愨；
愨則易使，宜則使公。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
而謹於循令矣。蹟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名守約之功也。(荀子.
正名篇)

荀子的“正名篇”，雖然是以政治上的實效為主要目的，但他所見深
遠，足以居世界上最早的語意學家而無愧。他認為定正語詞的意義，統一
語詞的標準，使人說話為文不至於亂名託辭，似是而非。他說，亂名託辭
的人，就是講假話的人，變更了語言的意義，等於造作假的符節，就是古
時調動軍隊的印記，不止有偽造文書罪，且代表權威，非常嚴重；又等於
假造尺度升斗，欺騙別人以利己，影響民生。如此作為，是大奸大惡，是
一切紛爭訟亂的起始。他對於語文認真的態度，和他的真知灼見，不僅遠
遠超過他的時代，就是到今天，也很少人有這樣的認識。

       聖經與譯文
如果對語文的功能，有這樣的認識，這樣的注意，對傳播神旨意的語

文，又該如何的重視呢！
聖經是神的啟示，用人的語文寫出來，為了向人傳達，使人信而得到

救恩，人領受遵行，在地上好過榮耀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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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說，在有聖經以前，就有了譯經。這話似乎有些矛盾，但實
際是如此。

說得更明白一點。在還沒有新約聖經的時候，猶太人因為違背神，被
分散到列邦。到希臘統治的時代，生在外邦的猶太人，學的是希臘語文，
為了使那些人學習神的話，就組合了七十二位學者，把聖經 (當時只有舊
約)由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結果就是“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簡
稱 LXX。 因此，在新約聖經中，有些引自舊約的經文，與我們今天的舊
約聖經稍有差別，因為那是有時引自 LXX，而中文舊約則是由希伯來文直
接翻譯的。

新約聖經是用希臘文寫成的。後來，因為需要而譯為別的文字。從前
統轄歐洲的天主教，只承認耶柔米 (St. Jerome) 所翻譯的拉丁文通俗譯
本 Vulgate 聖經，以維繫信仰統一，免得陷於混亂。這樣，奉行了一千
多年之久，到晚近才譯成多種方言文字。

這種趨勢，是由於宗教改革運動，印刷術的發明和普及，民族主義的
興起等原因，有助於聖經普遍翻譯。在英國，因為地理上與大陸有海峽之
隔，思想上比較早趨向獨立，才有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 早於
1380年代，就將拉丁文聖經譯成中古英文，以啟迪教化人民；其他方言
譯本，也相繼問世。

聖經的真理光輝，可以照亮教皇無知和腐敗所造成的長久黑暗。這是
因為神的話是祂的權能。在和一個崇奉教皇的羅馬教學者辯論中，青年的
廷道勒(William Tyndale, c.1494-1536)發出他的壯言：

“我不管教皇和他的規條；如果神假我以年，在短短數年之內，
我將使扶犁耕田的孩子，比你更懂得聖經！”

他的壯言終於實現了。從 1524年他橫渡海峽，往歐洲大陸，在十年
之內，他把全部新約及大部分舊約聖經，譯成了現代英文；新約全書則是
於1526年初出版。

廷道勒是個曠世奇才。他在譯經外，還寫了些論辯的書及小冊。其中
有基督徒的順服(Obedience of the Christian Man)一書，當時是禁書，
落在英王亨利八世手中。亨利大為讚賞，認為可以收為己用，以達成為離
婚辯護的目的；於是差人往歐洲大陸找到廷岱勒，應許給他特赦並保護，
加上豐厚的薪水，只要為他效力。廷岱勒自然敬謝。他說：只有在英王准
許英文聖經譯本在英國流通的情形下，他才會返回祖國。 

不幸，廷岱勒“不管教皇和他的規條”的精神，惹來了麻煩，在英國
羅馬教人員迫害下，廷岱勒的工作多次受阻，而終於在 1536年殉道； 但
由於克華德的(Miles Coverdale) 繼續努力，譯完舊約，經過流亡在日內
瓦的諾克司 (John Knox) 及加爾文(John Calvin) 等人修訂，仍然是廷
岱勒的主要作品，在日內瓦出版，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聖經。在廷岱勒殉道
不到一年之後，英國已成為改革宗信仰，所以那譯本得英王批准在英國發
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彌爾敦(John Milton) 所使用的，
就是這本聖經。以後各英文聖經版本，包括英王雅各欽定本，譯文有百分
之九十是根據日內瓦聖經，可見其譯筆之嚴謹和高明了。廷岱勒十年勤勞
工作的成就，比之亞力山大十年征服半個地球的勛績更偉大，影響更深遠，
更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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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是有權能的。在翻譯的時候，必須嚴謹忠誠，更重要的，知道
是神的話，存敬畏的心事奉，才可“言無所苟”，不敢隨便。先要人對了，
翻譯的作品才對，才可以“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這是說，語
文有標準了，才可以收到正確的傳通效果，不是“吹無定的號聲”，而有
一定的正確信仰與行動。這話用來說譯經，也是最合宜的。

       翻譯的類級
英國十七世紀文學家德萊敦 (John Dryden, 1631-1700)，給翻譯分

了三類：Metaphrase, Paraphrase, Imitation，即是直譯，意譯，仿譯。
早年的譯經，沒有誰作過意譯的打算，表現出敬畏神，尊重神的話；他們
不僅直譯，而且用 Formal  translation，  就是說，連詞類也不能改變：
原文用的是名詞，就用名詞；形容詞，就用形容詞對譯。這樣自然增加了
翻譯的困難，有時也不免偶然有些難讀和不習慣，但還是不遷就方言的用
法，結果怎麼樣？聖經影響了文字！

       馬丁路德論譯經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不僅是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

也是神學家，語文學家，這使他具備譯經的條件。當廷岱爾在歐洲大陸的
時候，曾在他面前受教。路德所譯成的德文聖經，奠定了現代德文的規範。

路德在“論翻譯”時，說到應有的態度和裝備，對任何翻譯都適用。
認真：新約德文聖經，是路德獨力翻譯的，原因是在特殊環境之下；

舊約部分，則常有別人參與同工。他說：“在翻譯時，我時常試求達到一
種純粹和清晰的德文，也時常為了一個字，我們花了二三週或四週的時間
去探求，往往一無所得。”可見他是如何的辛勤和認真了。

道地：他知道他的對象，所以翻譯的是德文。他說：“我們必須在家
裏問母親，在街上問孩子，在市場上問一般人，看他們嘴裏如何說，照他
們的說法來翻譯。那麼，他們才懂得我們，也知道我們是對他們說德文。
”他對文學的造詣，必須遠高於查字典的程度；但要有一本好字典，也認
真查考。他說：“一個翻譯者必須有一大堆的字，當一個字不適合於一個
地方的時候，就要用另一個字。”同理，我們譯中文時，也該譯出真正的
中文，不是洋化的中文，而且要譯得合宜。

忠實：他又說：“在另一方面，我並不輕易忽視字面的意義。一段經
文若是重要，我就與我的助手很小心的保持字面的意義，而決不任意離開
它。...我寧願破壞德文，而不願與字面分離。”

人選：路德特別指出任翻譯者的條件：“翻譯並不是如這班顛狂的聖
徒所想像的，以為是人人都能從事的一種文藝；它需要有一顆真正虔誠的，
信實的，勤勉的，敬畏上帝的心。因此我認為一個虛偽的基督徒，或激烈
分子，不能作一個信實的翻譯者。”理由很簡單，翻譯聖經的人，如果把
自己的意思放在裏面，代神立言，或信不過神的話，必然把那種心性帶進
所譯的作品裏，那為害可大了。正如荀子所說的，“君子言無所苟”，譯
經的人，必須不是討老闆的歡心，要知道是為主而作的，是為了給本國人
讀了能明白而得救，就不會有所為而妥協了。

這些似乎都不是高言大智，但神重用的僕人，又有經驗和智慧，所說
的自然是重要而有價值的。我們該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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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經與釋經
雖然英王雅各欽定譯本，有百分之九十取據日內瓦聖經，但他飲水卻

不思源，對日內瓦聖經極為不滿。
英國女王伊利沙白一世，於 1603年三月逝世， 因她未曾結婚，沒有

王嗣，由蘇格蘭的王雅各六世繼承大統，是為英王雅各一世 (King James
I, 1566-1625,  在位 1603-1625)。他雖然固執自是，算是很熱心而頗有
神學知識的王。 在位第二年，1604年， 就在泰晤士河上的翰浦屯宮
(Hampton  Court)，召集當時的著名學者，開譯經會議。雅各王躬親主持
並講話。他說：“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看見完美的英文譯本聖經，但我以為
日內瓦聖經是最壞的譯本。我希望大家集全國最好的學者，共同竭力，譯
成一個統一的譯本，以供各教會誦讀使用。”

善體王意的倫敦主教班可樂福(Richard Bancroft)看出問題不在使用
了半個世紀的日內瓦聖經譯文，而出在注釋上面，認為不難處理；就建議
說，以後的譯本，應該不加任何注釋。王極表讚賞，認為“智者所見略同
”。於是，雅各王指出不合他胃口的兩個例子：一是在出埃及記第一章
21節， “收生婆因為敬畏神 [不遵法老命令殺以色列的男嬰]，神便叫
他們成立家室。”日內瓦聖經注說，在王的命令與神的旨意違背的時候，
順從神而違背王，是應當的。另外一處是出在歷代志下第十五章 16節說，
“亞撒王貶了他祖母瑪迦太后的位， 因她造了可憎的偶像亞舍拉。亞撒
砍下她的偶像，搗得粉碎，燒在汲淪溪邊。”日內瓦聖經注釋，批評亞撒
的整肅欠徹底，認為應該把老太婆處死刑，像處理亞舍拉偶像同樣炮製，
不該便宜了她。王認為這樣的惡注，會使人民造反，十分危險，是要不得
的。(注：  不久之後，班可樂福便獲晉升為總管全英教務的坎特伯里大
主教。)王的耽心假借聖經注釋作“思想走私”，把人的意見夾在聖經中，
當作是神說的，也並非完全無因。他知道，在不到半個世紀前，蘇格蘭宗
教改革，女王瑪麗失去了王位。那時，清教徒已經發展到漸具勢力；而在
三十年後，  1640年的清教徒革命發生，軍中普遍使用的，也恰好是日
內瓦聖經；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就被斬首了。

        謹慎作聖工
譯經的首要是應該敬畏謹慎，時時謹記那是神的話，所作的是聖工，

不是作店員而已。譯時應該“言無所苟”，連注釋聖經也該知道是為神作
的，特別小心，不可亂伸烏撒的手。外行人搞不得，不敬虔和沒有原則的
人，也不能任意從事。神是輕慢不得的。我們都要在神面前交帳。

譯經和釋經，都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事，也都難作得到完全的地步。
現在附有注釋的聖經，已經漸趨普遍，教皇或英王要求統一的方式，已超
過他們權力之所及，難以作得到了。但讀者在讀聖經的時候，要禱告求聖
靈引導，慎思明辨。總該知道，注釋是人加進去的，意見可能各有不同，
而且各家的多種注釋，可能全無一是；注解的目的，是要幫助人明白神的
話，如果注確解當，也真能幫助人明白神的話。就是連各段的小標題，也
是後來的人加進去的，分章節，分段，莫不如此。無疑的，無論是譯經，
注解，以至標題，都可能與原文的意思有所出入。讀者在傳播的領受一端，
也有責任。最重要的是藉著虔誠的禱告，有敞開和清潔的心，求聖靈引導
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聖經原是真理的聖靈寫的，惟有原作者 (聖靈)知
道祂自己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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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與語文

猶太人對聖經極為尊敬，不但語文，連思想，文化，也受其影響。他
們的經文必須用手抄寫，至今仍然如此，因為聖經規定是“寫”。如果有
一錯誤，必須全章重新寫過。可見其認真之一斑。

宗教改革運動的興起，也正是民族思想與方言文學的萌芽時期。馬丁
路德 (Martin Luther) 把聖經從原文譯為德文，成了德文的規範﹔而廷
岱勒 (William Tyndale)譯聖經為英文，其莊嚴華美而清晰的獨特風格，
不僅是以後其他譯本的根基，也影響了英國文學﹔奧理維坦
(Olivetanus) 等人譯成了法文聖經，影響了法國文學。在近代遠方宣教
運動中，英國宣教先鋒維廉克理(William Carey) 到了印度，把聖經譯成
了孟加拉文，影響了孟加拉文，並且奠立了其文法的範格。亞洲第一位得
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0，以其作品
詩祭獲 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是印度詩人，亦是受惠於維廉克理。這些不
僅是宣道信仰上的光榮勝利，也是文化上的久遠貢獻。這都是因為先賢們
對主的忠心，表現於工作的品質。

福音傳到中國後，產生了傑出的和合譯本聖經﹔因為當時的中國，已
經有傳統悠久的文字，雖沒有顯然可見的改變，但據胡適，周作人等學者，
譽為白話文的典型；羅香林稱其為超凡的巨作。這固然是由於神智慧奇妙
的啟示，而與當時譯經學者嚴謹認真的態度，也有極大的關係。參與其事
的宣教士們，是學有專長的漢學家， 如翻譯四書的理雅各 (James
Legge)，實在遠超過今天華人學者的水準﹔而且輔以中文顧問，其中有像
稱為“長毛狀元”之才王韜那樣的人。他們虛心求真，每有辯疑，常徹夜
不休﹔根據當時的人說，有時爭議之聲，會達於戶外。這是因為他們愛主，
愛華人，務求作到盡善盡美，能有那樣的成就，是因為他們知道是事奉主，
所作的是關係教會信仰的百年大計，必須作到最完美，有那樣的要求。這
是何等的可敬，真值得效法。

       譯經要準確
對神的話首要的態度，是敬畏謹慎，轉化成行動，自然是譯經的準確

不敢改變；如果改變了，放縱恣肆，哪還有依違的標準！
一個重要的例子，該是對主耶穌復活的記載，因為那是福音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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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復活日的清早，墓門的巨石開了，現出了張著大口的空墓。對於這
一事實，符類福音原文用的是 pokulio (太二八：2 可一六：3,4  路二
四：2)。 這是說到見證者看到的現象：“石頭從墓門滾開”；英文 KIV
以下大都作 rolled away，  都不表明是看到滾開的動作。   約翰福音
所用的，卻是另一個字airo (約二 O：1,2)，英文作taken away，和下文
馬利亞向使徒報告主身體被挪走是同一字；和合譯本作“挪開”，是說搬
移：不是把石頭從墓門前的槽溝中滾下去，是挪到另一處，搬到上方去，
顯明困難得多，不是地震等自然現象所致。這是正確的翻譯。新譯本則分
別作“移開”和“搬走”，雖還不失原意，但是不必要的同字異譯。思高
本也是一樣。呂振中譯本作“挪開了...取了去”，又是不同譯。新舊庫
譯本倒是跟和合本同。

主耶穌治好癱子的事蹟，記載在馬可福音第二章，和路加福音第五章
是說四個人把那病人抬來求醫，見到人多擁擠，上了房頂，拆了房頂，把
癱子縋到耶穌面前。但路加記載，所有中文譯本都作“從瓦間”把他連褥
子縋到當中，正在耶穌面前(路五：19)。 瓦頂房要有相當的坡度，抬癱
子上去，既困難又危險，且不談失足踏穿瓦墜下去。路加到過加利利，他
是加意“詳細考察”(路一：3) 的史家， 自然知道當地的房頂， 是平的，
不是瓦的；英文 JKV和 RSV譯本均作tiling，未必是我們通用的瓦；可用
於石板，而且那字與thatch同源，可以用為一般屋頂，適應性就廣了。

       直譯或曲解
不過，準確並不就等於直譯，直譯仍有可能曲解。
馬可吐溫 (Mark Twain,  本名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

1910)晚年對神抱怨，也因而挑剔聖經。他認為神過於嚴苛，對“隨地小
便”的人要處死刑。聖經有這話嗎？有的，在撒上二五：22  王上一四：
10, 一六：11, 二一：21 王下九：8原文有 shawthan 這個字，英文 KJV
譯本作：“I will cut off... that pisseth against the wall”，直
譯是“在牆上小便的人”，中文則譯為“男丁”；誰都知道其意思，但無
礙於挑剔的人。 可見如果人不是存敬畏的心，真要明白神的話，直譯也
不是沒有可攻擊的弱點。  

       文化與環境
聖經文字中，最晚的也近二千年了，文化有相當的變易；何況聖經著

意於使當時最初的讀者了解，與我們的領受有相當距離。因此，我們要時
時著意，譯經如此，讀經如此。

且舉日常生活中的用餐吧，中文常譯“坐席”( 太九：10 路一四：
7)。那不像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的傑作“最後晚餐”，
坐在有檯布的餐桌；更遠非中國式的坐席碗筷或鼎食的形式。當然，選擇
“首位”也完全是另一回事。欹臥的用餐方式，使“同我吃飯的人用腳踢
我”(約一三：18) 更方便，用香膏膏耶穌的腳，也不必鑽到桌子底下。

在中文請帖上，舊例有“恕乏价催”字樣，屬於客氣話。
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耶穌所說天國筵席的比喻， 3節：“就打發

僕人去，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赴席，他們卻不肯來”，以致作主人的王動怒
聲討。如果依今天的標準，似乎不民主，罰亦過當。不過，舊時沒有鐘表，
但人力不缺乏；請客要先約某日，等一切預備就緒，至時再“价催”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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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僕人去催)，也是尊敬的表示。答應赴席的人，絕對有義務赴約，能動
就得前去，否則是對主人的羞辱，更不用說借辭推諉了。所以應召而奉請
不到，確有動怒的理由。

這是文化背景的問題。該遷就到甚麼程度呢？譬如說，可否譯為“催
請”？譯經是否可變成釋經呢？就大值得商榷了。

       文化與語文
我們且思想另一個例子。
1954年，福音傳到荷屬新畿內亞的 Irian Jaya(今屬印度尼西亞)。

那裏的土著，仍然在石器時代，不知道山外有別的世界。聖靈大能動工，
在二十五年間，建立了一千五百教會。當然，他們需要聖經。但在譯經的
時候，宣教士們發現，有很多事物和觀念，對土著信徒都是新奇的。連些
最簡單的事，就如主耶穌說：“我是生命的餅。”(約六：35) 他們根本
不知道餅是甚麼，因為那裏的人，一生都吃甘藷；麥子都沒見過，麵粉和
餅哪有辦法說得通？因此，當時的譯經者，就決定譯作“生命之藷”。那
麼，聖餐怎辦？如果進口聖餐用的餅，那些單純的人，會以為那餅有奇妙
的能力；因此，決定用當地出產的甘藷守聖餐記念主。(見于中旻譯：世
外人)

這是否太過於遷就環境呢？是否還能夠算信譯？甚時候犧牲“信”而
求“達”？更該考慮的是，如果太注重權宜而忽略了“信”的原則，還剩
下些甚麼叫人能夠信？

無論如何，我不認為這是個好辦法。中文聖經翻譯，就把“生命之餅
”作“生命之糧”；因為“糧”是個概括而不是取代的專指的另一個字，
就像“吃飯”並不是恰與原字相等，但不違背翻譯原則。

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 說到有個土
著民族，部落家庭中最有權威的人是舅父，作父親的全不受重視。說到信
徒對神的關係，該如何翻譯？沒有誰敢決定譯作“天舅”。他們的解決辦
法，是先教育土人，說明生理上父親角色的重要，信徒才慢慢能領受神是
“天父”的觀念。同樣的，生在今天社會中的人，對於“王”，“父親”
的觀念，跟從前也有不同。

中文和合譯本聖經，自然也不能例外。有些語詞，直譯傳不能通，而
只有遷就環境。

       一字數義
因為文化背景的關係，一個字可能有幾種不同的意義，在翻譯的時候

有時也就需要把不同的字譯為同一個字。
主耶穌問法利賽人：“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大衛被聖靈

感動，怎麼還稱祂為主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仇
敵放在你的腳下”。’”(太二二 : 42-45)所引的是詩篇第一百十篇，英
文 KJV 譯： “  The LORD  said to my Lord.”LORD  是 the sacred
tetragrammation“YHWH”代表神，全用大寫，在中文常譯“耶和華”；
而 Lord ('Adon)，是 Master的聖名；  lord則是用之於人的一般敬稱，
中文則譯“我主”或“主”。在新約聖經最重要的字 Kyrios，是希伯來
文中的 Adonai(Yahweh, Jehovah)的翻譯(弗六：5 西四：1)；另一個字
Despotes，也譯為 Lord，中文譯“主宰”(猶：4)，是指上帝；同一字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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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買他們的“主”(彼後二：1)，  則是指主耶穌基督。(Lord源於 Loaf-
ward，主管麵包，很有趣。)

一字多義，有時是不能避免的事；但不該為了變花樣，任意增加。看
看古人對神的敬畏，煞費苦心表於文字，真值得我們敬佩。

       這一代人在作甚麼
正像英王雅各一世(James I)所說的，如果我們期望會有一本完

美的聖經譯本，也許永遠不會出現。但感謝主，你我手中所拿的，是接近
理想的和合譯本，是先賢多年辛勞的心血結晶。如果我們不能改進，只要
忠誠保持，就是很好的事。如果要想改進，需要確知該改的地方，是改進，
而不是改退。更要緊的是知道自己在作甚麼，是為誰作的。

但今天的現象告訴我們，確有人在為了改聖經而改聖經。在臺灣，曾
經有人撰寫了長篇大論，指斥現代譯本是魔鬼的作為，因是非基督徒的工
作﹔這自然未免有些過分了，因為不明人家的動機，難以遽下結論。不過，
如果以暢銷營利為目標，說是膽大妄為，則不遠於持平之論。

對於現代譯本或別的新譯，如果只是意譯，而不自稱是標準譯本，我
們可以從寬度衡，因為那只是概述大意，就像看演義小說，不能期望其盡
符合歷史事實，讀俚語俗話，沒法子講究文法和邏輯思維。兒童聖經或聖
經故事，都不乏這樣情形。但如有某種譯本，期望被聖徒接受為聖經，當
作神的話來讀，來遵行，那完全是另一個水平了，因為那是聖言啟示，必
須完美無誤，在文字表意上都有此要求，不能低於這個水平。

       幾個中文新譯本
比起英文譯本來，中文譯本在數量上少得多，在品質上也差得多。其

中新舊庫譯本和呂振中譯本，出版已經有年了，算不上新，但還是在和合
譯本之後，所以也置於“新”列﹔二者的共同點是拮屈聱牙，注定沒有宣
讀的功能，所以也就流行不廣。但其立意保持對原文忠實，至少是沒有故
意不忠實，而且也避免了使用成語，可算是其優點。至於王宣忱譯本新約
和蕭鐵笛譯本新約，發行既不普遍，也少人注意。天主教思高學會的譯本，
則有其一貫的文白羼雜特點，叫人讀起來感到相當吃力而痛苦。還有此譯
本有個特點，就是把演繹當翻譯，例如﹕在以斯帖記中，竟然給末底改穿
上了“龍袍”(斯六﹕8,11)﹗翻譯到這等地步，還有甚麼好說的？顯然這
遠遠超過了意譯的範圍，實在像是說故事騙小孩子的作法，稱為“曲譯”
可以名副其實。當然，這種例子，還真有許多。

比較算得上新近出版的，還是天道聖經新譯本和現代中文譯本。從前
天道的聖經新譯本，在試版時得了相當多的負面評判，後來的版本改進了
不少，差不多以可讀了，只是也改退了一些，仍有不通順的地方。實在說
來，是中文修養的問題。

順便提一件多年前的舊事。當我在文宣社工作的時候，因為美國那時
還沒有中文植字設備，把稿寄到外地代排，是託一位朋友代作。文中講到
凱撒手下的頭目們，想要爭取“紫袍加身”，因為西方古時是以紫色為尊
貴的王者衣著。朋友看了，以為不妥，好心代改為“黃袍加身”，只是與
原來“Caesar’s Purple”不同了。這樣，翻譯不僅是文字，也有關歷史
與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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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的應用
    至於現代本，除了已見的評論外，其特著的缺點，是太愛用成語

或典故。為甚麼這算作缺點呢﹖
顧名思義，成語像成衣一樣，套用起來，有時不恰合宜。在古典作品

中，全沒有成語﹔因為成語是有前人用過的，各有其背景，如辭源，辭海
等辭書，可以查知其難以盡適應用；至於英文的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經注明其使用出現的紀錄。這樣，就得要增加解釋的負擔。
而且愛用成語，是不成熟以至懶惰的記號，所以必須避免用於創新的思想，
於神的聖言啟示，更不應該了。至於四字句型，在駢儷文體中，雖然華美，
但前人早就指出其華而不實﹔如果間用於白話文，顯得格格不入，會突現
諧笑的效果，在經文中自然應該避免，是顯而易見了。

在和合本裡面，據筆者自己查知，只使用了兩個成典﹕一個是“首級
”在士師記第七章，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九章，撒母耳記下第四章，列王紀
下第十章，歷代志上第十章等處，意思是“人頭”，盡可簡單明瞭的如此
直言，像別的地方一樣，不知為何婉言，借用秦制“斬敵一首，加爵一級
”的事。另外有一“崩”字，是說君王之死，如山陵之崩，只出現於以賽
亞書第六及十四章，對猶大國的烏西雅王，和亞哈斯王特加尊崇，很難看
出有何必要，卻給人誤意為“崩潰”。事實上也確有人這樣解說，增加了
不必要的錯解，雖則也頗有意思。

現代譯本中的成典可多了。這可不能推說所根據的原文版本有問題。

       改字的商榷 
近來新版(不是新譯)聖經，發現有些字改了；雖只些微變易，但其輕

忽草率態度，絕不應該漠視。因為如果任誰都可改聖經，華人教會哪裡還
有共同的聖經？教會裡的一點混亂也嫌太多，華人教會絕不缺少混亂，倘
再加上沒有聖經標準，各人自說自話，將是多麼混亂的局面？

現在的改字，還不算太多，其中大部分是譯名，也有另外些微小改易
聖經公會新標點和合本“說明”了其“內文沒有修改”，只不過是有“和
原來不同的地方”(見頁 4“說明”，請不要挑剔發笑)。頗似政客說的：
“我沒有錯，但願道歉。” 

那些“不同的地方”，大部分是該改的。除了體例，形式之外，“說
明”中的

其三“用現代通用的字”﹕卻例外的保留了猶大列王的老毛病，“邱
壇”還沒有除去。其實，該用“丘壇”，就是說，人在山丘高處隨便築的
祭壇，不是出於神旨意的﹔這樣，一看就能懂得。因為從前的人，寫字要
避諱，“丘”字是至聖先師孔子 (名丘)的聖諱，必得改用“邱”，現代
哪還有必要﹗

其四甲，“不雅的譯名”，採用“呂便”代替“流便”。很難說“流
”字有甚問題﹔高山流水，豈有“不雅”之處﹖如果有了不雅之罪，聖經
中還有猶流，哥尼流，革流巴，豈不都要一一改過﹖倒是“便”字有不便
之處，應該改為“本”字。不過，要改就得統改。“便”是  (Ben)的音
譯，是“兒子”的意思，如﹕便雅憫，便哈達，便俄尼，便戶珥等，可說
是本於某 (某人的兒子)。不妨統改為“本”，不僅顧到了音意相近，在
以後編製索引時，也會便利。關於譯名，以後還要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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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乙，“改動容易誤解的名字”。“尼哥底母”之所譯如此，我猜
想是譯時想到了與“重生”對待的效果，所以採意從母體來的老根柢。我
可能猜錯，不過那無關緊要，儘可不必注意。如果要改自然很好，但可否
不用表示情感的“慕”字，而作“尼高德模”或“謨”？也不要忘記，還
有個阿尼西母，雖然出身奴隸，並非不重要人物，應該一併給他清楚界定
性別才好。還有別的男性“母”(如：米母干等)，順便也改吧。

其七“代名詞的第三人稱，男性和共同性用‘他’，女性用‘她’，
動物用‘牠’事物用‘它’使讀者容易辨別。”其實，物與事都可以用“
它”，不必加以界分，甚少有混淆的問題﹔倒是區分太多，會產生問題。
例如﹕在新標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中有“她們”用於女性多數，那麼男女
的共同多數該怎辦﹖天使，鬼魔呢？物或事的多數又如何﹖其實，在這種
情形下，應當一概用“他們”，誰都可以放心，絕不會男女顛倒，物人互
變。在英文中，也沒有特用於“她們”或“它們”的多數。至於在第二人
稱“你”字的分別，更是全無必要。

說到人名和地名，聖經跟其他的地區，都有以人名地的實例，例如：
美國所有各州，都有地名“華盛頓”；但必須地與人二者相同，才可以一
望而知其關係。新標在列王紀上第十七章 24節：“暗利用二他連得銀子，
向撒瑪買了撒馬利亞山，在山上造城，就按著山的原主撒瑪的名，給所造
的城起名叫撒馬利亞。”看看這裡，人名避用“撒馬”，可算是有見識，
因為“撒馬”是撒韁任馬奔馳的意思，人人都能看得出來。只是前“瑪”
後“馬”，很難表示和“原主的名”的關係，實在弄巧反拙，全沒有改變
約定俗成“撒瑪利亞”的理由。

以上所舉的，都只是在新標凡例“說明”的範圍，都搞得說而不明，
適以表現其自作法而犯法，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且這些都不屬
改譯大事，也算不上修訂小事，只是編校末節。但在主的事工上，即使是
末節，也不能馬虎從事，必須要戒慎認真。既是末節，其數也必繁多，且
不去多說吧。

            
        說到譯名的問題
聖經譯成中文後，有些人在釋經時，對譯名也取析義法，而望字生義

一個個字來解釋，這樣有時不免鬧出笑話﹔知而偶然為之，無傷大雅，終
究不是釋經正途。不過，中文不同於一般拼音文字，既是單音，又各有其
獨立的意義。在譯經的時候，遇到需要音譯，譯者必須選用某些字，或避
免某些字，積而久之，就形成了原文跟中文之間的約略對等的意義。

前面已經提過了，和合譯本中所用的“便”字，常是“兒子”的意思
(筆者在此建議統改為“本”字)；同樣的，“巴”字是“本”的變音，所
以同樣用法，例如﹕巴拿巴，巴拉巴，巴耶穌，巴底買等，都取同樣的意
思，並不是信手拈來的偶然事，而是以“巴”代“爸”，以照原文一樣，
說明其人的爸爸是某人，這在中亞地區，是習用常見的，表明親子關係。

還有“耶”古時同“爺”字，熟知的如杜甫詩“兵車行”中有句：“
耶娘妻子走相送”。因此，“耶”是尊稱，而且說明親屬關係。在較早期
的中文譯本，神的聖名用“爺火華”，和合本用“耶和華”，也是經過如
此熟思慎選的結果。這樣，“耶穌”是救主，是生命的主，“穌”和“蘇
”同義，也就是甦醒，新生命。而“耶”，“亞”，“約”都是代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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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神”字，其中一個例子，是“哈利路亞”；幾乎沒有例外，或甚少
例外。

這些話說來像是鑽牛角尖，甚至引現今的人發笑﹔但所表現的是前賢
敬虔的態度，從事譯經的忠慎和苦心，多麼值得我們敬佩。當然，對於急
功好利率爾操觚的人來說，是可笑的不現實。不過，不同的心志，難免有
不同的出品，看看前人的工作，會使我們汗顏；噢，如果見人都有愧，還
想到要見主！

       略論教會文字
幾年前，跟一位朋友談話。他自己說有好作“文字警察”的毛病；這

倒不是說檢查或查禁別人的文章，而是說，他常好心的義務指出別人的錯
誤。在我們這個工商業社會裡，顧客永遠是對的，“警察”卻說人家不對，
其不受歡迎也者，豈不是當然的！

筆者曾寫過一本書，書名聖經與文宣﹕飛行的書卷，卷後的“附錄二
”，指出如果詞不達意，就會以詞害意，成為傳通上的攔阻。這些教徒不
通的“行話”，有時會叫人臉紅。現在發現，那些本來該臉紅的字眼，用
者並不臉紅，卻安之若素；如果有錯而憚改，或自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只希望積非成是，甚至聞過則怒，可真不是好事。這種不健康的不關心，
看來頗似是教會的風氣，對文字事工的前途，會有防礙。

現在我不想重複已經說過的話，但是不能自禁的看到那些不通的“行
話”就感覺難過；捫心自問，這不是好挑剔，而是愛人以德，關顧肢體，
願意人得到建立；而且文章寫得少些毛病，豈不是你自己好？至少也該想
到在印行時小心，以免造成教會“公恥”。這裡只提出幾個重要的字：

“侍奉”是親身在旁伺候的意思，如送茶倒水，幫助人吃飯，或進湯
餵藥等，養疾侍老﹔“服侍”也限於類似的行動。“事奉”則是仰事尊
上﹔“服事”見論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仰事
天子；並不限於身體的行動。神不會變老，也不會生病；人不能，神也不
需要人的服侍或侍奉，其理不難明白。譯經的前賢沒錯。

“委身”的常見用例，“委身下嫁”﹔“委”是“隨”，“置”，或
“託”的意思，不能用為代替“奉獻”的新詞。曾有人問﹕“是不是可以
取委棄 (abandon) 的意思呢﹖”我以為還是不可以，因為“委”委實沒
有敬意，那只是“花鈿委地無人收”(白居易：“長恨歌”) 的用法，到
底不一樣。奉獻的意思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不止是身。而且
奉獻含有敬意，這是缺不得，改不得的。如果有人擇所偏愛，執定要用“
委”字，倒是可以用“委命”( 見三國志.魏志“劉放傳”：“將軍宜投
身委命”)﹔至於“委身”一詞，委實用不得。

另一個常被用錯的詞是“托負”，看來似是用手托起，用背負的意
思﹔但使用者實在要說的是“託付”。這只是意思表示的錯誤，但是差得
太遠。“托”和“託”雖是同音，但並不同義﹔“託付”是把事物交付給
人，而“負”則是負義。如果說，在簡體字中“托”“託”相通，其實用
簡體字也只能“托付”，不會“托負”。那麼，“托負”便是說把所受託
的事辦砸了，那叫作“負託”！

再說一個詞是“醫治”。說來也妙，這個複合詞，兩個字義相同，拆
開來說其病“得治”，是說給醫好了﹔“不治”，是病不好了﹔只是不好
說“得了醫治”。和合本譯成了這樣，教會中人也這麼樣用，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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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ed  直接翻譯過來的，但是一般人民聽起來，看起來，總覺得怪蹩扭
的。事實就是這樣。我們不是要傳通嗎﹖那麼就不是要爭誰輸誰贏的問題，
執意我定不認錯，就是不錯，改作通用的“得癒”“痊愈”，或說“醫好
了”，以至乾脆“好了”又有甚不好的？

經文以正確易懂為原則，特別是通用語詞，應該儘量避免別出心裁。

       一文兩制下的中文
猶太人亡國分散了兩千多年，產生了“意迪識”(Yiddish) 語文。相

似的，中國海峽兩岸對立了半個世紀，自然就產生了“一文兩制”的不幸
現實﹔加上海外分散的“邊際中文”，其難以統合的情形，是秦始皇老先
生都無能為力的。不過，我們以基督教文字工作者的立場，還是該有澄清，
至少是有持正的必要(我不是說救中文以救華人)。且舉幾個不像話的例子：

您可曾知道“太平洋盆地”這回事？如果不曾見過，可算有幸﹔只是
大約見過的人不少。這種譯文詞兒，真可算一語驚人。因為太平洋會有“
盆地”，不但是地理上，事實上的不可能，也是邏輯上的不可能，就像是
“圓的三角形”一樣。不必有高深的地文學知識，誰都能知道，“盆地”
是地而形如盆，平坦而周圍高起。海洋絕不是陸地，所以沒有人可以造出
甚麼“太平洋盆地”？可用邊緣，沿岸，周圍，地區，甚麼都行，就是不
能夠用“盆地”，連太平洋底下都不可以。

還有一個流行詞叫“觀光工業”。其實你我心中有數，那並不是工業
其實，應該叫“企業”，“事業”，或只稱之為“業”；如果要膠柱鼓瑟，
必定統一譯詞，必然會遇到許多麻煩。

還有相對詞的使用，也得注意。常有人以“數量”和“質量”來對
稱﹔“數量”當然沒有問題，但“質量”是甚麼﹖是“質”和“量”二者
的合稱，如說“質量並重”；可絕不能用以跟“數量”相對﹔適當的字是
“品質”。至於以“宏觀”和“景觀”對稱，是造成傳通上的迷失。“宏
觀”，“綜觀”不難了解，誰說得上“景觀”是怎麼回事﹖如果“綜”是
綜合，“綜觀”的對稱應該是“析視”﹔如果“綜”是整全，而對稱則應
該是“局部”。又如許多年來，我們習慣來用“鎖鑰”對稱，“鎖”字自
然大家都懂，“鑰”是指“鑰匙”﹔但是晚近有不少人用“鎖匙”一詞，
到用簡稱時，竟以“匙”來代“鑰匙”﹗實際上“匙”是湯匙或茶匙，用
來開啟任何鎖，都難開解得來，怎麼會通呢﹗

儘出新詞而成為不通，而傳不通，真不值得。當然，人人有創新鑄詞
的自由，但人人也有分辨採擇的自由，盼望我們知道如何作正確的選擇。

在教會歷史上，譯經的文字，常影響各種方言文學發展。路德的德文
聖經，啟導德文的發展；英文聖經，法文聖經，孟加拉文聖經，都對其本
國語文發展有啟導作用；還有許多種的部族語文，宣教士制訂書寫文字，
所譯的聖經是他們的第一本書，自然更不用說了。在某種程度上，中文和
合譯本聖經，也是如此。1807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來華宣教一百周年和合譯本新約全書出版；1919年，和合譯本新舊約全
書聖經出版。這段時間，剛在白話文運動發展成型之前，也受和合譯本聖
經的影響。

二十世紀初，中文譯經(部分或全部)有二十七種，加上九十九種方言
拼音譯本，包括十種方言，其混亂的情形，可想而知，信徒莫衷一是。感
謝主，經中西學者的協力，得見和合譯本問世，聖靈動工，教會奮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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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廣傳，正像靈火由天降下焚燒，印證神悅納所獻的祭物。今天，我們應
該珍視這給教會的賜福，與領導文化的光榮使命，不能輕易放棄責任，也
不能自壞長城，破壞和合譯本。

       不經之言
近年印刷技術進步，譯經受迫害的事，大致少見，出版也自由，不必

再付生命的代價，還有利可圖，譯經就多了起來。
近年來，西方社會有種現象，就是廢棄標準，以放縱為自由，藝術如

此，音樂如此，語文也如此。有些教徒，使聖經也跟著時代跑，只著意傳
通的效果，而不顧所傳的內容；於是，有意譯聖經相繼出現，翻譯理論也
趨向意譯。所有出品是近似聖經，近似真理，都是真理相對論的後果，當
然不是好事。

現代中文譯本，是根據這樣一個意譯本間接譯出來的。如果只用來放
在案頭參考，或作消閒閱讀，誰也不會說是有傷大雅；但若要取代和合譯
本，在教會宣讀，而不明說是仿譯本，則是另一回事。有的人欣賞其易懂，
合我心意的就是真理，但易接受的不是真理，算不得好事；多數人卻搖頭
嘆息，以為有的地方，比起 Living Bible的意譯更自由， 更大膽，更任
意的加添刪減改易，哪還有忠實的譯者風範，慎敬的譯經態度！

就以開頭來說：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創一:1,2和合)
太初，上帝創造宇宙，大地混沌，沒有秩序。怒濤澎湃的海洋，
被黑暗籠罩著。(創一:1,2現)

“起初”跟“太初”並不是一回事，讀中文聖經的人都該知道。而“
天地”跟“宇宙”比起來，哪個更容易了解？這且不說。“宇宙”的意義
是甚麼？淮南子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換句話說，是空
間與時間的綜稱，只是借指天地。有甚理由不直言天地？

再看約翰福音：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
(約一：1,2  和合)
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經存在；道與上帝同在，與上帝相同。在太
初，道就與上帝同在。(約一：1,2  現)

任何人都可以比較，更現代，更進步，更容易了解地方在哪裏？至於
甚麼“怒濤澎湃的海洋”，連在 Living  Bible 裏面都找不到，是任意
加添上去的；特別是“海洋”，尤為莫名其妙了，因為海洋是在創造過程
中的第三天才有的，違反邏輯次序，是不經之言，如此亂來，讀了豈不該
怒？至於英文 Living Bible 說明是意譯本， 有時且在仿譯的邊緣，不
必多去說它。

現代本譯者似乎有種抑制不住的，愛加形容詞的傾向。這種文人早期
意型，似難避免；但加進經文裏，就不可原諒，不該允許了。例如：“你
為甚麼生氣？為甚麼愁眉苦臉？你要是做了正當的事，你自然會顯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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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雖然稍嫌冗贅，還算不錯的文句。但那不是小說。猜得出是甚麼
話嗎？是現代中文譯本的創世記第四章 6,7節，是借用“耶和華”的聲音！

創世記第三十九章 6節：“約瑟原來秀雅俊美。”現譯本說：“約瑟
體格健壯，英俊瀟洒。”接下去：“不久，主人的妻子向他頻送秋波。”
這典故出於朱德潤詩：“兩面秋波隨彩筆”，現在少有人記得出處，只是
習用成庸俗。這種字句，現代的言情小說都嫌肉麻陳腐棄而不用，竟然有
人拾起來放在聖經裏！現代嗎？

也就在創世記第三十九章，記載約瑟的事蹟，和合本記得非常認真而
且好，其中有個重要的字：“手”字。  英文 KJV裏也都有。可惜幾個新
譯本忽略了。

波提乏從以實瑪利人手下買了約瑟。(1節)
耶和華使他手裏所辦的盡都順利。(3節)
主人把家中一切都交付他手。(4,6,8節)
約瑟把衣裳丟在婦人手裏。(12,13節)
司獄把監裏的事交約瑟的手。(22,23節)
還有在這以前，的“不可下手害他”(創三七:21,22,27)，以後，他

的手上戴著法老“手上打印的戒指”(創四一:42)。
手，表示所有，管理，引導，也表示掌握把柄。約瑟落在人的手裏，

服在人手下，手中作事殷勤忠心，更有神的手引導他。這不僅是文學上的
美妙，更也有解經上的重要性。現譯本見不及此，或另有見解，無緣無故
給改掉了，豈不叫人覺得可惜！

你不感覺意外吧？譯者好像專跟誰作對似的，以“逢美必除”為原則
凡是好的都刪去了。這才叫“現代”？如果保留點兒，又有甚不現代了？
又有甚難懂？

說到這裏，就再看看“腳”吧。
腳，表示立場，行動，地位等。
“我的腳也沒有偏離你的路。”(詩四四：18)被改為“也沒有反抗你

的命令。”(現)
“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腳步穩當。”(詩四 O：2)給改成了

“他把我安置在磐石上，使我安全穩當。”(現)
“你使我的腳站在寬闊之處。”(詩三一：8)被改為“你把我安置在

穩當的地方。”(現)
初期教會把田產賣了，把所得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徒四：

35,37,  五：2)。 以後，欺哄聖靈的婦人，竟仆倒在“使徒腳前”，斷
了氣。現代本竟然改譯為把銀子“交給使徒”。

誰能夠辯解，誰能夠看出改譯的好處在哪裏？
再如“軛”在聖經中表示有工作，服事，權柄，婚姻等涵義。“把鐵

軛加在你的頸項上”(申二八：49)， 是說在敵人手下服苦役。所羅門王
崩逝後，以色列民向他繼位的兒子申訴，說在其治下“負重軛，作苦工”
(代下一 O：4)。以撒為長子以掃祝福說，到了將來強盛的時候，“必從
你頸項掙開他[ 兄弟] 的軛。”(創二七：40)主耶穌來，是使人得自由，
祂應許說：“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太一一：28) “
軛”是一樣的字，性質不同，所以可作對比。

但現代譯本卻定要改譯為：“你父親所羅門使我們背負重擔。”(代
下一 O：4  現) 又把以撒的祝福改為：“但當你反抗他的時候，你將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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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他的枷鎖。”(創二七：40 現)同樣一個字“軛”，竟化為不同的“重
擔”和“枷鎖”！

還有個可笑的例子：亞伯拉罕的妾夏甲，背著兒子以實瑪利走路。那
不是阿拉伯神話，而又是現代本，創世記第二十一章 14節。孩子多大呢？
他出生時父親八十六歲(創一六:16)；以撒出生時，他十四歲，到以撒斷
奶的時候被逐，古時候斷奶遲，不少於三歲。約十七八歲的以實瑪利不僅
沒有殘障，而且十分強壯，還要母親背在肩上，豈有此理！(創二一:14
現)

翻譯的通例，是同字同譯，除非為了修辭上的必要，或避免不便及引
起誤會的同音字，總不該另譯，為了一貫理解的好處，和編輯索引的方便。
這樣違背翻譯常規常理，叫人信不下去。原因在哪裏？規範在哪裏？真是
玄而不妙！

有一種人，不能分辨音韻或音色的差別，並不是聾子，卻是音盲。譯
者該能懂得文字的美，但恐怕過分低估了讀者分辨文字美的程度，才弄出
這樣乏味的譯作，反說是為了給現代人容易讀得明白。

聖經到底原是古代語文，到現在，最近的也將二千年了。真理是不會
變舊的。有些名詞倒也不必完全趨新，應該保持文化環境的關聯。就好像：
“主”，“拉比”，“大人”，“夫子”，“師傅”，都改成了現代通用
的“先生”，反而不能接近原來表達的人際關係。至於官職或專業稱呼呢？
文化時間不同，只能採用相近的譯名，沒有剛好恰合對等的。“巡撫”既
不恰稱，“總督”就對了嗎？不見得。即以中國重要的丞相來說，歷史有
稱相國，有時稱中書令，內閣大學士，都是一職，要看甚麼時代而定。
President“總統”固然可以作為政治領袖的銜頭，但早些年還不過是軍
營中級頭目，更可譯為現代商店的老板；國家元首的原稱是“伯令璽登德
”呢！我們在不同的時代，改之不盡，不如仍其舊為是。“硝皮匠”是種
行業；現譯為“皮革匠”就非古非今了。又如：聖經記耶穌在世所說的話：
“大利大古米！”(可五:41)“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太二七:
46) 都不是新約的記錄文字希臘文，顯明不一定限於當時所習用的話。這
原則不妨應用到今天的譯文。

這些只舉了極小部分的例子，都是從最基本的原則來說，幾乎是無可
置辯的常識性字句。至於修辭造句上的差異，語詞的正訛，真是難以盡舉
了。當然，這不是說現代譯本就一無是處。因為譯文再好，也不過是傳達
原文的意思；而聖經本身是至美至善的真理，只要忠實傳真，不自己添油
加醋，自然是佳妙。因此，現代譯本的比“舊酒”差得遠。

在修訂過程中，問題最小的該是譯名。一般以約定俗成為宜。現代譯
本好像不知道譯文詞彙該先列表對照，定個標準，哪些改，哪些不改，如
何改法。給人的印象是十分草率從事。

現代本對“他施”這地名的處理最差勁。也許是因為難以確定其地域
就譯成了“遠方”；“他施船隻”分別譯為“遠航船隻”和“大船”(王
上一 O:22  二二:48  代下二 O:36  詩四八:7)；或乾脆不譯 (代下二
O:37)； 有時卻改譯作“西班牙”(創一 O:4  詩七二:10 賽二:16)；而
有處“他施的船隻”卻改為“在海洋上的水手們”(賽二三:1)。這算是哪
們子事！

有的地名古時和現在不同，最好是加注；如果是譯音，改照今名自然
不會有多大問題。但如果名字是改了的，就該照當時的情形，用當時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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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最多加注今名。假使聖經中出現了“伊朗”，“孟加拉”這類地名，
就變成額外“預言”了。顧況對白居易說：“長安居，大不易。”倘使改
成“西安居”，是否有些怪怪的？

說到譯名的音義兼洽，是一種藝術。如：“耶洗別”原名有“貞潔”
的意思，很恰切 (雖人不如其名)。改為“耶洗碧”是為了甚麼(王上一六:
31)？不改為是。

說到一節最為大家熟知的經文，也改得最使人痛心。約翰福音第三章
16節現代本改譯為：

上帝那麼愛世人，甚至賜下他的獨子，使所有信他的人不滅亡，
反得到永恒的生命。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  原譯)

你我可以沒有成見的判斷，但依音韻可誦來說，原譯就高明得多了。
現譯者想必很得意；不是常有人說過嗎？加上“那麼”二字，才可表

達上帝“so loved the world”。其實，不是那麼回事。看和合譯本，“
上帝愛世人”愛到一個地步，“甚至”把祂的獨生子賜給了世人，意思並
無不同，早已經含有“那麼”的意思在內，這是不難明白的，完全不需要
等近百年後出現的聰明人補正。而“獨子”在讀音上不如“獨生子”，雖
然沒有必要堅持著意“生”字，(並沒必要避免吧？)但不要“永生”，而
改為“永恆的生命”，用字上也不如原譯。而“不滅亡”自然聲韻上遜於
“不至滅亡”；“反得到”也不如“反得永生”。原譯不僅簡潔明白，而
且聖經用於是宣讀的，從前的譯者在這方面遠勝於我們。

歸根結柢，現代譯本叫人失望，非常失望。
如果一般文學書籍譯得如此，在編審那裏恐怕難過關，沒有跟讀者見

面的機會。顯然的，這不是詳盡有系統的討論。正如貝肯(Francis
Bacon)說的：“有的書只可淺嘗。”當然，聖經還是要多讀，詳讀的。

中文的基督教文學水平，一般都認為不高。但現代譯本弄到這樣，只
有加深負面的印象。有人讀了現代本，有不想再讀下去的感覺。也有人引
用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話：“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二三:34)

啊，但願他們能曉得，能相信聖經是神的話，願聖徒能選擇聖經。
話得說回來，這不是說現譯者的低水平，只能說，沒有高到和合譯本

的程度；和合譯本能得教會普遍肯定，得聖靈的印證，確實並非無因。聖
經內容體裁既有限制，譯本高到一定程度，可以改進的限度就很小了。如
果為改而改，為求異而修，只有弄巧成拙。雖然我們同情事業上表現的需
要，但合宜的辦法，只確知有其必要，非有感動，不要改動。在別的語文，
也莫不如此。

1611年的 KJV欽定本聖經，  有百分之九十是 1560年出版的日內瓦
聖經，雖然時間已過了半世紀，而且是集合全英國的精英努力另譯。就是
以後到現在，所有英文聖經，至少都有百分之七十跟日內瓦譯本語句相同。
至於 KJV欽定本，修訂已經歷有五次，所改動的，不過是字的結構，或字
義因時間變遷，避免誤意，才可加以修訂；除非真不得已，不該別有動因。

       聖經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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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前，在一個博物館，見到谷騰堡四十二行聖經。德國人谷騰堡
(Johannes Gutenberg, c.1390-1468)約於 1456年在歐洲發明了活字印刷，
首先印的是聖經。那近五個半世紀的古老印刷機印出的書，用人工著色，
十分精美。可見其敬業和敬畏神的態度，叫人不得不敬佩。在好些年前 ，
Smithsonian出版了一本講出版史的書，叫作 The Book of Books，(不是
講聖經“書中之書”，而是書籍史)，其中自然有聖經出版精美好傳統的
記載。

現在我們出版的條件好得多了，但中文聖經的品質反大不如從前。不
僅印刷差勁，而且錯字特多。有一次，我發現手上的聖經邊緣不勻，原來
頁旁的卷名竟然有一字是貼補過的！而裏面有張插圖印著“腓力比書”！
這明明告訴我們，品質管制是多麼不認真，多麼不負責！而叫人難以置信
的發生在聖經上面。如果我們買來送人，會給人家甚麼印象？

但聖經公會，卻好像為改聖經而改聖經。不知為了甚麼，在內文標題
上用起工夫來。詩篇第一百十九篇，大家都知道屬於“字母詩”，每八節
由希伯來的一個字母起，從頭到尾依次用了所有二十二個字母，無從加分
題。但在多年前，排印二段式聖經的時候，多出了些標題來。有位朋友指
給我看，覺得莫名其妙。看看這樣的字句：“謙受耶和華命令者學習智
[原印]識”，“仰望耶和華判語者不致蒙羞”，“盼望耶和華應許者救出
逼迫”，“遵 [原印] 敬耶和華訓誨者不容欺壓”，“愛慕耶和華律例者
免除懼怕”，“敬愛耶和華誡命者立為公義”...更有一句“遵行耶和華
燈光者免入網羅”！誰能說得上甚麼是“遵行耶和華燈光”？不成話！差
不多每句都是亂按的，有的和經文的意思不符，有的是本句不通。我們知
道標題不是聖經原文有的，但加標題至少也該文義通順，這種半文盲的標
記，竟然出現在聖經上。且不談聖經吧，怎麼說，中文出版也不可以離譜
到這種程度，簡直成“不經之言”！

現代本對於同一篇的標題，雖然不說“一蟹不如一蟹”，實在也不敢
說好到哪裏去，只是武斷妄加，說不上甚題示；而在 81 及 145節，重複
“求主解救”，不知是甚麼理由， 何不多重複幾次？

在華人教會中有個毛病，凡是一沾到教會工作，就沒人敢批評，以為
是“沒有愛心”，大家都不肯負這惡名。至於洋人主持的機構，買辦心理
的陰影仍在，上面把出品交下來，華人信徒就只有捧場說好話的自由。願
我們在神面前負責，對下一代人負責，認真作事，說真心話。

隨筆寫來，不覺有點兒改小學生作文的樣子，似乎有欠恭敬，實在需
要請包涵則個。

說到這裏，我有這四句話逗您笑笑；若認真推解，就不那麼容易了，
看來難解，實用更難：

身穿龍袍   
牆上撒尿
生命之藷   
主管麵包
也許，這有點像猜謎，實際上是前面講過的翻譯故事，可以歸納出幾

個當注意的例型：
“身穿龍袍”見思高譯本，是任意的意譯，變成了曲譯；
“牆上撒尿”是膠柱鼓瑟的直譯；
“生命之藷”是原譯文沒有的語詞或觀念，如何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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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麵包”是原有語詞，延伸使用。
都是翻譯，搞譯事的人，如何取擇，不是容易的事。
翻譯必須靈感在這個框框裏打轉，找一個適當定點。要靠主的恩典，

要有中文的修養，把適當的字，放在適當的地方，譯出好的聖經，傳揚好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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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和合本修訂的期望

近幾十年來，每過一陣子，就會有人提出另譯中文聖經；而且確也出
現一些成品，至少是試版的樣品。當然，也隨之有些評議。這類評議中，
捧的有，貶的也有；但較引起大家注意的，還是貶的反應。由於華人的環
境，對於文藝批評還不習慣，常加上延伸的解釋，頗缺乏客觀的檢討，就
引致錯誤的結論，以為是幾個老不死的頑固分子，專於吹毛求疵，反對改
革；有的則以為我有老闆出錢支持，我行我素，而少想到這是關乎傳播信
仰的事，不僅是文化上的百年大計，更是有關靈魂和教會的永恆大計。

神，實在是有的。我們所信，所事奉的是主。作主的工作，應該有正
確的態度。所產生的，有最高的品質，即使難臻完全，也該最近於完全；
絕對不能只求廣銷，以類半文盲的產品應付。

實在說來，半世紀來中文聖經“新譯”，或以“忠於原文”為號召，
實際上不脫和合本的修訂。如果能夠直接說是修訂，雖然似大題小作，卻
不失實事求是。剩下的問題是：何時作？誰來作？如何作？

何時作？
幾十年前的華人世界，承軍閥分爭之餘緒，形成“非我即匪”的幼稚

思想形態；在基督教界，則加以宗派成見，各佔山頭，各畫陣營，根本無
合作可能。到今天，教會實在應該不介入政治上的統合，為政治服務；在
譯經事工上合作，要像在文化經濟上已經體現的合作一樣，凡有海水的地
方，用中文的華人基督徒，及時聯合，對修譯和合本聖經，站在過去巨人
的肩膀上，繼續作出貢獻。

誰來作？
在上世紀，集合多宗派菁英，高瞻遠矚，共同譯成的和合譯本，不僅

增進信仰的正確和深度，更成為當代語文的模楷。今天不同的“譯本”迭
出，不少信徒說，其實是和合譯本的小修訂；如其各行其是，各成一家之
言，何如捐棄私利私見，再作一次聯合，由聖經公會或類似組合，根據和
合譯本協和修訂？實在說來，天主教的語文學者，比抗羅宗為多；而洋人
的學者，又比華人多；傳統上，他們有水準的神學院中，多不教授聖經原
文，而以為預修科目。我們到神學院才每週上幾課，在工夫上如何能夠跟
人家相比？唯一可行之道，是集力共成。

如何作？
英國著名的語文學者，譯家韋列(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

譯過數種東方文學名作，包括在中文方面也很高明。他以為翻譯的成功，
對所譯的文字造詣，最為重要，因為那才可以有效表達；如果只顧標榜原
文如何，那又何勞翻譯？前面說過，天主教那麼多的原文學者，真正的學
者，但他們譯成的聖經，並不高明。讀中文天主教譯本聖經，不僅要參考
原文，還要借助和合譯本，否則不是讀不下去，就會更糟的誤解。如：思
高聖經學會譯本中，出現“摩爾德開(末底改)身穿龍袍”等例，簡直匪夷
所思！美國有些天主教會，信徒聚集或公眾聚會中，得使用英文雅各王欽
定本聖經，可為有力的說明。回到中文和合譯本，說來實際上需要考慮修
訂的，不過佔全文百分之五；以字或詞組區分，大約二百左右吧！如果先
就這些達成共識，同譯或異譯，作起來就容易多了。

這樣，我們不能不略談有效使用文字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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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譯經的時候，特別是翻譯生僻的文字，往往要先編字典，以供查
考。例如：耶德遜譯緬文聖經的時候，就是如此。連富善在翻譯中文和合
譯本之先，就已經出版了中文語詞字典，不僅幫助洋人學漢語，也可使譯
文用字前後一致。今天，作中文聖經翻譯或修譯的人，當然不必再如此辛
苦，不過，對於文字有相當修養，還是需要的；至少對於自己不確知的語
詞，應該請教於字典，以求無誤。我們都不是全知，但至少要知道自己所
不知道的。這才是對神對人負責的態度。

這裡舉出幾個原則，雖然不過是常識，希望不無值得專家們當意的地
方，以達榮神益人的目的。

通俗而避粗俚。語文學家趙元任先生，對於白話文有“話怎麼說，就
怎麼寫”的原則，但譯經總不能通俗到那種程度。李逵的聲口，絕不能入
經。常有時人用“出爐”一詞，當然是用於烘烤的食物，像“熱燒餅”之
類。可是，現在有“新出爐”的書，豈非怪事？甚至還見有“新出爐”的
官員，是否太滑稽？(除非是但以理書中的“三聖”)這種語詞，至少給人
不莊重的感受；如果見於聖經，就太差勁了。

上口而合邏輯。現代白話文，誰都知道不是三都兩京的文言，卻也要
謹慎，不為流俗影響。因為語言習慣隨時會改的，但成為經典，總不能常
隨潮流而改；有些語風，是不合宜的，千萬不要“落實”到聖經裡。有個
我們幾乎都用過的“質量”一詞，與“數量”對稱，其實是不對的；因為
“質量均佳”，是兼指“質”與“量”二者，意思是品質與數量。所以不
論其如何流行，總不能積非成是。

高雅而宜誦讀。自古以來，聖經不僅是為閱覽，也是為在公眾聚會時
誦讀的。中文與其他語文，到底有不同的地方。第三人稱代名詞的“祂”
“他”“她”“它”同音，聽起來該如何分辨，不能不予注意。和合本常
回復到本來的名字，以免誦讀的混淆。遇到同音的問題，中文有時加適當
的量詞，以資識別。和合本在這方面作得很好，時下的教會中人，卻常忽
略，推銷新譯本的宣傳品中，也有所見：“幾間”教會，是個誤導的有害
語詞，因為信眾正確的集合量詞，應是“幾個”教會，不好把人變成建築
物的“一座”教堂，用“間”則更為不可。又如：亞居拉，百基拉是“一
雙”愛主的夫婦，用“一對”則似是講動物。“一對鞋子”則更不是漢語
的用法。

合時而不反古。給現代人的聖經，語氣語詞合時，易於傳通，當然是
好的。但“夫子”改為“先生”或“老師”，則可不必。當然我們可以稱
“孔夫子”為“孔老師”，或“孔先生”，誰都知道完全是一回事，你說
一樣嗎？除非是為了“批孔”否則不會如此作。何況“拉比”並不過時，
何必堅持反古破舊？又如和合本的“巡撫”“兵丁”等詞，也沒有必要全
予以“現代化”；因為那些古時的官制，既是異地異代，督撫，太守，刺
史，並說不上甚麼差分，根本無從恰等對譯，還是以約定俗成為是，無需
反古化今。

信譯並非僻譯。有的新譯本，把“虛心的人有福了”，改為“心靈貧
乏的人有福了”。更有見樣學樣，也改為“心靈貧乏的人是蒙福的，因為
天國是他們的。”要說“心靈貧乏”，自然想到腹笥空洞，如當作是蒙福
的好事，必須另外大加說明才行。有誰不信，無論問一般學生，或作市場
調查，大概都會以為費解。至於“心靈貧乏的人是蒙福的”，難以誦讀，
也不易解，譯經不當先要加上解經，更是不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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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得說回來。和合譯本出版已經約百年了；如算新約，已逾百年。其
影響中國語文，是顯然的事。在這期間，中國語文變革，有些是教內人使
用的誤濫，已經滲入日常宗教術語。因此，在修訂的時候，需要嚴謹的把
關，不要讓其倒流入譯經。

和合譯本中使用不當的字不多。記得：過去，曾有“一口同聲”，早
已經改正為“異口同聲”了。還有得了“醫治”的說法，不幸流行成為宗
教術語或行話；實在是該“治好”(healed)，“痊癒”，或乾脆“好了”
都成，但“得醫治”並不確定表示恢復健康。

和合譯本開始籌畫，還是皇清時代，有必要照扭曲文字“避諱”的規
定：避帝諱，因皇帝名字中有“玄”字，把“玄孫”改為“元孫”；避孔
丘的聖諱，把“丘壇”(山丘高處築壇獻祭)換成“邱壇”。在幾年前，清
祚已經將終的時候，為了逢迎慈禧太后萬壽，恭獻聖經，自然有必要這樣
作。到和合本問世，原可不必如此了，意外的竟然照舊。如此，跨越了三
次鼎革，竟沿用了許多年，頗似“三朝元老”！現在，臨修訂的機會，希
望改正，免得讀者費解。

和合語詞中，在教會裡最廣泛使用的，莫過於“弟兄”，“姊妹”。
大概因“弟兄會”起，更益流行。不過，這稱呼，是用於多數，或不定對
象，並不用於個人；道理很簡單，中國人兄弟姊妹分得清楚。那麼，為甚
麼稱為“弟兄姊妹”呢？因為北方人稱“兄弟”即是“弟”的意思，“弟
兄”則可兼指弟和兄。稱一個人為“弟兄”，怎可習而不察？

還應該注意的，是字詞混用意義差異，出現在基督教的文宣中，已經
是羞恥了，如果進入修訂的和合譯本，增加本來沒有的舛誤，就實在是大
不幸了。只是為了預防，且檢幾個重要的詞來說。

神所不能作的事：求神“祝福”，不僅是可笑，而且是神不能作的。
神必然不會“祝福”。請不要誤會，以為我立意咒詛誰；其實是神不能祝
福。你會說，全能的神怎有不能作的？原因在“祝”，是“求”的意思，
至高的神，可怎向誰求？所以只能求神賜福，人接受神給的福分，而不可
以說是“求神祝福你”。和合譯本從無這錯誤。如此錯用而不改的人，並
不定失去神的賜福，但會失去人的尊重。

神不能接受的事：“崇拜”是個通用語詞，例如：“英雄崇拜”，或
是“崇拜偶像”；和合本有這個分別，對神只說“敬拜”。“崇拜”用過
兩次，舊約有“崇拜牛犢”(何一 0:5)，新約“私意崇拜”(西二:23)。
深望愛主的聖徒，不如此作，也不如此說。  

不可對神作的事：“捐助”。聖經說到“捐”，是為了補助聖徒的缺
乏(林後八:19－九:14)。救濟貧窮是“施捨”；十分之一是“繳納”；對
神才該用“奉獻”，理由顯而易見。

“獻”是敬奉的意思。如：壇上獻祭，獻上頌讚的祭，或“把身體獻
上當作活祭”，財物的祭(羅一二:1  來一三:15,16)。都有敬奉和犧牲的
含義。可是晚近有人不明白“奉獻”的意義，倡用“委身”一詞，用來代
替“奉獻”，也不知道“委身下嫁”是不可常作的。有些不詢其端，不求
其末，惟隨新鮮的人，也來效法，以致失去對於奉獻真義的了解。文字有
其意義，影響信徒觀念罪過不小。無獨有偶，還有“服侍”和“服事”，
兩個音似而義不同的語詞，竟然混淆，並且已經被有些忽視品質的譯經人，
用到了他們的出品裡面。“服侍”是“伺候”的意思，通常是對體力欠缺
的人，如“服侍湯藥”等，對於正常的人或正常的神，都用不上。說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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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如果當時編校人員留意負責，查考一下字典辭書，把那種錯誤紅筆杠
掉，或叫作者回去中學堂國文教室重修一堂，就不至於謬種流傳，賊夫人
之子了。好在今天字典還沒改，仍然可以查證啊！

最後，說到和合譯本也有不盡理想的地方。就是度量衡的不一致。例
如：有音譯的“舍客勒”，也有意譯的“一錢銀子”；既有“一里路”，
又有“二百肘”，還有“丈”“尺”，“寸”等，應該有統一原則。還有
時間，羅馬計時，或地支計時辰？哪是華人通曉的？“申初”該是甚麼時
候？現在，連半斤都不等於八兩了，用合宜的規制，實在有必要。可行的
方法，似乎該定原文度量衡時單位音譯，而在頁底或章尾，加以說明。這
樣，連堅持數字靈義的人，也不會有話可說。

幾年前，我寫過：“神要我們咬文嚼字”一文。“吃下書卷”自然得
咬文嚼字；聖經是神給人的信息，在傳遞的時候，又怎可囫圇吞棗，含混
應付？該敬慎認真，對神對人，才好交待啊！

芻蕘之獻，還望在上有權柄的修訂主持人垂明。教會幸甚。

       詞以達意

在莎士比亞劇中，他塑造了一個可愛的角色，是個自捧為英雄的懦夫
名叫福斯塌夫(Sir John Falstaff)。在亨利四世上集中，福斯塌夫有一
段獨白，發揮了堂皇的理論：

光榮是甚麼？一個詞兒。光榮這個詞兒是甚麼？空氣。一個裝飾
的戲目單！... 因此，我不願與它有和相干：光榮不過是一個幌
子，旂幡：我的說教完結。

這番話，頗有哲學意味。當然，莎士比亞刻畫的福斯塌夫是個椎魯不
文的丑角，決不是語意學家；就是莎士比亞自己，也算不得是學者，更遠
遠跟語意學的先驅們扯不上關係。他藉福斯塌夫所說的，可能代表一般人
心底的話。但他觸及一個實質的問題：“光榮”或別的語詞，所形成的觀
念，歸根結柢還是文字，並沒有甚麼實質。

十七世紀的英國詩人考理(Abraham Cowley, 1618-1667)在一首詩裏
寫道：

人被色彩和形象所誘導，
好像秀奚斯的鳥飛向畫中的葡萄...
For men led1by the colour and the shape,
Like Zeuxis' bird fly to the painted gra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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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奚斯(Zeuxis)是紀元前四世紀的希臘畫家，可算是古代傑出的寫實
派大師。據說，他所繪的葡萄極為逼真，甚至誘使飛鳥以為是真的果子，
而去啄食。

語意哲學家維真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認為哲學
上的問題，只是語言和意象的問題。他的門徒們，把他的幾篇演講收集成
冊，名色彩和形象(Colour and Shape)，就是取自考理的詩句。英國文學
家章生(Dr. Samuel Johnson, 1709-1784)說，才智和語文的融合表達，
考理勝於任何的當代文人 。

語言與觀念的形成，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且不必說抽象的觀念了，連
“王”和“父”這麼具體的語詞，現代人和古人，在認識上就有很大的不
同；而因為文化背景的差別，這人和那人，又有所不同。

語詞是由觀念而產生的，但語詞會轉過來影響觀念。這樣我們對於語
詞的運用，就不能不留意。

在用一個字或詞的時候，該留意你是不是真的這麼想？
如果說：“你不知道自己說些甚麼！”是一句很缺乏敬意的話。“詞

不達意”是才智的問題；“有口無心”也不是甚麼好事。所以應該注意，
用適當的語詞，表現正確的意思。

在教會中，有一些語詞，在習慣上使用得不大正確。久之成了特有的
術語，圈子裏的人使用慣了，對之也許不覺得太蹩扭；但外人聽起來，不
僅難以理解，甚且可能誤解。這樣，達意既然不能，傳播交通抒情的目的，
就更無法達到了。不幸使用專業“術語”的人，常有一種驕傲和自衛心態，
極不願意放棄。但如果我們肯為別人著想，這些問題並不困難，而且也實
在沒有堅持到底的理由。

先從一些比較基本的語詞談起。
教會中的“聚會”或“團契”，是表明人與神，人與人之間的相交。

但時下有很多人稱之為“主日崇拜”。照中文一般的用法，崇拜並不是用
於對真神的。因為我們可以說崇拜人，崇拜英雄，崇拜偶像，但用於對真
神就不恰當了。和合譯本聖敬很留意這件事，在舊約和新約聖經中，只各
使用“崇拜”一次：“崇拜牛犢”(何一 O：5)，是以色列人傳統文化的
拜偶像罪行，並以色列王耶羅波安的愛國“本土神學”有關；“用私意崇
拜”(西二：23)，是與人意和哲學的運作，顯然的，二者都是神所不喜悅
的。盼望愛主的弟兄姊妹，除非是承認犯了那樣的罪，不要把這語詞用在
對神方面。因為造成錯誤觀念會是很嚴重的。我一再建議使用“敬拜”。
中文聖經的翻譯，作：“以神的靈敬拜”(腓三：3)，又有“面伏於地敬
拜神”(啟七：11)。聖經也說到“禮拜”和“禮拜的人”(徒八：27 二四：
11 來九：9)，是指的舊約下禮拜的儀式，不能使人良心潔凈，不能使人
稱義完全。這詞雖然也不恰當，但比起“崇拜”來聊勝一籌。

說到錢，聖經分別使用了三個不同的語詞，是：“奉獻”“捐助”及
“施捨”。奉獻是對上的，原則是要敬，要厚。捐是平行的，為了補足聖
徒缺乏，動機是出之於愛心及樂意。施捨是對下的，要出於同情憐憫，而
非沽名釣譽，顯揚自己。還好，沒有人錯誤狂妄到要對神施捨；但不少人
用“主日捐”，意識中不免滲入了同情神的缺乏，失去了敬獻的意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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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注意糾正，在教會中會造成相當程度的意識偏差。說實在話，我們難
以否認這種情形已經存在；相信誰也不願意它更進而惡化；那麼，何不就
矯正它？也有人說，對神奉獻“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太六：
3)，當然，奉獻不衒弄的存心是好的；但不要忘記那是說到：“施捨的時
候”，奉獻不會是在街道上；在教會內對神的奉獻，不能免於給人知道，
聖經還特地告訴我們要分明負責呢！

還有個習慣上誤用的語詞是“祝福”。“祝福”的意思是求福，因為
祝就是求。在中文裏，“祝”字左旁是“示”，意思是神；右半邊上面，
是個“口”字，象祭器，下面是人；和起來是人舉起一隻盃，向神祝求。
或說：我祝福你；或說：為他們祝福，意思都是如此。但在教會中卻常有
人說：“願神祝福你！”或說：“得到神的祝福”。這就等於說：“願神
為你求福！”或“得神給你求福！”本來在神沒有難成的事，但這件事可
為了難。神既然是唯一的真神，祂又能向誰，向哪裏去給你“求”福呢？
這說法豈不是近於不敬嗎？

和合譯本聖經，是這樣說的：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告訴亞倫和他兒子說：
你們要這樣為以色列人祝福說：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他們要如此奉我的名，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賜福給他們。”(民六：22-27)

這裏美好的翻譯，清楚的說明：祭司為以色列人祝福，就是向神求福
神賜福。因此，神的子民就“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申二八：6)這裏
說“蒙福”，而不是“蒙祝福”；神能“賜福”，而不會“祝福”。

可惜，有許多人讀過這經文，使用的時候卻不留意分辨，招致人的批
評。這原不是必要的，也是該注意的。

       叫人臉紅的教徒行話
有些知識分子，甚至只粗通文字的人，常以中文聖經或聖詩的譯文欠

妥，作為不聽道不信主的借口；也有人以為教會中人的用字不正確，而推
論所講的信息不可靠。

其實，我們現在所通用的語言，有許多譯詞，習用既久，也就忘記其
來源，或忘其本義。就如“世界”，今天在世界上的人，誰還記得原是佛
教語詞？“世”是指時間；界是指空間說的，合起來的意思，跟“宇宙”
相同：“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淮南子“原道”注)。現在我們
顛倒使用：四方上下曰“界”，古往今來曰“世”。不過，“世界”這詞
兒，只用於指物質世界的系統。至於別的譯名，如：“經濟”“警察”，
也都是借用的日文譯詞，今天少人在意，但不會有甚毛病。

譯文合宜，自然可以久用，不能出問題。但有些新用的語詞，只是以
新為尚，值得商榷。實在說，並沒有增加傳通的效果，反而叫人嘲笑。

教會沿用多年的“奉獻”一詞，本來用得很好，華人教會經歷了復興
許多人奉獻為主，沒有誰感覺有問題。不知誰是始作俑者，把沿用多年的

97



奉獻，無端以“委身”代替。有些人不求其端，不詢其末，也就“委身”
跟隨在後面使用起來。如果更進一步，以訛轉訛，是件很不好的事。其實，
初中程度會查字典的人都知道，“委身”是“託以終身”的意思，約定俗
成，很難以代替奉獻。特別是女子，如果濫委其身，見人就“委身下嫁”，
必然的時常離婚；所以“委身”一詞不是不可用，只是要謹慎選對人，才
表達真實的意願。查字典或辭書，都可以容易得到答案：“委”含有“託
”或“置”的意思；所以，“委身”是託身，置身，廁身，並不是冷僻典
故，也沒有甚麼新鮮美感。難怪外人會把我們當作半文盲。想想看，從各
方面說，這不是叫人臉紅的話嗎？

教會中有個奇怪的傾向：喜新好奇，似是“耳朵發癢”的毛病，以為
使用怪詞兒，就表明屬靈。但結果難以交通達意，且成了絆腳石，叫人不
信。聖經的原則：“不用也無損，用也無益”(參林前八：8)的東西，為
了別人的緣故，以不用為是。對於此類新詞怪調，要改正不用。

    有點兒老毛病
教會中很通行稱呼“弟兄”或“姊妹”。但王明道先生不這樣用法；

他主張以年齒為序，從實稱弟或稱兄，叫姊或妹。可見他是個凡事講究原
則的人。

原來在和合譯本聖經，“弟兄或姐妹”的用法，是指: 一.多數的人，
二.不特定的人。(參林前七：15  九：5  路六：41八：21  徒一二：
17)。至於個人，則不應該用這種多數人稱。例如：巴拿巴和保羅進到彼
西底的安提阿會堂，人稱呼他們二人為：“二位兄台”(徒一三：15)。還
有一件似不大合常例的事：為甚麼聖經稱“姊妹”，姊為長排在前面，妹
為幼在後；既然如此，用在男人身上，為甚不稱“兄弟”呢？教會中也是
如此，違反對稱的慣例。原來北方人稱“兄弟”是“弟弟”的意思，並不
包括兄在內；在講話時自己謙稱“兄弟某”，也就是通稱的“小弟”，並
非多人合稱。只有在說“兄弟姊妹”或“父子兄弟”複合對稱的時候，才
特用“兄弟”，自然沒錯。為了不把複稱誤會為單稱，所以才稱為“弟兄
”。由此可見“弟兄”“姊妹”都是僅用於複合稱呼的。大概起初洋人宣
教士，“兄弟”“姊妹”是同一個字，就混用起來，對一人也作如此稱呼，
華人信徒也隨之而行，久之成習。

和合譯本中有一合譯詞，只在教會中通行，教外人聽而不懂，就是“
醫治”；這本來只作動詞用，教會中說到“得了醫治”是說病好了。想來
是“Healed”這個字，中文沒有辦法譯出字義，就當作是醫治的過去式。
我們沿用久了，知道是甚麼意思。不過，這種用法不但怪，而且語意不同。
如果我們去看醫生，經過排隊侯診的例行手續，醫生來為你施診施術，給
你醫了病，治好了沒有，不在語義之內；這叫作“得了醫治”，“給你施
行醫治過了”，如此而已；雖然是極不自然的中文，但誰都知道絕不包括
治好了的斷語。至於 Healed 這個字，應該要譯作“痊愈”，“治好了”，
或“好了”都行，會容易了解。

這些例子，看來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推敲，實際上並非如此。我們
不能以“咬文嚼字”推掉，也不能強不知以為知，更不能橫指為“爭辯言
詞”，或竟斷章取義，借用經文，說是敗壞人的：“為言語爭辯，是沒有
益處的”(提前六：4  提後二：14)，即可昧心無事。有關語文傳播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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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問題，是文宣聖工上應該注意的，不可不加謹慎，不能沒有標準，不能
不作得好。至於那定要不願意知道的，也只好就由他不知道吧！

中文和合譯本聖經，曾被視為白話文學的前導；我們後繼者，不可糟
蹋，不可墮其聲譽，失其地位。我們更應當發揚光大，改進並擴展應用，
精益求精。現在用錯一個字，即構成文字獄的專制時代，已經過去了；神
也不會計較誰說錯或寫錯個字，就立即降罰，或禱告不蒙聽允。但我們事
奉神，該把最恰當的字，放在最恰當的地方。

我們都不是生而知之。我們都不是全智的神，保證永不犯錯誤。認錯
改錯，不是可恥的事；抱持錯誤，才是可恥的。我們必須誠實，必須保持
謙卑，積非絕不能成是。堅持用別字，並不比認錯改正成功。有誰曾對天
發誓，必須用別字，堅持用別字呢？

現在，如果我們仍然相信，持守信仰的正確是重要的，那麼，也該知
道，是整肅教會文字的時候了。

       真理與文字

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1817-1895)是美國第一位著名的黑
人作家，演說家，反奴運動者。

像當時許多黑奴一樣，他的身世不詳，不知道父親是誰，母親是農場
上的一名黑奴女工。在六歲時，即離開母親，被交於主人養活，因為他被
視為主人的活動工具，是主人的財產。以後，他由黑奴，而逃奴，而反奴，
在美國及歐洲等地，成為黑人的聲音，白人的良心。

他可歌可泣的歷程，是這樣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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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道格拉斯八歲的時候，女主人教導他識字。有一天，給男主人看見
了，立即制止，認為是一項愚昧危險工作。他說：

“讀書會敗壞世界上最好的黑小廝，使他永遠不適合於作奴隸。
...如果你教他怎樣讀，他會想學怎樣寫；如果這些本事都給他
學成了，他就可以遠逃了。”

這話自然不是人道的說法，但不失其精明。以後，果然像他所預料的
道格拉斯自己努力向學，識得了“自由”，“平等”，“解放”許多的字，
思想這些字的意義，知道了神造人並給人自由的觀念。從此，道格拉斯的
生命不一樣了，種族分離的世界也不一樣了。

聖經記載，埃及的法老王，是個厲害的主人。他控制著幾百萬的以色
列奴工，決不肯輕易讓他們得以自由：他叫他們忙於工作；他要留下他們
的妻子兒女和家產(見出五：－一 O ：)他不肯讓人得自由。

神是偉大的解放者。藉著祂大能的手，領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神不僅
要以色列人身體得自由，更要他們的心靈自由；因此，祂頒布了律法，在
西乃山，神用祂自己的指頭，寫下了十條誡命的法版 (見出三四：28)，
放在約櫃裏，是會幕的中心。這可見神是如何的看重文字。

魔鬼撒但像法老一樣。因此主耶穌稱它是“這世界的王”(約一四：
30)， 它要轄制人的靈魂，要叫人滅亡。因為人犯了罪，就作了“罪的奴
僕”，服在魔鬼的手下，不得自由。

耶穌對信祂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
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八：31-36)

這是說，信從主，遵守主的話，就是真理。
這裏說得很清楚。魔鬼像奴隸的主人一樣，看得很清楚：如果人識了

字，了解聖經的真理，就會嚮往自由，不再作它的奴隸。當然，它最不願
看見這樣的事發生。它有兩個辦法來應付：一是叫人不能讀，一是叫人沒
有可讀的；這樣，有許多年來人讀不到聖經，或是不注意文字宣道事工，
人就沒有辦法可以接受救恩，也就永遠不能得以自由。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和印刷的普遍，真是神給人的恩賜。自那
時以後，識字教育普及了，書籍普及了，人人可以讀得到神的話，得以明
白真理。結果，福音普遍傳開，更多的人相信得救了，接受主耶穌基督為
主為救主，罪得到主十字架寶血的潔凈，而有基督裏的自由，作神榮耀的
兒女。

魔鬼當然不甘心讓這些人“遠逃”，失去它的奴隸。它願意人永遠陷
在黑暗無知的裏面，永遠作它的奴隸；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阻止人得著聖
經的真理。

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有些地區，禁止聖經的傳播。這是多麼不合理，
多麼可異的事呢！想想看，科技的書可以自由的流傳，民間怪異神話的迷
信書籍可以流傳，傷風敗俗誨淫誨盜的書可以流傳，只有叫人敬神愛人離
惡向善的書，反而受到了禁止！解釋這種可怪的現象，只能推想出一個原
因，就是背後有魔鬼的作為，阻擋人明白真理，不願人信而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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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黑暗終是不能敵擋真光。聖經真理的道不能被限止，而敵擋
神的政權卻傾倒了，連蘇聯也成了歷史名詞。喬治亞是史達林的出生地；
而現在那出產魔王的地方，竟成了福音的沃土，不僅歡迎聖經，連總統也
成了基督徒。前蘇聯各邦，連東歐反基督教的各國，都飢渴般的接受聖經
真理，人民紛紛歸向主。真理使人得以自由。這豈不是神大能作為的明證
嗎？

但現在問題不出在遠處，而出在眼前：美國公立學校竟然禁止聖經傳
播；更可哀的是，信徒不用誰禁誰阻，而自己能讀又有可讀，而不讀聖經；
教會竟也不鼓勵信徒讀，了解，寫載道的文字傳播真理！這到底是為了甚
麼？

求主使我們必今世之子更有智慧。要記得：如果人民會讀會寫，明白
了聖經的真理，就不會永遠作撒但的好奴隸。真理使人自由！

     馴獸與語文

人的智慧是在思想裏面。顯然的，人的壽命是有限的；到人死亡了，
他的思想和智慧就喪失了。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而人的思想是很難捉摸
的。如何能夠達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如何把人的思想保存下來？人類早就知道，馴養野獸成為家畜。對於
語文，豈不也可照樣處理？保存思想，應該就像是：“把野獸捕捉來，加
以馴養使用”。這不是一個語文專家的理論，而是一個沒有學過英文，不
會說，也不會寫任何文字的印地安人的想法。

希柯亞(Sequoah,又名 George Gist, c.1760/70-1843)是一個柴洛基
(Cherokee)族印地安婦人生的混血兒，父親可能是英國人。有一天，他看
見了白人用筆在紙上寫字，讀了所寫的記號，就可以傳達信息。他知道了
這“說話的葉子”的功能，是人不在那裏的時候，仍然可以說話！在
1809年， 他領悟到如果要使知識增進，應該有書寫的文字，可以保存智
慧的思想。於是，他思考索求。他用錐在石灰岩片上面刻畫。他用刀和木
炭在樹皮上作記號。他用鉛筆和紙筆記。起初，用象形符號；以後，參考
英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字母(經宣教士的協助)，制訂了八十六個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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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821年，以他一個人的努力，發明了柴洛基部族的書寫文字。當時，
在所有眾多的印地安部族中，僅有兩個部族有自己的書寫語文。

要使不識不知的族人，有語文的觀念，並且認識其重要和功能，可不
是件簡單的事。希柯亞先教導自己的孩子讀寫，又勸說親友族人。最先的
柴洛基文獻是聖經譯本和柴洛基憲法； 1828 年，出版了 Cherokee
Phoenix柴洛基文和英文的雙語報紙，並出版書刊。由於希柯亞的努力，
到他逝世時，柴洛基部族中，幾乎沒有不識字的。

希柯亞的遠見和卓識，是超異的。他不僅在思想上，對文字功能的認
識上，超越了現今大部分的人；他以一個不學無術的人，鍥而不舍的努力，
推廣文字的理想，更值得我們欽佩。

從其實用效能來看，文字是極有價值的。使用文字，馴養家畜，器用
工具，在人類文化的進展里程上，都是很重要的。沒有一種動物能有這些
本事。這是人與動物不同的地方。特別是文字，沒有任何一種動物，有與
文字相近的概念。因此，動物的智慧無法保存，記錄，累積，也就限制了
他們的進步。

文字是文化的血脈。沒有文字，文化就不能持久，不能傳通，更不能
發揚。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化，也就是最悠久的書寫歷史。

家庭是宗族延續發衍的根基。因此，在家庭裏，也該教導兒女，珍惜
自己的文字與文化。對於基督徒來說，這是傳遞信仰的生命線。聖經說：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
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
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
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你手上為記號，戴在你額上為經文；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申六：4－9)

可見家庭是傳播信仰的地方，而文字則是傳播的渠道。聖經裏的“耶
和華如此說”，今天我們信仰根據的“神的話”，都是寫成文字的道。

我們不難想像，如果人類只慧繁衍牲畜，使用工具，而沒有文字，人
類文化將是怎樣的情形。但可惜而又可哀的，是今代的人，只注意科技工
藝，用心於貨殖資財，而不知文字的重要：教會一般亦缺乏遠見，忽略文
字宣道的事工。我們沒有希柯亞的見識，也就不能收穫恒久的效果。

文字是傳通的最有效方式。這不僅是由於希柯亞的榜樣，更是由於神
的命令。如果忽視文字宣道，就是忽視神的命令。如果我們愛神也愛人的
靈魂，絕不應該忽視這個完成主“大使命”的方法。

我們該怎麼辦？
神學院應該培養注重文字宣道的教牧，教會應該訓練信徒注重善用文

字宣道。我們不能只注重外表的工作，要努力於影響思想的文字。我們的
選擇是：馴養野獸為我們食用使用，或任由野獸把我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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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變與和好

吉及他(Gerketa)說：“那些可惡敵(Cowodi)[其意思是：外人])叫我
們作：奧加(Auca)[其意思是：野人])，但我們是：俄仁乃(Waorani)[其
意思是：人]。”

1954年，在南美洲叢林中，殺害五位宣教士的“奧加”人，現在成
為基督徒。

“奧加”變成“俄仁乃”，“野人”變成了“人”。這不僅是名字的
轉變，實在是內心的轉變。吉及他就經歷過這樣的轉變。多年以後，他追
述在厄戈道爾叢林中發生的事：

有一天，一架飛機從我們頭頂上飛過。它盤旋，一圈又一圈。然後，
從飛機上丟下衣服，刀，等物件給我們。他們用我們的話喊著：“來，來！
跟我們在一起！”南樸想到他逃出去的姐姐：她準是還活著，教這些“外
人”說我們的話。

那飛機又飛了回來，並且降落在沙洲上面。我們族中有幾個人去跟他
們會面。

第二天夜裏，有人結婚。在會中有人同南樸衝突，他發起脾氣來。為
了想找出氣筒，他衝進屋裏，抓起他所有的標槍，喊我說：“來吧，我們
出去殺人！就在這裏，不遠的地方，有幾個外人。這是我們的機會。去把
他們幹掉！”有個女人說：“對！那飛機裏面有吃人的人，他們來，要吃
掉我們的腦袋！”這樣，我們提著槍去殺人。

那幾個“可惡敵”(外人)在沙洲上，向我們招呼。 南樸用槍刺他；
那人開槍。二人滾在沙洲的地上。我們用槍刺了另一個人。另有兩個雖然
在逃跑，我們也刺倒他們。剩下的最後一個向我們喊著說：“不要動槍刺，
不要動槍刺！”他說的話我們懂得：“我們來是跟你們交好，不是要殺你
們。你們為甚麼要殺我們？”那人站在伸向河邊的一跟樹榦上。金茂當胸
一槍把他刺透，他落在水裏。我們回到家裏，把我們的屋子燒掉，逃到森
林裏，住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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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起來，我知道實在是作錯了事。那幾個“外人”(可惡敵)不
是想作壞事；他們是要作好事。

以後，又一架飛機來了。它丟下禮物，手斧，衣服。我們說：“噢，
他們因為愛我們，才丟下這些東西。”當他們丟下禮物的時候，我們知道
不是要傷害我們。我們說：“不要再槍殺了。我們去見他們。”因此，我
老婆和別人去迎見那些“外人”，他們來到這裏。那一次同“外人”的會
面實在很好。現在，我們跟“外人”一同聚集，一同住。

當那些“外人”一次又一次，講到神的時候，我們聽，我們聽懂了。
我們對神的話很認真。我們決定不再殺人。我們也不再害怕了。我們不再
講引起殺人的那種話。我們信神，我們這樣生活。那些不信神的人，他們
過著殺人的生活。我們信神的，過“俄仁乃”的生活，關心別人，同別人
分享。

就在去年，有幾個年輕的俄仁乃用槍刺殺了我的姐姐，就是那救活我
背我長大的姐姐。他們殺了她，就像我們祖先們常作的。我非常生氣。如
果是過去的日子，我準會立刻殺掉他們。現在，我信神了，不再去幹那種
事。我們埋葬了她。我很難過悲傷。現在我們活下去。

“外人”叫我們“奧加”(野人)。但我們是人！我們是“俄仁乃”！

這是吉及他的故事。他是多年前在厄戈道爾叢林裏，殺死五名宣教士
的凶手之一。一位殉道者的妹妹，和另一位殉道者的寡婦，踏著他們的腳
蹤，繼續去到那裏，住在那裏，在那裏傳福音，在那裏，為殺他們親人的
部族制訂文字。那些本來沒有文字的野人，現在有了自己的文字，也有宣
教士為他們譯的聖經。現在他們可以自己讀神的話，是用他們自己的文字
寫成的。神的話改變了他們的生命。他們敬畏神，遵行祂的話。結果，吉
及他和別的凶手都信了主。俄仁乃族的基督徒，也熱心於傳福音。

我們兩下，藉著祂[耶穌基督]，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神面
前。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
了。(以弗所書第二章 18至19節)

(本文主要取材於 In Other Words, July/August, 1992,
Christian Today, August 17,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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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華胡人的覺醒

在美洲，有許多不同部族的原住民。他們遠在哥倫布之前幾千年，就
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長，建立了相當高的文化，有數百萬人口。在哥倫
布“發現”的時代，殖民者的地理知識有限，以為是在亞洲登陸，所以稱
他們為 Indian(印地安人)；其實他們雖然不是印度人，在遠古以前，卻
是跟西藏人的血統有關。到被白人“發現”以後，他們的噩運就開始了，
經受歐洲白人殖民的殘暴屠殺，帶來疾病的感染，酗酒等惡習的戕害，人
口反漸減降。十九世紀中葉，加州發現了金礦，“黃金熱”使不少人發了
財，更是印地安人的大不幸：印地安人失去了十三萬四千方哩以上的土地，
像獸群一樣的被趕來趕去，被“獵”取樂。至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才恢
復自然增長。

全美洲的印地安人，共約二千萬人。在美國境內，各部族原住民的總
和，現在約近二百萬人。在理論上，他們有自己的“國家”，美國政府同
他們訂立了許多“條約”，卻從來不曾履行過。說來叫人難以置信，印地
安不注重文字，因此，不了解條約的意義，自然也不堅持，任人宰割。現
在，他們大部分被趕聚在“印地安保留區”(Indian Reservation)。印地
安人中，最大的部族是納華胡(Navajo)，共約二十二萬人。他們的“保留
區”在阿利桑那州東北部，與猶他州和新墨西哥州交界的地方，面積二萬
四千方哩，約六萬四千方公里，略與西維珍尼亞州相等，或比台灣的兩倍
稍小，多為貧瘠乾燥的高地。

納華胡人參加美國軍隊，是志願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們
對軍事情報的傳信，頗有貢獻。方法是把一對通曉英語的納華胡人，放在
不同的地方；他們用自己的語言，在無線電話對講，敵人則不知所云，情
報人員無從解破。據說，他們的語言跟藏語相似。又因為他們生就東方人
面孔，所以美軍要派衛兵保護他們，以防被自己人當作日本人誤殺。在美
國海軍博物館內，有一幅照片，一名白人美軍，舉槍要向一名納華胡人射
擊。納華胡人用英語向他解釋自己不是間諜；美軍說：“我不管你是俄亥
俄州立大學的，也定要射殺你！”直到最近美國國會才表揚納華胡人在上
一世紀的功績。

納華胡人的宗教信仰，是非常複雜的，有許多種類，不同等級的神明
鬼靈，而且很怕死人。他們的名字常要守秘，不可稱呼人的名字；因為他
們相信名字裏面有能力，稱了名字就失去能力，或遭邪祟擾害。所以他們
生活在懼怕中—是主觀的懼怕。照我們看來，他們是很窮苦的，但他們不
自以為窮苦；所以儘管是客觀的窮苦，但他們在主觀方面，是窮而不苦，
你不說，他不自知是窮苦。同時，他們注重家族的互相關懷照顧；因此，
在納華胡人的道德中，最大的善是慷慨，至低賤的惡則是吝嗇。

近年來，納華胡人的失業率很高。最大的問題，是由接受社會救濟而
來。這導致男人社會地位的降低，使他們覺得自己一無所用，形成低卑的
自我形象，心中極為苦悶消沉，致大量的消耗酒，沉溺其中，難以自拔。
這影響在校讀書的失學率，以至自殺。

105



福音傳到他們中間，已經有多年的歷史。但因為納華胡人過去交往的
經驗，對於白人的惡感甚深，信主的人寥寥無幾。不過，他們跟白人之間
的問題，並不全是我們所想像的由於白人侵佔他們的土地。印地安人一般
沒有土地的佔有觀念—他們以為你不能擁有天，也不能擁有河流和土地—
而是由於多年來受惡待的積怨所致。他們有一個歷代流傳的說法，是由北
方遷徙來的。這個說法，似乎跟人類學家的推斷相合：印地安人來自亞洲：
在許多年前，白令海峽有一道陸橋，使亞洲和美洲相連，印地安人的先祖
們，由那裏通過，在白人還沒有“美洲”以前就來了。所以白人的“發現
”新大陸，早已經有人發現多年了，正是發現他們的無知。

在1960年代， 納華胡族人中，只有三位牧師，約二百名信徒；而且
對信仰模糊，與傳統的異教混合。以後，新約聖經譯成了。1986年， 全
部新舊約聖經出版了。 初版一萬冊，不久即售完，隨即印行第二版。他
們的文字，是宣教士語文學家制定的，用拉丁字母，加上幾個標符。聖靈
大大動工。神的話與祂的靈同在。主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六：
63)。 納華胡人一家一族的歸主。近來的統計，共有四五百位傳道人，信
徒人數約 13%至15%，也就是三萬多人。 感謝讚美主！ 因祂是莊稼的主，
也是教會的主。

納華胡人的教育並不普及，認識他們自己拼音文字的人也不算多。但
他們愛自己的語文，以為是“心的語文”。他們熱愛神的話。當聖經在教
會中宣讀：“神的話如此說”，“經上記著說”，他們就毫無疑問的接受，
那就是結論：其唯一的理由，“這是主耶和華說的”！這是多麼虔誠，多
麼嚴肅，多麼單純的信心！

他們願意遵行神的話。不但自己單純的相信，也照著神的旨意，遵行
主的使命：“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了你們！”(約二 O：21)
他們差人向印地安人見證主，傳福音。他們在最近也差人去到外蒙古；發
現蒙古人的語言中，有好幾百字跟他們的相同或相似！這發現，使他們仿
佛遇到遠方親人。

在美國的華人教會基督徒，也有的進到納華胡人中。他們見到華人跟
自己膚色相似，面型相似，也以為比別的宣教士更有親切之感，更容易接
受他們的見證，可惜仍是要以英語為媒介。納華胡人居住在八角形 (略圓
形)的房屋，好像是草原上帳篷的變形。一個家族住在一組屋聚成的村落
中，極為好客。我們應該記念他們是我們的“鄰舍”呢！

散文：

       似醉實醒的辛棄疾

南宋詞人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1140-1207)， 是位文武兼資的才
子。可惜生不逢時，朝廷無意進步，滿懷熱誠，不能為世所用，就退息林
泉，從事詞作。他的詞，像他的為人一樣，慷慨豪壯，有時悲涼之感，稼
軒詞被評為宋詞中傑出的作品。

辛棄疾的詞中，有種奇氣，讀來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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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歌子    新開池戲作
散髮披襟處，浮瓜沉李杯，
涓涓流水細侵階。
鑿個池兒，喚個月兒來。
畫棟頻搖動，紅渠盡倒開，
鬥勻紅粉照香腮。
有個人兒，把作鏡兒猜。

這闋詞淳樸自然之妙，自然溢現出來。還有，其“主觀描述”的方法
在中國文人作品中，似乎他是創先。他開了個池子，把月兒喚來池水中；
看水中的影子，紅蓮是倒開的，；不說風吹波面，而說屋宇的畫棟倒影搖
動起來。這是真實的視覺感受，不先經過理智處理，才更叫人讀來覺得自
然而真實。這就像是從照相機鏡頭中看世界景象。在電視畫面上，一架飛
機墜地，用特寫處理時，機中的人看見地面升起來迎向飛機。同樣的，英
國 小 說 家 迪 更 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80) ， 在 他 的 Great
Expectation書中，敘述一個孩子給人家倒提起來，作勢要撞破他的腦袋，
他在驚惶中，看到的是地面迎向自己的頭，所用的也是同樣筆法。但辛棄
疾遠遠得先。

在敘述醉中情形時，稼軒用同樣的筆法寫道：

       西江月      遣興
醉裏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
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
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動要來扶，
以手推松曰：“去！”

這裏不說自己醉得東倒西歪，反說看到松動，要來扶他。在視覺上是
真實的，在理上是不可能的。但這是寫意。

再加上這闋詞是“遣興”，也是寫心，述感。前面說“近來始覺古人
書，信著全無是處”；是“覺”的境界，是“醉”的境界？作者似乎陷於
迷惘：哪是真理？這似是現實的悲哀。不能不懷疑作者是影射這個世界不
對了。世界不對，而無法改變，躲進醉鄉，豈不是莫大的悲哀？

再說辛棄疾的詞中，有一種特別的東西。除了詞藻，豪放的氣質之外
更重要的是這種超越的特性。

稼軒詞的裏面，映現了另一個世界。在那水面的鏡子裏，顏色，形態
都叫人以為是真實的；實際上並不是。

看看所生活的世界，豈不也是這樣嗎？且用個成語來說，是“鏡花水
月”，似真實幻。在看看，華麗的畫棟搖動起來，倒下去與消散，自然會
跟著來。在這個世界裏，甚麼東西都是顛倒的，不知道甚麼是真理，簡直
是非顛倒，不可能長久！

這種情形，是南宋偏安東南小朝廷的現象。短暫的經濟繁榮，起飛，
使人們的心意先起了飛，卻全不落實。“春風吹得游人醉，且把杭州作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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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還談甚光復神州！人人只求發財，求眼前歡，只顧眼前歡，哪管身
後事！

愛國，愛人，愛真理的辛棄疾，眼看到這種情形，心哪得不傷痛，哪
得不愁！要愁該愁的事太多，愁不來；要哭，沒有用，也不值得。想笑，
笑不出來，只有醉才可以歡笑！這是多麼可悲的心境：愁無益，救不得！

當然，在這個社會裏，大家還是口頭上的效忠甚麼，愛甚麼教條，信
甚麼倫理道德，孔孟文化，實際上全是假的；口言乎堯舜，行不如夷狄！
所以讀起儒家成仁尚義的高調，以為全是假的，一無是處。廉恥在哪裏？
人道豈不是淪亡了？不多年之後，眼見宋朝被奸人送終的文天祥說：“讀
聖賢書，所學何事？”那麼多讀古人書的人，只是用來作敲門磚，到臨到
國家危難的時候，有的投降變節，有的就貪污弄權，只顧自己的利益。說
來可卑也可憐。

這個醉生夢死的世界，最大的問題，是人不知道自己的醉狀，不知道
自己昏弱到甚麼程度，不承認自己醉。你去問那些醉鬼，可曾遇見過承認
自己醉的？人人皆醉的國度裏，最不歡迎的是忠貞之士。松柏歲寒不凋，
代表的是堅貞，氣節，本來可以作棟梁，可以扶危濟傾的。被名利逢迎的
酒灌醉的醉鬼，以為松樹也會趨炎附勢，是要來扶他。醉鬼都知道，酒會
壯人膽，使人更加剛愎自用，以為自己是天生聖哲，是英雄好漢！這種醉
“好漢”的可憐，在於不知現實，不明真理，最能把作棟樑的好人推走，
曰：“去！”好人總不會戀棧豆，貪名位，自然是就去了。下面該是：倒
也，倒也！這不是悲劇是甚麼？七八百年之後，我們還會同情辛棄疾，可
惜，他死了。

在這裏，我們看到的稼軒，是講真理的哲人，幾乎是時代的先知了。

捷克的劇作家哈衛勒(Vaclav Havel)，曾被迫害而堅持真理，後來被
選為總統， 在 1990年一月的就職典禮中，說到幾十年來的噩夢，敗壞了
整個文化，人人都有責任；徒唱口號，甚麼煉鋼，發展，到哪裏去了？他
說：“我們的國家，並沒有成功，發達...我們的道德環境敗壞， 各人口
裏說得是一回事，心裏想的是另一回事。”他寫的戲劇召見，在舊捷克禁
演，在這裏上演過，正是說的這個問題。

積四十年說謊言之經驗，有系統的謊言，著意製造成了謊言系統。生
活在謊言世界裏的人，對真理沒有感應，不追求真理，成了沒有理想的人
群。這樣，成了醉中世界。這是對人性最嚴重的迫害，貶低，摧毀了人性
的尊嚴和價值。

毒害人性的虛謊，是真理的大敵。這樣，就出品了理性和思想上的大
批“太監”。

聖經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一二:2)
基督徒是真理之子，是光明之子，我們的責任是甚麼？

對神，對自己，我們有不屬謊言，不說謊言的責任，對世界，我們還
有積極的責任：不妥協，為真理作見證，作眾醉獨醒的人，不隨流俗，不
怕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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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之間

看過文藝復興名畫的人，對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 1475-1564)所作“亞當受造”那幅畫，會有深刻的
印象。高高在西斯丁院的穹頂上，栩栩如生的亞當，剛剛脫離耶和華的指
頭，氣勢實在雄偉，顯明神創造的奇妙權能。

神差遣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法老面前行神蹟。術士們
看到神僕人的表現，畏懼的承認神的權能說：“這是神的指頭[中譯作手
段]！”(出八：19)

對於現代人，也可以看到“神的指頭”！或是說，更能夠看見神的指
頭。

你曾否在一個夜晚，離開都市人造的光，走道山頂，或大海邊，或無
垠的沙漠中，獨自坐在那裏一些時候。四周是那麼靜；沒有光，只有無盡
的黑暗。你可以真箇有沉思的機會，然後，抬起頭來，向上，向四圍望去；
啊，滿天的繁星！靜謐的暗藍色的穹空，好像就垂在你的旁邊，燦爛的金
星，高遠的北極星，綿長無盡的銀河，橫亙在天際。一顆顆的星，那麼多，
都在向你見證。你會從心的深處，生發敬畏：神，多麼真實！你會忽然感
覺自己，原來那麼渺小！

天文學上的距離，是用“光年”計算的。光的速度是每秒鐘進行
186,000 哩 ； 一 光 年 是 光 在 真 空 中 進 行 一 年 的 距 离 ， 約 為
5,880,000,000,000哩，或 9,460,000,000,000公里。距太陽最近的星是
四光年，我們的鄰居可真不近咧！

我們的銀河系，是由約一千億星群聚成的；太陽系距銀河系的中心，
約有三萬光年；而我們的家地球，不過是忙忙碌碌繞太陽運行的行星之一，
真有些微不足道。從浩波太空望遠鏡(Hubble Space Telescope)看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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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一百億光年的距離。宇宙之大，真是大到叫人難以想像！ ( 參
“我家是微塵”文，刊 1992 Yearbook of Science and the Future,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還不過是七十年前，天文學家們還以為我們這個銀河系，是唯一的“
宇宙”；現在知道，這種“系”數目約上百億！你還想要搞甚麼派，甚麼
系嗎？

多少時候，我們的“小天地”，真夠小得可憐。我們只想到最近，自
己的家，以為這就是一切。古今多少的小皇帝，以為“孤擁有天下”！可
真不知道“天下”的意義是甚麼。

不知怎地，中國會人有“宇宙”這個觀念。按淮南子“原道”：“紘
宇宙而章三光”。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把空間同時間
連合在一起，實在是正確的。

現在再說時間。天文學家說，我們這個生命能源的太陽，只約有四十
五億年的年齡。可見你我若說自己年輕識淺，完全不算謙，更不是虛。說
到能量呢，一個星雲一秒鐘所放出的能量，比太陽從存在至現今所放射的
還要更多，你以為宇宙夠大了嗎？不，它在以每秒鐘百萬哩的速度在擴張
咧！ ( 原文見於 James Trefil: "Galaxies", Smithsonian, Jan.1989)
看來“至大無垠”這句話，可真說對了。但在另一方面，Cosmos(宇宙)這
個字，也是說到秩序，規律，更有美的意思。這才是神創造護理之妙。

空間的無垠，時間的永恒，使我們想到神，也想到自己：

看哪！萬民都像水桶的一滴，
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塵；
祂舉起眾海島好像極微之物。(以賽亞書第四十章 15節)

你自己意矜心驕的華廈巨宅，比來如何？富麗堂皇的大觀園，都變成
了全無足觀；以至所謂豐功偉業，該從另一個角度來衡量。我們實在連微
塵都還不如呢！

神的偉大叫我們無法不讚嘆驚奇；神的眷念細微，更使我們有驚奇讚
嘆的理由。聖靈感動三千年前的希伯來詩人寫道：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
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詩篇第八篇 3,4節)

神“創造諸天鋪張穹蒼，將地和地所出的一併鋪開，賜氣息給地上的
眾人，又賜靈性給行在其上之人”(賽四二：5)。

神愛我們，甚至差祂的獨生兒子降世，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寶
血，救贖我們這些既卑且微的罪人；使我們信祂的人，罪得赦免，得永生，
成為神的兒子。這真是可畏的敬虔奧秘。這有多麼奇妙！神並不看我們是
微小沒有價值的。只因為祂愛我們，祂顧念我們。

你灰心嗎？你失望嗎？你迷惘嗎？出到外面去，昂起頭來看看天，你
就會與耶利米一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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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華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天地，
在你沒有難成的事！(耶利米書第三十二章 17節)

        大樹與小草

袁枚，清朝錢塘人，字子才。乾隆時，考中了進士，作了幾任縣太爺
後遇父喪，歸家不復仕官，建築了“隨園”，居住其中。他是當代有名的
才子，詩文都自成一家。

有一天，他家江寧縣小倉山地方有大風，把他園中的古樹吹倒了好幾
棵。他看了，心有所感，寫了一首詩﹕

    七月二十六日大風園中古樹盡拔小草偃然因之有作。
大風拔樹不拔草  駭浪驚人不驚鳥
男兒入世才須長  達者求懽志要小
越人夸射能參天  五步之內矢已顛
廣廈萬間苦偪仄  茅屋數椽足宴眠 
吾當讀書史  吃吃笑不止
公孫皇帝自尊嚴  結局不如劉盆子

這首詩，顯有些像道家思想，仍然說出了自然的道理。
挺拔高大的樹，是人所喜愛的。想隨園先生曾在它的枝柯下漫步，在

它濃蔭下乘涼憩息，可能也讚嘆它真是棟梁之材。誰想得到在狂風過後，
都倒了下去。多麼可惜﹗

    喬木其摧

樹木雖曾經歷許多年日，向下扎根，向上生長，也向著四面八方發展
但同時也在無情的歲月律下衰殘，終不免倒了下去。世上萬物都服在虛空
之下，莫能抗拒。

喪葬的儀式，是顯然的另一個證明。在那種場合，常可以看見“喬木
其摧”，“泰山其頹”，“哲人其萎”(原是孔子語)，雖然那是稱讚的好
話，豈不也說明，不論何等樣的人物，總免不了逝去的結局﹔大部分比他
們自己同意的時間要早些，有的是比大家同意的時間早些。人，生在時間
中，就是如此。如果我們把希望寄託在某些人的身上，求他們的蔭庇，終
久會發現是靠不住的﹔在你最需要的時刻，他卻不見了。大風忽然來到，
誰知道哪一天。...

但那些小草，柔弱的小草，風吹過的時候，把它吹倒了，過不久，它
又再站了起來。

i   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rans. 
Constance Garnett,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4.
ii   歌羅西書第一章 2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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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面上，有時怒濤翻騰，人的智慧失去了作用﹔但小小的海鳥，卻
會自然自在的翱翔，全不會害怕。

誰是真強者呢﹖

    大樹夢

巴比倫有名的國王尼布甲尼撒，是標準的強者類型。他在位四十餘年
雄才大略，他在國內建設開發，他向國外征討拓展，真可說是成就輝煌。

有一個夜裡，他作了一個異夢。醒來後，他自己描述﹕

“我看見地當中有一棵樹，極其高大。那樹漸長，而且堅固，高
得頂天，從地極都能看見﹔葉子華美，果子甚多，可作眾生的食
物。田野的走獸，臥在蔭下﹔天空的飛鳥，宿在枝上﹔凡有血氣
的，都從這樹得食。” (但四﹕10-12)

那棵大樹，正可以代表那位偉大英明的領袖，他是掌有生殺予奪絕對
權力的君王，連橡皮章的議會也不必用，名副其實的最高領袖。可惜，他
位高了，權高了，心更高傲，忘記了賜他智慧權力的至高神﹗結果被逐出
王宮，“離開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濕，頭髮長長，好像鷹毛﹔指
甲長長，如同鳥爪。”他竟失去了理智，泯沒了人性，變成了禽獸﹗直到
七期滿了，神發命令，他才得以恢復人性。大王尼布甲尼撒這才完全謙卑
下來，承認神是至高的掌權者(見但四﹕)。

這個經歷給他知道，人如果驕狂自高，就會招致天伐，大樹不論怎樣
高，怎樣大，也要被砍倒，全靠神的恩典，才可以得新生。

    才略和雄心

人的問題在於志大才疏，不知道自己。照今天的心理學家說，許多有
精神病的人，是坐上了高位，卻沒有相稱的才力﹔結果，給精神上的壓力
壓垮了。

聖經上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
小，看得合乎中道”(羅一二﹕3)。“才長”而 “志小”是一個非常好的
原則，也是叫人快樂的良方。意思說，雄心不要太大。達者寧可以長才小
用，把事情作好，要知足而不懷怨。對基督徒的事奉來說，更是如此﹔因
為不是要發展自己，是要滿足神的心意，作成祂所託付的事工。

有一位牧師，在將老的時候，發現自己的記憶力竟漸漸喪失，有時講
道中會忘記下了文，成為語無倫次。在所有的會友發現以前，他要求教會
的長執會作成正式紀錄，讓他在不能講道的時候，作負責清掃打雜的工役，
因為那是跟他才能相稱的事奉。當然，那仍然是事奉。

袁子才的詩中說，有個張狂的人，自稱能夠射箭到天那麼高，自以為
很了不起(那時還沒有現代的火箭)﹔也許是心臟衰竭，箭射出只有五步﹗
差得太遠了。欲與天公共比高的人，是不知道自己低微的人。他自以為偉
大，實在只是野心私慾的擴張，始而夸，終必垮下來。

    知足與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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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足是心的問題，不是客觀環境的問題。袁子才似乎知道現代人擴
張的慾望，把想要的東西，都當作“需要”﹔那個“需要”的清單相當的
長，而且隨時長得更加長。他說，人的需要實在是有限的，麻煩的只是慾
望無限，慾壑難填，永不會知足，卻又不自知。

袁子才笑那不自量力，妄想作“大樹”的公孫述。他本來就不是作皇
帝的材料，出身小吏，頗為精明，止此而已。後來王莽篡漢時，公孫述雄
踞四川地區，儼然作起大軍閥，稱王稱帝。及至光武(劉秀)中興漢室，進
而統一天下，公孫皇帝拒不肯投降，被吳漢率兵討平，後來落得給人刺死
的結局。至於另一個稱王稱帝的劉盆子，算是漢朝宗室，被赤眉賊弄去長
安，建立了傀儡政權，坐上皇帝寶座﹔但他算是識時務的“小草”，有自
知之明，不想老佔著最高領袖的位子不放，肯下台向光武帝投降，得以保
身。

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像是公孫皇帝，喜歡作王，要作大樹，終於被
殺 ( 見撒下二﹕8-四﹕12)。掃羅的孫子，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就不
同了﹔甘心作小草，還時時想到自己不配，在大衛王的面前蒙恩，跟王同
桌吃飯(見撒下九﹕)。

小草，草芥，是給人看不起的，但卻在神面前蒙恩典。人的微小不要
緊，只要在小事上忠心，雖然僅有受託一千，二千銀子的恩賜，仍然該盡
心盡力的運用，那不是問題。切不可妄自尊大，雄心勃勃的期作大樹。到
頭來還是小草耐得久，直綠到天邊。

多馬金培思(Thomas A. Kempis,1379-1471)說過：“神與謙卑的人同
行﹔祂向低下的人顯現﹔祂賜聰明給微小的人﹔祂顯示祂的心意給清潔的
心﹔但祂的恩典向好奇和驕傲的人隱藏起來。”

伊拉斯謨(Erasmus, 1466-1536)說﹕“沒有謙卑而尋求品德，是枉然
的﹔因為神喜悅住在謙卑的人心裏。”  (原載導向.150)

     

       

      海灘上

人是需要與大自然契合的。人，走向海灘。
空氣，陽光，海水，都是免費的享受：人人都可以享受。在這裏，證

明世界上最好的東西都是免費的；又何必炫耀自己的消費能量高人一等，
要跟別人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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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大家都一樣。沒有紳士淑女，沒有財富階級，沒有盛裝的標
識來代表階級；有的只是人，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爸爸，媽媽，和
孩子們。在海灘上，沒有人戴表示學位的帽子，也見不到光著屁股佩戴勛
章的人，可見愛慕虛榮也到不了這裏。當然，也沒有虛假的記號和標籤，
甚麼是走私成功的叫成功者，走私失敗的卻稱為走私者，多麼不公道？正
如海灘上的沙，就是一粒沙；人群中的人，就是一個人。

隨著人的腳步踏在海灘上，留下一行行的腳印。人人都有腳印。大群
的人，留下許多腳印。沒有誰覺得奇怪；也沒有人能夠例外：每個人都有
腳印，沒有不留腳印的人。這個人的腳印，踏過那個人的腳印，沒有誰去
留意；雜亂的一堆，無法去辨認，也懶得去辨認。

時間的浪花湧來，潮起，潮落，抹去了海灘上的腳印：誰的腳印都是
一樣，誰的腳印都不留下。哦，原來神創造的人，真都是平等的，逝去時
也是平等的。時間帶了人來，時間又把人葬埋。

時間和記憶，是人的朋友，也是人的敵人。海灘上，是個使人忘卻時
間的地方。曾有人說：“我思，故我在。”也可以說：“我記得，所有我
存在。”其實，未嘗不可說：“我忘，故我在。”

這是海灘上的遐思。

       孩子與大海

孩子們的眼睛，像海一樣的藍。孩子們的歡笑，像浪花一樣的美。
孩子們的眼睛，望著遠處的大海，沒有盡頭，直到天邊。孩子們歡笑

著，拍著水，激起浪花，追逐浪花。
不久，孩子們就發現，他們的小身軀，原來比海水還輕，可以浮在水

面上，可以在海面上划向遠處。
啊！遠處深藍海水的盡頭，與藍天接連在一起，好像是就可以爬上天

的邊緣，在浪花與白雲叢中嬉戲。
向前，向前，永遠向著遠方。稚騃的童心，沒有疲倦，沒有休止。但

是，有一雙慈愛的手托住他，引導他，也約制他，保護他，給他安全。
雖然，他享受著溫暖和歡樂，但他不要約束。一顆飛揚的心，要遠航

像白雲片片的帆影，航向遠方。多麼詩意，多少豪情，多麼值得嚮往的自
由！藍色在向他招手。

十五年前，二十年前的孩子們，今天在哪裏？他們已經越過了海洋，
也越過了時間的記憶，到另外的地方去了。他們被理想吸引，追逐著...
追逐甚麼呀？只是不曾回來，重拾那丟棄在海灘上的貝殼。他們的耳朵，
聽的是另外的喧囂聲音，再不曾留意海浪的絮語。

       老人與蓆子

海灘上，有許多老人。他們的銀髮，飄動在海風裏，海風也撫摸著幾
顆光禿的頭顱，像是長者撫摸著孩子們。

老人們的腳步，不像孩子們的腳下彈著歡笑的音符。他們走著，似是
遲疑的舉步，凝重的落下，有的還拖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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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把一張張的草蓆，伸展在海灘上，然後，把身體放在蓆子上，伸
展開四肢。不要說老人們時日無多；他們似有儘多的時間，靜臥在那裏，
看潮起潮落；高聳的肚子，在輕微的起伏著，應和著呼吸的節拍。

不要笑老人四肢退化，中原發達。且猜他們肚子裏裝的是些甚麼：有
的是酒囊飯袋，裝著不待隔宿就已變了質的珍饈美味；有的是滿腹經綸；
也許是一肚子壞透的惡毒詭計。且不要管它。每人都有一個肚子，誰也看
不透。

每個人，只佔有一張蓆子的地方。誰能想得到，人的需要竟然是那麼
少！

他們當然不是生在海灘上，也不是從海裏上來的。他們到了這裏，可
能有一段長路，雖然各人的路不盡相同。

孩子生下不是自己選擇的家裏；雖然有家，而且不管多安全，舒適的
家，不久就幻想自己的家。小娃兒們在一起時，玩他們“家”的游戲，在
不遠的海灘上就可以看到。他們在用沙堆起自己理想的家。長成了，在建
立事業以前，就先成家；開始是小屋子，在搬到大屋子；隨著事業和家庭
的發展，搬到更大的屋子，到華偉的巨宅廣廈！然後，攀上頂峰；不久就
越過頂峰：年紀漸漸老了，孩子們搬出到各自的家，巨廈顯得大而空寂。
於是，欲望也退化了，搬到小屋子，再搬到公寓。啊！原來人真正需要的
竟然是那麼小，一張蓆子的地方就夠了；最後，埋葬在墓地裏，大約也只
用一張蓆子的地方。

人只有不再擴張，不再想佔有更多空間時，才真的偉大。人與大自然
融合，才真的偉大。遼闊的海灘，無垠的海洋！

願世上的君王們，領袖們，偉大的人物，脫下衣服，脫卸煩惱和偽裝
躺臥在海灘上，長久靜臥在海灘上。

       清掃者

以前我很少注意到，海灘為甚麼會這樣清潔。現在我發現了，原來是
有使它保持清潔的人。

岸邊有些樹木，新綠長出時，褪下衰老的黃葉，果實發生時，飄落失
色的花瓣。海灘上的人，在歡樂逝去時，也留下殘餘的破紙，髒物，空瓶
和碎杯。而有些人的工作，就是為了別人的歡樂而辛勞，正像有別的人，
是因他人的辛勞而歡樂。

這似乎是個古老的定律，也是用古老的方法來處理。
清潔工人們，忍耐的，緩慢的工作。那是人間永作不完的工作：一批

人去了，又一批人又來。他們彎著腰，撿起丟掉的東西，掃起落葉殘花，
放在筐籃裏。有時，一陣作弄人的風吹來，把所堆積的又散播開；除了再
收集外，哪又有甚麼辦法？

他們背負著沉重的忍耐，工作著。彎下腰，又挺直起來，一下又一下
的掃著，一件又一件的撿拾，從腳下，一步步走向遠處，忍受著時間的折
磨。實在說，他們不曾抱太多的希望，希望工作的完成，人類都會變的關
心別人，不再製造垃圾，自然界只生長而沒有凋謝。他只是盡自己的責任。
他的責任是，在某一時間內，周遭更為清潔。

誰能作得比這更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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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語
靜觀海灘上的人，靜聽大海的語言，時間的韻律，泛起永恒的頌歌：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作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甚麼益處呢？我看見神叫世人勞苦，
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
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傳道書第三章 1至 11節

那位曾在世上住過的人中最有智慧的王，也無法了解人生的真意義。
但他知道，神一切有美好的計畫；人領受神的恩，應當喜樂而感恩，敬拜
神，榮耀神，為了永生預備，與神在永恒中同住。    

       愛的遠流

當將糧食撒在水面上，因為日久必能得著。
傳道書第十一章 1節

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於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任
派駐巴黎的代表，爭取友邦的援助；戰後繼續留在那裏，協助安排和約談
判，作外交上的折衝。

1784年，他得知有個名叫韋柏(Benjamin Webb)的人，遭遇到困難。
同處異鄉，七十八歲的老人富蘭克林，早年也曾經歷過貧苦，寫了一封信
給他：

親愛的先生：
你的處境使我極為同情，特附上十個金法郎。但我不想假裝贈予
你這筆錢；我只是借給你。當你回本國後，定會作某種事業，慢
慢就能償還所有的債務。那時，當你遇到另一位誠實的人，在類
似的困境，你必須同樣借一筆錢給他，作為還給我，並且要囑咐
他，到有了機會，也必須照樣作。我希望在轉許多道手之後，才
會遇到個騙子，使這運作中止。這是我的一個小手段，用有限的
錢，作大量的好事。我不是豪富，能夠任意作得起許多善事，不
得已略施方法，以少成多。敬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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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程發達                               僕本雅憫.富蘭克林

這封信寫得很有技巧，善良真摯而親切，現出寫信者的智慧。富蘭克
林當然深知人本性的邪惡，但他選擇信任人善良的一面，在這上面建立他
“行善不可喪志”的理想。他期望，行善的水流會流得很遠。

    富蘭克林的信中，設計出水流的形象，表現出他對錢財的正確認
識 。 錢 (Currency) 本 就 是 “ 流 通 ” 的 意 思 ， 字 源 來 自 “ 跑
”(run,course)。把錢積聚起來，使“通貨”不流不通，是違反本性的，
就失去了價值。我們看見河水清澈可愛，是因為“流水不腐”。積聚不流
的水會腐化，變臭，變毒。積聚不流的錢財，會腐化人生，腐化子孫，遺
毒不小。

在這裏，我們不難想到主耶穌在曠野行神蹟的事。祂把一個孩童獻出
來的五餅二魚，變成使萬人得飽的超巨型筵席(吃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
有五千)，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見太一四：14-21
約六：5-14)。這不僅是顯明祂是神的兒子，不僅是憐憫跟隨著聽道忘食
的群眾，對門徒也有教訓的意義：要憐憫，要傳遞，要分出去。

在這過程中的一個關鍵，就是門徒的“遞”：主望著天祝福，擘開餅
“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如果其中有門徒私心忽起，要為了自己
囤積居奇，就會使恩典的流止住，不再傳遞出去。

當時吃餅得飽的人，過了一天就不再飽了，消化了，那些人也從地面
上消失。但門徒學得傳遞的功課，把主的福音傳遞出去，把愛和憐憫傳遞
到到遠方，到遠代，傳遍人間，不停的傳遞，使福音擴展，使許多人靈裏
得到飽足：包括你和我！

我們都有責任，是照著主所交託的，“白白得來，白白捨去”。

富蘭克林知道人性的問題，並不曾過分把現實理想化；他知道在“轉
許多道手”之後，會遇到個“騙子”。但我們應該盡其在我，不因現實而
氣餒；更要常心存盼望，“行善不可喪志”，把“糧食撒在水面”。最低
限度要對自己誠實，不要作“騙子”。

這存著盼望撒種的工作，是以少成多。我們不是要求得許多的力量，
而是要盡我們所有的力量。教會的主欣賞非拉鐵非教會：“我知道你們的
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啟三:8)
主稱讚他們，並不是因他們大有能力，而是因為他們肯盡那所有的“一點
力量”；主就應許給他們“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領受了恩惠，自己要有“欠債”的感覺。中文的“債”字，古時也寫
作“責”。欠債就有還的責任，欠債不還，就成了不負責任的人。保羅說：
“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羅一：
14,15)。說真的，保羅大可以宣布：“我不欠任何人的債！”但他知道，
他蒙了主的恩典，就成了欠主的債的奴僕，一生都還不完；正如我們所說
的，罪人“萬死莫贖”，我們得了主的救贖，也是萬生難償。使徒保羅的
態度是“情願盡我的力量”。他肯負責，肯還債，福音就繼續的流通下去。

歷代以來，都有主忠心的聖徒，繼續這福音的傳遞；雖然遇到險阻，
迫害，這恩惠的流總不止息。我們回顧教會歷史，回顧自己信主蒙恩得救
的經過，再追溯上去，都要匯到福音傳遞的河流。那是生命的巨流，那是
福音傳遞的血統。我們要使這傳遞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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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聽說過，傳福音是愛人的靈魂。只看見人心靈的需要是不夠
的，必須認識是“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基督耶穌]既替眾
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而
復活的主活。”(林後五：14,15)

從富蘭克林的信來看，那絕不是法律文件，並沒有強制的效力；並不
是說，受款的人如果不照他的意思去作，就將依法追訴等語。所有的，只
是憐憫同情的愛；是這愛感動受信人，激勵受信人，去繼續這愛的遠流：
如此而已。

耶穌基督的愛，是無比的大愛。祂是神的獨生愛子，原與神同等同榮
神看到人在罪中的可憐景況，因祂的大愛，不願世人沉淪，就將祂的獨生
愛子賜給我們，就是基督耶穌道成了肉身，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死了，
使我們因信祂而得稱義，能夠返回父神的家裏。我們既然得神賜給我們這
樣的大愛，也該受激勵，傳遞這愛的福音信息。

“激勵”的意思是約制，賦予方向，也加添力量。責任心和良心，有
對人約制的力量。河水流在兩岸夾峙的山谷中間，就能衝越岩石，激騰奔
瀉，且能夠發電，成為能源和光明。今天聖靈在教會中間居住工作，在聖
徒心中作激勵的工作，沒有失敗的可能。祂使我們的人生有方向，不畏險
阻，“流出活水的江河”(約七：38)，所到的地方帶去滋潤和生命。

你要怎樣作？

後記：

富蘭克林所理想愛的河流，到底只是理論，不知道如何結束，或如何
結束的。也有人說，這成為一個基金，已經集聚到三幾百萬美元。

無論如何，富蘭克林是個發明家，也許，只把這事當作其實驗的節目
之一，並未全面推廣，因此只是單傳的涓涓細流，容易被私欲塞斷，沒有
成為浩蕩巨川。還有一個問題，是必須要先改變人性，從重生的新生命開
始。這是福音的道路，是生命的活水，必然沒有失敗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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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的橋                    
    
天空，白雲飄移著。橋下，清澈的河水流過。白雲的影兒在水中流動

應該是無聲的，卻偏潺潺的細語。
橋的盡頭自然是土地，上面種著鮮綠的草，豔麗的花。這些花草，昨

天不在這裡，明天也許就已經枯乾凋謝。
橋上有一個高聳的門柱，是一個日晷。那是一座單柱的懸挂橋。橋身

是鋼鐵架，鋪著不滑的玻璃，半透明的。日晷倒是真的日晷，投影在北端
的地上；那裡有鋼骨水泥作的計時點，分別按時刻標識著時間。我到那裡
的時間是下午二時一刻，還算是挺準的。

一個老人，低頭看看日晷的時間，再看看腕上的錶。
問他：“時間還對嗎？”
他說：“如果不對，要拆掉這座橋。”
我說：“應該丟掉錶。”
他說：“不錯。那容易得多。”
可惜，多少人缺乏這樣的智慧，要想拆橋。過河拆橋，是錯誤的；還

沒過河就拆橋，如果真能夠那樣作，是真的愚昧。

在這裡，時間靜靜的移走。日晷的影子在移動。天空的白雲在移動。
河水在流動。水中的白雲也在移動。懸吊橋身的鋼纜，淡淡的影子投在白
色的日晷上，形成一條條的花紋。橋的影子落在水面上，也慢慢移動。

沒有甚麼是永久的。提醒我們時間的流逝。惟有神：祂永遠是一樣的。
“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一：17）

時間表現在橋上。
走在橋上的人，有老有少。有的坐在輪椅上。引起我的遐想：橋這端

是少男少女，走到橋的另一端，成了彎腰僂背的老婦老翁。誰能說那是不
是同一的人？甚麼時候能夠再在這裡相遇？會能不能再相遇？

橋上的行人，都走得很慢，不是匆匆忙忙的。當然，更沒有爭道吵架
的。也許，都在沉思。

詩人李白說：“夫天地者，萬物主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
生若夢，為歡幾何！”（“春夜宴桃李園序”）依詩人看來，光陰是客旅。
華人對時間的觀念，光陰是“白駒過隙”，人像是置身局外，從宇宙的縫
隙中，窺視那白色的駿馬馳去。

其實，人總不能在時間之外，人是行在“日晷橋”時間上面的過客。

奧古斯丁曾在默想：時間是甚麼？
如果沒有人問我們，我們還知道；如果問起來，我們倒不知道了。我

們說的時間，是時間的長度，並不是時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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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道行人橋。沒有誰能駕車上橋：不論是豪華的車，或是年衰力
竭氣喘咳嗽的車。這倒使大家真平等了，不像在日常生活中，車比人更能
表明階級，貧富的差別。大家都是在橋是經過的行人。橋面是玻璃作的，
不是全透明的；從下面只能夠看見橋上人移動腳步的影子。不過，我們的
腳步，在神面前是完全透明的，祂知道我們的行動和方向。

當然，橋給人的方便，是走過去還可以再走回來；而真正的“日晷橋
”，過去就是過去，不能再轉回來的。

我們都是“日晷橋”上的過客，從今世通向永恆。那是單行的橋，就
像逝去的流水，一去不再轉回。

想得太多，把橋變成了哲學的觀念，橋就不存在了。那是很危險的。
造橋的人，是要我們走在上面。

人，從不同的地方來，來看這道橋，走在這道橋上。有的是從遠方來
的。這說明大家都知道橋的可愛，橋的美麗。橋是溝通兩岸的路。人與人
之間，有寬闊的河水隔絕，變成了相對而不相連的孤島；是橋，把兩岸連
在一起。

人如果張開緊咬的牙關，放鬆緊握的拳頭，伸出手來，雙方連成一道
友誼的橋，人生豈不是美好得多？

我們造訪的那天，是個好天；有光明的太陽照著，碧藍的天空。卻仿
佛少了點甚麼。

噢，如果加上一條橫空的彩虹，就會更美麗得多。聖經記著：在挪亞
的洪水過後，神把虹放在雨後的天空，作為立約的記號，表明祂不再發怒
用水滅世界：懸起毀滅的弓，成為和平的橋（創九：12-17）。

但願大家都走過那道屬靈的橋，人與神之間和好，帶來人與人之間的
和平。

不論你知道與否，我們進入新的一年，是行在日晷橋的上面。請謹慎
你的腳步，才免於滑跌。

願我們默默祈禱，求那位掌握日晷的主，保守你我能不失腳，到安然
站在祂的面前。

人來看這道橋；是橋，把兩岸連在一起。
如果所有的人，都張開緊咬的牙關，在相逢的時候，展顏笑上一笑；

如果都放鬆緊握的拳頭，伸出手來，雙方連成一道友誼的橋，人生豈不是
美好得多？其實，那並不需要犧牲甚麼財物，人又何必吝惜？

在這一年的開始，但願大家都走過那道屬靈的橋，人與神之間和好，
帶來人與人之間的和好。願神的兒女們，都作使人與神和好的使者，作建
造橋樑的人。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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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這道新近建造的橋，就叫“日晷橋”，因為懸挂橋身的，只有一座 217呎
高的門柱(pylon)，作日晷的形狀。這橋建在北加州的小城萊頂(Redding)。一道不平
常的橋。設計的人是在瑞士開業的西班牙建築師 Santiago Calatrava。橋長只有 700
呎，23呎寬。那是一道行人橋，上面沒有車輛行駛，所以很安靜，安靜可以供人省思。

時代雜誌(Time)稱那別出心裁設計這橋的建築師為“鋼和玻璃的詩人”(“The
Poet of glass and steel”)。

為甚麼一座耗資二千三百萬美元的行人橋，建在一個小城市，橫跨一條河，來往
的人並不是那麼多，也不收費？

世界上有些東西，不僅實用，也應該思想。就像天空的彩虹，是最美麗的，卻實
在說不上甚麼實用價值。誰能說那是無意義的浪費？

如果這橋能夠引起誰對“時間”的認識，那就足值得全部的造價。當然，像時間
不必付費一樣，行經這橋也是免費的－人畜一律平等。

    

    得勝的秘訣

十多年前，見到書畫家熊盛叔荇女士的一幅字，不僅書法佳妙，意思
也很深遠；在氣概上，仿佛張橫渠的“西銘”，不過，似乎更為具體：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
能無求者天不能賤
能不懷居者天不能困
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
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
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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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意境，頗為值得羡慕；只是自己孤陋寡聞，不知道是誰的
話。因此，寫信向寫字的人請教。獲覆信指示，出於魏叔子。

明朝末年，寧都名士魏禧，字冰叔，號裕齋，又號勻庭，喜讀史，而
愛實學。這短短的五十七個字，描述出了一位超越世俗的君子。其中的“
天”字，當然不是有位格的神，指的是自然界的能力。

人不論有多少錢財，如果不知足，還是去著力貪求，證明他實在是貧
窮的人。

人的卑賤，不在於其是甚麼，有甚麼，只要有求於人，就是卑賤；如
果他不想從誰得甚麼，自然就可以無求，也就不會賤了。

如果不講究住的地方，可以隨遇而安，誰可以困得住他？        
如果不怕死，真的“視死如歸”，就不會為死所威脅，死在他身上失

去了權勢。
人有理想，照著理想造就人才，就仿佛“複製”了許多的典型同志，

所以不會再孤單；希望到物質掛帥的今天，仍然持續不絕。
人不只想自己，為天下著想，為後世著想，生命的目標不限制在自我

裏面，不因自己在世的短暫生命逝去而停息，就把自己融會在宇宙的巨流
中，還有甚麼能斷絕？

魏叔子並不汲汲名利，明代覆亡，他澹泊退隱以終。
這樣的人生，是理想的人生。不過，這裏所說的“能”，是偉大的假

定，但到底是假定。作得到那六個“能”字，真是知足，安夷。只是如何
才可以作得到呢？

使徒保羅不僅說他自己能知足常樂，隨遇而安，處變不驚等理想和口
號，而是說：“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
都能作”(腓四：12,13)。

人天然的力量是有限的，絕無法勝過世上的困阻，試探，必須要有超
自然的力量。這秘訣，是承認自己不能，要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就是倚
靠主，給我們屬靈的力量：“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靠著
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八：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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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種讀書
                

最好的旅游，是沒有時間限制，沒有計畫的旅游。這在性質上，跟莊
子的“逍遙游”相仿。

這原則也可以用在讀書上。
說到讀書，很容易想到一些話：“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萬

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些話，不僅滿有陳腐的氣味，功利的氣味，
甚至還有銅臭味，叫人胃裏不受用。

現在雖然皇帝的名詞和意義改變了，“朱紫”禮服的顏色改變了，“
為甚麼讀書”的觀念，還是沒有改變。看到一疊疊的書，總不免想到台階
的形象：讀書，只是往上爬的台階。秀才，舉人，進士；學士，碩士，博
士，還不是一回事？混個好差事，多撈點錢，雖不一定升官，但願合法發
財。這是有目的的讀書。讀書，不過是手段，是達成撈錢目的之網。這樣
的讀書人，不成功也罷。這樣的讀書法，是苦工。

讀書不為功名利祿，是為讀書而讀書，用莊子的說法，應該說“逍遙
讀”，不管它貴不貴，不論它高不高。這樣，沒有壓力的感受，是消遣，
是樂趣。現代人的問題是難得閒，但為了讀書，總得“造閒”讀書。

有一副聯語說：
身無半畝心憂天下
書讀萬卷神交古人
不僅氣派大，心志高，所說的正是這種讀書的樂趣，是我欣賞的。
既說“神交古人”，自然是語言和思想有關係。雖然有人喜歡鑽研數

學，科學理論為消遣，也有人以思求文法為樂事，但那不是多數人的習慣，
也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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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古人”，不能缺少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必須有共同的語文，
才可以傳通；一個條件是了解歷史的背景。這就難免要在這兩方面下點工
夫準備。想想看，兩個人沒有共通的語言，怎麼能談得來？這就像哥倫布
航行的時候，原是想到中國向“天可汗”傳福音的；為了這目標，他帶了
一個人，那人通曉希伯來文，也略通亞拉伯語。如果見了面，那才真的是
言語無味呢！想起來就想要笑。因此，語文訓練是少不得的。另一方面，
至少得讀一本好的歷史書。因為人能走到不同的地方，但難以走進不同的
時間裏。不了解時間背景，很難以了解人的思想。這麼說來，最好還是要
讀讀思想史。當然，這段準備時間不會很短，也不會很愉快；但這番投資
還是值得得，就像要辛苦種樹，才可以享受甘甜的果子，一樣的道理。

可惜，為了這個原因，很多人就不肯讀書了。也有人跳過了這一步，
取巧抄近路，結果不是讀不下去，就是讀不出味道來，是很可惜的事。我
還要說明，就是讀本國文字的書，也是如此。先有了語文的根柢，然後，
越讀越進步。附帶說，身邊要預備幾本好字典，好隨時求證：人以為自己
知道，和真的知道，完全是兩回事，知道自己不知道，就該隨時求知。

到這裏，你可能想得到，我是要把論題限於讀文學書了。雖然如此，
仍然是個大題目：那麼多的書，從哪裏讀起？

還是先說不要讀甚麼書吧。市面上的所謂“暢銷書”，大多數是無足
觀；看一兩本淺嘗，倒還無傷大雅；成為習慣，就有害無益了。

一般書有兩種功能：以娛(to please)，以教(to instruct)。但這都
可以朝兩個方向發展，或正或負，或好或壞。因此，從古典名著讀起，既
安全，又合宜。再說，名著的品質好，不是為名，而是因為古人一般不急
進求名，他們肯花時間，不坐在電視機前接受“電子麻醉”。這樣，他們
的為學與著書，就不大流於膚淺。何況經過時間給我們過濾，根本不行的
東西，早就給浪淘盡了。

論到現代中國文學，有位朋友說，如果今天華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才會叫人臉紅呢，因為實在沒有拿得出門的世界水準作品(現在終於有人
得了獎)。 要看好的中文文學書，還得從故紙堆裏面找。

紅樓夢是本好書。這倒不是搞“紅學”一行人的意見，也不必多談考
據。紅樓成夢，可以看作敗家記。豪門巨宅落到只有“大門口的石獅子還
是清白的”，不敗還等甚麼？

水滸傳則是寫妖魔出世，“替天行道”，貪污腐敗的高官大吏，到不
堪問聞的地步，自然是走上亡國之路。至於西廂記和三國演義，也各有其
長。

讀西洋文學，現在容易多了，不必精於多種文字，也不必啃拉丁文，
因為大多有可讀的英文譯本。

荷馬(Homer)的古希臘史詩，自然是該讀的。還有，奧維德(Publius
Ovidius Naso, c.43 B.C. – 17 A.D.)，也值得欣賞。戲劇必須上溯到
希臘作品。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和彌爾敦
(John Milton, 1608-1674)的詩，到現在還是英國文學的雙璧，該列為必
讀。晁塞(Geoffrey Chaucer, c.1340-1400)的敘事詩，在人物刻畫上極
為生動而成功，但現在的坎特伯里故事詩(Canterbury Tales)，大部分都
是節本。

談到美國作家，我認為不該不讀梅威爾(Herman Melville, 1819-
1891)和雅各(Henry James, 1843-1916)。自然也難忽略馬克吐溫(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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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ain, 1835-1910 本名 Samuel L. Clemens)。海明威說，現代美國作家，
都是馬克吐溫的子孫。水流，不會高過源頭。其實，他不僅在文字風格上
影響後來的作家，也把淺薄和諷刺基督教傳下來。在現代作家中，我喜歡
不太有名的薩洛揚(William Saroyan, 1908-1981)。

這似乎是個發霉的英美文學主修的書單，看來迂腐過時。不過，時下
的人寫了些甚麼呢？不是外太空的科幻小說，就是與病態心理有關，或怪
異恐怖。所描寫的內心世界，反應出人心靈的空虛，苦悶，想逃避現實，
想向外面發展。“子不語：怪，力，亂，神”，他們剛好反其道而行。人
的靈魂真需要舒展，真需要超越這個污染的世界。

“開卷有益”的話說得太多了，很少人說開卷有害。在這裏總該說上
幾句。

莊子“庚桑楚”說到有個人去見老子。老子問說：你為甚麼帶那麼多
人來？他回頭看看，並沒有人。當然，老子說的是在他的思想裏面。現代
人恐怕帶著成群的盜匪，惡黨，不知他們的思想有多少髒東西。

又一個故事，是美國律師，辯士兼政客殷格索 (Robert G.
Ingersoll, 1833-1899)，他以攻擊聖經和懷疑論著名，他的書架上，收
集了很多那類的書籍。有個記者去訪問他，說他為了這些書，該是付了相
當代價購買，意思含著稱讚其周博。殷格索掃視了他的藏書一遍，回答說：
“我付的代價是伊利諾的州長，可能也加上美國總統！”那或許是可以相
信的話，但其中有幾許悲哀：讀錯書，悔之晚矣！雖然說來不失豪氣。

同樣的，一本好書，讀的人不對了，或用錯了，也會有另一種作用。
中國的精忠說岳傳，講岳飛的故事，在通俗讀物中該不算壞書。但不學有
術的軍閥讀了，以為有利可用。他以為效法岳飛，跟外人打仗，成功了有
利，失敗了也得名，就不管國勢國利，起而訴諸戰爭，博取國人同人情。
結果如何可知。

這樣看來，不問你是否為了甚麼而讀書，所讀的還是對你有影響。無
所為而讀，卻有所獲，得到生命的建立與造就，是多麼可喜的事。

對基督徒來說，我們應該有的生活原則：“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林前一 O：31)。讀書，娛樂，都為了豐富榮耀神的生活，都要
以聖經為基礎，為標準。

有人問英國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照他看來，
誰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說家。狄更斯回答說：“世界上最好的小說，是聖經
中浪子的故事。”這不是說把聖經當小說來讀，也不是說只讀聖經。但不
妨說，神所啟示的聖經是文學靈感的來源；因此，好的西洋文學都與聖經
有關。讀多幾本書，可作這結論。盼望神興起弘揚聖經文學的基督徒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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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老虎

在柏克萊 (Berkeley) 這個大學城，有人說是反叛的營寨，有人說是
時代的先導，這要看你是跟甚麼人談。

在街頭漫步，總會見到離經叛道的怪人異行；心理上有了準備，也就
見怪不怪了。

但有一天，走到一間店，其招牌仍然使我覺得怪；稍微想一想，不是
怪，倒是怪有意思的：招牌上的字赫然寫的竟然是 Paper Tiger (紙老
虎)！賣甚麼呢？原來是間書店。

記得，在許多年前，有一陣子流行稱美國是“紙老虎”，表明當然是
輕視的意思：虛有其表，不足為懼。現在這名詞已經相當不合時了。卻也
有人說：“不過這紙老虎有核子牙呢！”真的，這核子牙足以吞噬全世界
人類而有餘。這是另一方面的看法。

現在我們說起“紙老虎”，有兩個不同的可能含義：一是物質方面，
老虎是紙作的；一是從超物質方面看，紙的製品卻能有老虎的威力。用來
作書店之名，是巧思，也是深思。這自然不免也引起我的深思。

華人有句話說：“百無一用是書生”，書，不是紙老虎又是甚麼？不
但煮文不足以療飢，即使一紙博士文憑，如果讀的是文科，也沒有多大分
量。更不用說辛苦攪腦汁寫出來的作品了；活該，出版店的老板可以拒絕，
出版了，讀的人可以輕蔑置之不顧，玩槍桿子的獨裁者可以暴力禁止或扼
殺，可以談虎而色不變。先知耶利米領受了耶和華的啟示，用許多嚴厲的
話警告犯罪的人民，文士巴錄奉命寫在書上；但這對於猶大王約雅敬起不
了甚作用，他“用文士的刀，將書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
燒盡。王和聽見這一切話的臣僕，都不懼怕，也不撕裂衣服。”(參耶三
六：23,24)佢小獨裁者看神的話不過是紙老虎，怕它作甚？可以向它挑戰，
可以作打虎英雄！這不也是今天人們對宣道文字的輕視，對文宣士加以忽
略的態度嗎？但結果呢？神的刑罰終於臨到那惡王和國民，紙老虎把他們
吞噬了。

書刊真如同紙老虎，看來無爪牙之利，似乎不足以傷人。但在另一方
面，其威力足以改變人心，改變世界。

但看人類歷史，近五百年來，有這麼大的變動，不難發現實在都是活
字印刷風行以後的事情。

有人認為是影響人思想的書，改變了近代的歷史。大家所熟知的有：
謀奇維利(Ni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君主論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天體運轉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論贖罪券功能的九十五條
貝肯(Francis Bacon, 1561-1626)：學術進步論
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方法論，沈思錄
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
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民約論
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物種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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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夫人(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 1811-1869)：黑奴籲
    天錄
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資本論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精神分析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相對論
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845)：我的奮鬥
這些書，不管其好或壞，立論不一定正確善良，文理不一定優美，甚

至不都是被正確了解和運用，卻都影響著人類歷史進行的方向，發揮了“
紙老虎”的威力。我們可以假想，沒有這些著作問世，今天的世界將是甚
麼樣子。如果問：中文書對世界有甚麼影響呢？除了中國文化對人類社會
整體有一定貢獻之外，具體的例子，是孫子兵法的現代應用，使“萬骨枯
”而沒有一將功成，打敗了從未有戰敗記錄的美國：是“紙”老虎，打敗
了“紙老虎”！

當然，最大的文字威力，還是來自神所啟示的聖經。當然，不是吞吃
殺害，使人失去生命，而是使人得生命。有多少的人，因聖經的真理，生
命得以改變，也進而改變了人類歷史和文化，真可說是不可勝紀。即使不
充分了解聖經的話，也能收到一定限度的功效。

哥倫布(Cristobal Colon, or Columbus, 1451-1506)寫信給當時西
班牙的共同統治者男王女王，說到他的發現新大陸：“不是靠理智，數學，
海圖也無用，是靠先知以賽亞的話成功。”哥倫布是指以賽亞書第十一章
10至12節，和偽經“以斯得拉”書。當然，他是個太不準確的解經人，
只是為了適合他自己的意想。像在中國的洪秀全等，也是以類似的方法利
用聖經，興起太平天國革命，幾乎推翻滿清。

惟有正確的使用聖經，使人得新生命，功能無可比擬。願聖靈感動聖
徒，追求明白主的話，靠主發揮文宣的無限威力。

   韋列論翻譯             

現代的華人，洋文學不了多少，中文卻是丟掉了，甚至以為是羞恥。
也許，再過些時候，華人到中國去，不懂中文，還需要請人作翻譯；有時
不免請洋人作翻譯，那可有意思了，而且有人還能以為光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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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年代，洋人中的宣教士，真箇夠這樣的資格。現在因為華人競
學洋文，宣教士學了中文，就無“用文之地”，所以差會索性不要求他們
花那種時間了。

洋人對中文學得通，學得好的，我們都知道的，有蘇格蘭宣教士理雅
各(James Legge, 1815-1897)，在香港牧會並作英華書院的校長三十年，
把中國古典文學譯成英文。1873年回英國以後，作牛津大學的第一位中
文教授。

英國東方語文學者韋列(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不僅是
漢學家，也通日文及其他東方語文。他出版翻譯的 170首中文詩，多首日
文詩集，並別的文學巨著。韋列曾任大英博物館助理書畫部主任，後任倫
敦亞非研究院教席。以下是韋列談翻譯文學作品注意的事，雖然不是嚴格
的專門性論著，只是散談，卻深有見地，可為有志文學者參考。作者要求
較苛，說話也較苛，讀者該諒解。

我現在要說的，似乎淺顯，卻不是真箇淺顯，否則人就不會屢屢疏失
甚而故犯了。

翻譯的目的不同，體裁自亦有別。如果譯法律文件，只需作到達意該
就可以了﹔如果譯文學作品，在顧及文理之外，還要求能抒情﹔因為在原
作中，作者注入了他的情感﹕激憤，憐惜，歡悅。在作品中，涵有他的韻
律，他的強調，他特意的選字遣詞。如果譯者在讀時體會不到，只是簡單
的來上一串無節奏的字典意義，或以為是“忠於原作”，自詡“信”譯，
實是誤傳。

在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或譯世尊歌) 近結尾的地方，有一段極
美而有力。武士有修(Arjuna) 得到天神的指示，勝過了他一切的游移不
決。因為那是在戰爭中，他必須要奮戰，雖然對敵是他的親屬或朋友。他
的話，被譯成幾種不同的標準譯文﹕

一   啊，那永不差失的一位！
     靠你的恩典，我的無知被銷滅，
     並且我已經得著記(屬於我的責任)，
     我(現在)不再疑惑，
 我現在將作奮戰，如你所告訴我的。
  
二   被銷滅了我的夢幻﹔
     靠爾恩典，毗濕奴(Achutya)，知識已被我得著。
 我立定不再疑惑﹔我將遵爾言而行。

三   我的迷亂已消逝遠去﹔
     我已得著記憶，靠爾恩典。
 啊，從不錯失者！
 我站定不再疑惑。我要行爾言。

四   我的夢幻已被銷滅；
     我已得著記憶，靠爾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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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堅定的一位，
     我被堅定，我疑已去；我要行爾言。

譯例一的缺點，在無韻律之美，加上毫無理由的顛倒語詞次序，並且
並不必要的加上括弧內的補文。任何讀者如果讀詩到此地步，還需要人告
訴他詩中有修所記起的跟他立願去作的是甚麼，此君必然是粗心得出奇，
也就不值得去俯就他。

譯例二比較好些﹔但 Achutya這個稱號，對譯文讀者並不表達任何意
義，似乎依其餘三位譯者的作法意譯較好。但是四位譯者都力求保持梵文
語風，譯作“得以記憶”，以代替“記得”，是否有任何理由﹖

譯例三，如果在“消逝”之後沒有“遠去”二字，會使韻律好一些﹔
贅加“遠去”並不會增加美感。但照我想來，譯例三 (巴特耐教授譯)是
四者中最好的。

譯例四給“我被建立”所破壞。雖然，在原文語源上是對的，但不可
能是“我持此立場”的說法；其意思是：“我已決定”。

建議譯法大致如下﹕

你，不朽壞的神！
已破碎了我的幻夢，
靠你恩典我記起了，
我持定立場，我不復猶疑，
我願行你命令。

我不諱言，這只聊勝於原作的無力迴響﹔但我想，比以上的譯例略為
有力而合韻律。無疑的，所有四個譯者，都懍於他們是在應付一首美妙的
詩中最微妙的一刻，但我不認為他們的譯文能表達出這種情感。

  在關鍵性的一段或行間，從開始譯者會實際感到那是極重要的，
要把它譯得準確，不是搬移或粗略約意可以了事的。在源氏物語中的“浮
舟”將近章末有這樣一段﹕浮舟在兩個情人中間無法決擇，定意自己投河。
她女婢右近的好主意，反使他煩惱。

這一段照字直譯是這樣﹕

右近，近躺臥處，那樣作。“只有當人思想事物，因為那人的靈
魂思想事物時迷失，實在易於有可怕的夢。當你決定如此或如彼
就接近成功了。”這樣，她嘆口氣。
[浮舟]展開軟布在她臉上，躺著，就是如此。

這裡所說的夢，顯然是指浮舟的母親在前一夜裡所得那“說起來怕人
”的那夢(正如譯注者所指出的)。

我對這段的翻譯﹕

右近來陪她小坐。“人如果像你這樣，折磨自己，我們都知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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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結果﹕靈魂脫離軀殼，在那裡游蕩，因此給你母親得那些
惡夢。沒有甚麼好疑慮的。自己打定主意或這或那，自會凡事大
吉。至少是但願如此。”說著，嘆口氣。
浮舟用柔軟的床單蒙著臉躺在那裡。

右近，當然不是一個土包子。但跟浮舟相比，是處於極低下的社會階
層(雖然，即使在照字直譯時我也不曾想提出)， 這在使用動詞時表達出
來。我們必須使她顯然用婢女的口氣同女主人講話﹔但要記得，她是浮舟
的老乳母的女兒，是她的心腹女婢。我們必須表明她這種好心腸但無用的
主意，絮聒得浮舟趨於無望。是不是我捉摸過甚破壞了這深刻的一段﹖我
不以為如此。在約二十五年之後，我又再翻看過，仍然不想作任何修改，
甚至感覺如果右近說的是英語，她大概也會如此說法。

沒有別的譯文可以拿來跟我的這段比對。如果有的話，或許會使我忽
然感覺我譯的是一團糟。我所想到的，是我譯過一段日本“能”劇卒塔婆
小町﹕

啊，她從何等絢斕中失落﹗
怎地冬天的蒼白
冠戴了她的頭﹖
何處去了那可愛的髮綹，雙結
青絲螺髻﹖
稀疏的枯髮，如今失去了鬈曲
在枯槁的皮肉上，
那雙彎彎的蛾眉，消褪了
遠山黛色。

這是我在一九二一年所譯如此，不能算是劣詩。但是在最近我讀到布
洛克譯的卒塔婆小町，刊於祁尼(Donald Keene)的文選中，我的信念有些
動搖了。他對這段的譯文如下﹕

怎地那般的嬌艷失去了﹖
甚麼時候她變了﹖
她的頭髮一團經霜的草
覆頸的青螺在哪裡﹖
顏色消褪了從雙彎的峰巒
在她眉間。

我立即覺得，我的譯文是無可救藥的冗贅複言，並且不合試圖改進原
文。我並不對布洛克(Brock) 的譯作完全滿意； 如果我的譯法太過於詩
意，他的則失之於太散文化﹔無論如何也難以使我信服“在她眉間”之句
堪為佳詠。

在中國小說西遊記裡，有很美妙的一段。唐三藏在涅槃之後，看到他
褪卸的塵軀隨水流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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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驚愕注視。悟空笑著說道﹕“師父，那是你！”豬八戒說：
“是你，是你！”沙僧撫掌喊道﹕“是你，是你！”那渡者也應
聲和道﹕“你去矣，可喜，可賀﹗”＂

海倫.赫斯(Helen Hayes)一九三零年的意譯本，這樣說﹕

一具屍體沖過他們旁邊。師父看了怕起來。但孫悟空在前面說﹕
    “師父，不要緊張，那不是別人的屍體，是您自己的。”那舵手
    也歡然應聲說道﹕“這屍體是你自己的，你該知道喜樂﹗”

原文的活力，在於重複那兩個簡單的字“是你”。如果覺得那重複乏
味，改成只有兩人在說話，我以為是把整段給糟蹋了。第二點要注意的是
那渡者說﹕“可賀”，他用的是日常道喜的話，像人遇到一個官員升遷等
喜事所用的，竟出人意表的用到三藏的褪卸凡體而升證佛果。海倫赫斯譯
作“你該知道喜樂，”太遠離常套(對話必須合於口語)，從來沒有人用那
種方式跟人說話的。

    這裡引到了語態的問題。當翻譯散文體對話的時候，應該使人物
說話合於譯文思路。應該聽到他們的語聲，就像小說家聽到他塑造的人物
談話，那聲音是顯明而真確的。但翻譯的人，無論是譯東方，或歐洲語文，
似乎多不照這原則去作。

且以碧翠蘭耐(Beatrice Lane)所譯的日本“能”劇土雲為例。一個
名叫小蝶的侍妾的對話，被譯成﹕“領了醫生所給的藥，我，小蝶，已經
來到了。求如此告訴他。”你可曾聽到任何人這樣說話嗎﹖準確的翻譯應
該是﹕“請稟報大人，小蝶從侍醫長那裡給他送藥來了。”＂

此類翻譯的洋涇濱，並不需要文學天才才可避免，只需要簡單的養成
聽辨談話語態的習慣就成了。不能夠參閱原文的讀者，自然會涉想到，這
類古怪譯文，是由於譯者可佩的力求對原作的語態精確，以為得以直參作
者的思想而自慰。甚至有人對我說，好讀的譯文，不可能傳達原文的真意。
實際上，就上例來說，如果把這古怪譯文跟原作對照，就會發現，那全然
是在武斷的作怪，毫不表示原本的語風。事實上，在表現自己思想時寫得
極好的人 (除非他在某種程度上習於翻譯)，往往在面對外文原本時，全
然失去正常的表達能力。我曾經審編過一本書，由幾位考古學家翻譯德國
同行的文章﹔所有的譯者在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都是傑出的作家，所譯
的材料，完全是技術性的和具體性的，譯者都能確切了解﹔但他們每一個
都譯得一無是處，只是極可憐的洋涇濱翻譯出品﹔面對德文語句，使他們
全然走調離轍。

我用“習於翻譯”的語辭，因為我相信，即使翻譯文學作品(不僅資
料)，也有甚多可以學習的。一個譯者，終究不必須是創作天才。譯者的
身分，就像是音樂演奏者，不是作曲家。他必須對字句和韻律具有起碼的
感覺力。但我相信，這種感覺力，可以極大的激發並增進，正像音樂的感
覺力，明顯的可以這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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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我所仰慕的法國學者，最近在論到翻譯者的時候，寫道﹕“他
們應該隱沒在原作的後面，讓原作真箇被了解，讓原作自己說話。”除了
在罕有的淺白具象陳述語例(如﹕“貓追老鼠”)之外，很不容易在另一種
語文中，找得到字字對等的語詞。這樣，翻譯變成了在不同的語詞裡面，
選擇最近似的。例如﹕在英文我們不能說“讓他們隱沒在原作的後面”，
大致應該說﹕“他們應該隱沒自己，讓原作說話。”諸如此類，我常常發
現，我要自己說話，而不是原作。我曾千番百次面對著原作，完全了解它
的意思，只是不知該如何重新煉鑄成譯文﹕不僅要具有正確的字典意義，
還要有原文的強調，語氣，和辯力。

不過，那位法國學者又說﹕“只講究美感，會失去翻譯的真實。”
我寧願說，翻譯者的真實功夫，是從“講究美感”開始。在此之前，外文
知識自然是必要的根基，但那是屬於語文學的範圍，與我所討論的翻譯藝
術無關。當然，有些作品只表現邏輯意義，不關感情。但特別在東方，是
絕無僅有。甚至在哲學作品中，也經常訴之於情感多於邏輯。當我譯中文
詩約六年之後，僅憑本能的引導，發現我自己無意的順從一種規律﹕把
[譯文]重音放在每一個中文字音上，重讀的語音自合符節。例如在

       深山無人徑

甚至可以把多至三個的輕音節來分開重音，像在

       依然弄扁舟。

這會給予我們一種感覺，就好像是賀浦金  ( Gerard  Manley
Hopkins) 所說的，“鬆弛韻律”(未經複案)。我未用韻腳。因為我想，
湊合韻腳， 會把譯文帶得遠離原作。但在每行末一字的恰當選用，同樣
重要，雖不押韻，仍等於使用韻腳。在自由詩體中，各行間的音韻關係，
其重要性不減於傳統的標準韻節。雖然如湊韻的詩匠們，有時確實搞到幾
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一位譯者(姑隱其名)譯了以下二行詩﹕

       那個小孫，十二歲減五，
       不能紡線也不會深掘土。

信不信由你，原作所說的只是

      兒女不知耕績苦。

同時，雖然這位譯者搞得一團糟，不過我不懷疑他該用韻腳，因為此
君身經親歷的是寫押韻詩。翻譯的人必須選用他得心應手的工具。這叫我
想起林紓(琴南)的話。這位翻譯大家，曾把許多歐洲小說譯成中文。當有
人問他，為何用古典文言譯迭更斯的作品，而不用今體白話文的時侯，他
回答說﹕“因為我所擅場的是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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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位特出人物的故事，我們實在可以學習很多翻譯的功課。我願用
些篇幅來討論。讓我來引述他所譯孝女耐兒傳的序文，作為引論﹕

余嘗臥病，獨處室內數旬。經日家人往來，穿戶過室，步履雜沓
可聞。余雖不見其面目，聞聲可知過我室者其誰。余有數友，時
挈西書過我，譯述朗誦於予。予雖不諳西文，然習聞可辨其文體
正確不爽，猶識辨家人之履聲也。

林紓(1852-1924)本來是以論評作家著名。他的古體文, 文體簡潔清
新而有力。他的從事翻譯，多少是偶然的。在一八九三年，一位年輕朋友
王子仁剛從法國留學歸國，帶來一本大仲馬的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用日
常的白話口語傳譯給他﹔林紓就開始轉譯成文言文。這似是件頗不尋常的
事。因為雖然有些中國短篇傳奇是用文言寫的，但小說從無例外的是白話
體。譯文刊行後，極為成功。

在以後的二十五年，他有大約一百六十種譯作問世。他對王子仁極為
愛戴，但並未再合作翻譯。王似乎早亡。但王有兩個懂法文的姪兒，跟林
合作翻譯了幾種作品。在二十年後，其中之一曾幫助林翻譯貝納丁
(Beranrdin de Siant-Pierre)的保祿與維琴尼。在從事翻譯約二十五年
的時間，他至少用了十六個翻譯同工。這些人多是年輕有為，曾受過高深
教育，被送到海外，學習海事工程等實用學科，他們不久就專注於外交或
政府生涯，自然不能長久跟林同勞於譯事。

當然，林紓的譯作方式有其缺點。在“門外步聲”的比喻中，或多或
少的承認，他的不懂外文，有些像瞎子入畫廊﹔朋友們可以告訴他，關於
圖畫的一切情事，除了實在的景象如何。自然這種譯法，會引致細節上的
誤意﹔他不斷的收到從全中國各地讀者寄來的正誤表。使他成為一個卓越
翻譯家的因素，是他極有力和生動的文體，和對傳達給他的故事的強烈感
受。在他所譯容琪(Charlotte Mary Yonge) 的大鷹與鴿子 序文中，他寫
道﹕“書中人物立刻化為予之至近至親。彼陷困窘，予亦失望﹔彼遇成功，
予亦得意。予似不復為生人，第傀儡隨著者之牽引而已。”＂

他的翻譯極為迅速。在一九零七年中，他發表的譯作有司各脫的 The
Talison 和 The Betrothed； 迭更斯的孝女耐兒傳，和滑稽外史﹔ 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的拊掌錄﹔ 有馬禮遜(Arthur Morrison)的 The
Hole in the Wall還加上道爾 (Conan Dole) 及其他通俗作家所寫的一
些故事。

他最著名的翻譯作品，大概是迭更斯的小說。他翻譯了迭更斯所有的
主要創作。我曾經把一些譯文段節來跟原作對照，從表面上看來，他把迭
更斯的作品譯成古典文言文，似乎有些古怪﹔不可避免的，迭更斯變成了
另外一個作家。在我的印象中，是成了一個更好的作家。他的過度修飾，
誇張渲染和冗贅絮聒的文弊消失了﹔原作的風趣仍在，但轉變成一種精密
簡潔的風格。每一處迭更斯偏於豐肥繁茂的敗筆，林紓都使其成為優雅而
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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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點上，你會懷疑林紓是否該算為一個譯者。但就他所譯的迭更
斯小說而論，從任何程度來看，都不該指為“述意”或“改編”。無論如
何，他是個傳導者，把歐西小說，最大量的介紹到中國。中國小說久停滯
在說古書的風格，不復為當代小說所樂用，藉著林紓，得以振墮起衰，重
獲生機。

說過從林紓的成就所學的功課。首先，不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譯者
都必須以文為樂。我要舉的另一個例子，是艾克頓 (Harold Acton) 與李
義西合作翻譯警世四故事，他們很像林紓跟他的翻譯同工間的合作方法，
成品有多大的差別﹗

譯者的古典或今代風格，並無多大關係。有的作家，自幼受聖經薰陶
使用聖經體的風格，自得心應手。我要說到魯斯(Gordon Luce)的緬甸皇
朝琉璃宮紀史。他刻意經營前後一致的古典譯文，和翻譯劣手無原則的間
雜經文語調( 例如﹕“這兩個”寫成“者雙”) ，實有天壤之別。

第二點，要考慮選些甚麼書來譯。約在一九一零年，小說家兼翻譯家
曾樸，往北京訪林紓，向林解釋，他的譯作，只不過是在汗牛充棟的唐代
傳奇中，加上些洋材料，製造的新唐傳奇。曾樸說，這種作法，對於中國
文學前途，並無足輕重。他建議林紓，列出一些傑作，依年代，國別，文
學宗派編選，然後照次序有系統的逐一翻譯。林紓解釋說，他自己不懂洋
文，無法開定如此一張清單﹔除了照他既有的方法以外不知別途﹔他的朋
友們帶給他的書都是名著，他想，也無需有一個預定的次序。

看來曾樸在此以前不曾見過林紓。如果知道一點林紓的個性，他會知
道按日程行事翻譯，對林某來說是不可思議的。而且照我所知，林紓從事
翻譯的主因是他喜愛譯事，絕不曾著意於影響“中國文學前途”，雖則他
豐富的譯述生平，改革了中國小說。

說到節目和程序的價值，這又是個顯然的問題。文化宣傳成為一部分
人的新注意點。一些政府資助的機構，忙著開列一些必需翻譯的作品名
單﹔一群年輕小伙子，粗通語文知識，但常是毫無文學才華，被牽來從事
翻譯。他們對所作的，全無特殊熱誠，唯一吸引他們注意的是躋身官定“
名著”翻譯榜。我有一種感覺，這種制度不會多麼順利。關鍵在於譯者必
須對其所譯作品感到興奮，為之日夜思維，感覺必須把它譯成本國文字，
激動到一種程度，必待譯作完成而後方得安息。“名著”未必恒常是名著，
可能隨時息其著名。也許得列名著之林，是因為各種外在的和比較臨時的
因素。說來似是不久之前，我童年時讀過一首題為“開始拔錨”的詩，算
為“名作”，必須得背誦它。也許，有一天，那首詩會再復著名，亦未可
知。但在此時，讓譯者博覽慎選，找他自己感覺興奮而渴想著筆翻譯的作
品，如果今天還未被列為“名著”，很可能在明天。

日本人的信念，寄於由委員會集體翻譯。最古的日本文選萬葉集英譯
似乎是二十人分工合譯(內中只有一個非日人)， 在一九四零年譯竣出版。
結果極為優越。但我確信，事實上這得歸功於那唯一的西洋人賀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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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ph Hodgson),在譯工的最後階段，顯然是授權他自由裁奪。叢書的次
一種是日本“能”劇(一九五四年出版)，似是由十八人執筆﹔ 但可確知
沒有賀奇生那樣的西洋詩人，如我推想在譯前集時的那樣便宜行事。結果，
劇中的抒情部分，簡直全成了散文，武斷的分行刊印，當作詩體﹕

在這幾年來
我過了一個村居生活。

日本文學由外人主譯，使日本委員會感到“遺憾”。適得其反，我相
信，幾乎經常是譯者寫出他自己的語文比較好些。譯者並不可能善於運用
另一種外文的所有智源，詞彙已難以應付，講到韻律，幾乎可以確定準會
一敗塗地。

這篇譯事散論主要的是談到東方，因為那是我自己經驗所在。但我所
說的，幾乎全都同樣適用於歐洲語文。我恐怕有點兒自命唯我獨醒的態度。
我對一些別人的譯文挑剔毛病，有時還認為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認
為那是出乎自然，各人都是偏愛他自己的作品。譯者終究是使譯作適合自
己的口味和感覺力，自然喜歡自己的譯文過於別人的，正像他喜歡穿自己
的鞋來走路一樣。

注﹕引文係自英譯。
原作者韋列(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

   文字的格式

從前中國的讀書人，練習寫毛筆字的時候，要先從用格子學起；除了
造就了些書法家之外，還產生了許多規規矩矩作人作事的先賢。

作人要有格，寫字要有格，文章千古事，怎可無格？
寫給自己看的文字，不必有甚麼拘束，不論如何塗鴉，只要達到記事

的功能，自己看了知道就成了。不過，寫來為了給別人看的，那就不一樣
了：如果是寫信，要收信的對方明白，才算達到傳通的目的。寫繳作業的
對象是教師，雖然可能只一個讀者，但那個讀者有其重要性，是隨便不得
的。如果是要公開發表出版，不論是用抄錄，印刷的方式複製，或用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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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都要有一定的格式，中間的製作人員，或所達到的讀者，在了解上
就增加了許多方便。

作為基督徒讀者或編者，對於教會出版物所用的格式，雜亂而無定規
常感到不便，有時且很為煩心。我想，大家都會有同感：如果能用統一的
方式，就好得多了。如此，作者可以知所遵循，使文稿被接受的機率增加；
編者可以省得許多事，使出版物的風貌美觀；讀者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文字
的意義，怎麼說也不能不算愛心的行為。不過，這不是誰有權威規定的，
只在於大家衡度以為合理，加以採用。

一.  加注引用經文的方式：
1.在每句或每段經文之後，用括號加注出處。如：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

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太一:23)
2.在引文之後加(注)，順序編號，如：(注一)，(注二)，至該頁之末，

與(注)之號次相應，說明出處，稱為腳注。也可集於每章每卷之末，依號
次加注，稱為章注。或把全書的(注)，分章分卷集於全書之末，是為尾注。

二.  經文的全稱或簡稱：
1. 在文首或全書之首，冠用經文時，經文出處宜用全稱及章節。例：

詩篇第一百十九篇一百零九至一百十二節。或於橫排時作：109至112節。
2. 聖經卷名全稱，不必包括作者，也不必說明“聖經”，或“新約

”，“舊約”。例：保羅達羅馬人書，只作羅馬書。各卷名可參聖經前目
錄以為標準(採和合本譯名)。章數前要加“第”字，作：第一章；節數不
必加“第”，只作：16節。

3. 在文中，或段後，分別加注出處時，使用簡稱；須依和合本聖經
卷首目錄簡稱為標準，因為是已公用的簡稱，不可再自定簡稱，如：“米
”，“哥前”，或“各”之類；應用：“耶”，“林前”，“雅”。也勿
用半簡稱如：“羅馬”，“馬太”；應用“太”，“羅”。

4. 簡稱使用實例：
耶一 O:23  賽四八:17  林前一三:13  約二一:17(不要用耶十:23，

賽四十八:17，或林前十三:13 之類，因為我們在同時也用，四八:，一一
九:，而不是四十八:，或一百十九；不要用廿，卅，因為已不常使用，五
十，六十以上，也沒有字可用，為了統一，應該 省略“百”，“十”等
字。)

在表示章或篇的時候，要用“:”，例：耶一 O:8-10詩二三:1-4  賽
五三:7-12不要把這個“:”省略掉，因為是國際通用的記號，用了會清
晰，避免誤意。   

附記：中文出版物，章用中文，節用阿拉伯數字，是個可行的辦法。
在從前，西文書刊中對經節的標注，也和現在中文的用法一樣，章節用不
同的字體。例如：詩篇第三十四篇 8節作 Ps.xxxiv:8;馬太福音第二十八
章 20 節，則依例作為 Matt.xxviii:20。現在則通常作 Ps.34:8;
Mt.28:20，除了比較簡單些以外，只是改，而不是進。

三.  引用經文：
1.較短之引文，連插於正文內，引文前後加引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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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篇之引文，另起一段，每行首退縮二字，每行尾前縮一或二字；
使用不同字體，行間的距離改密。這樣排列會比較清晰醒目。

如果是特別標出之引文，不夾於文中，不會有混亂不清的問題存在；
或較長的引文，在三行以上，宜另起一段，行首退，行尾縮，前後不必再
加引號。至於直接引用的話，首尾還是要加“...”。但為了清楚，引文
通常變更字體：如本文是明體，引文即變為楷體；本文楷體，即變為明體。
但在文中行間引用的經文，不宜變更字體，以免顯得混亂，只在引文前後
加引號即可表明。

3.引用經文的標點：如引用整句或全段經文，末後的句點放在“。”
裏面。(注)或用( ... )注明經文出處，後面就不再加標點。例：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一:1)
如引用破句或片語時，標點在引號“”及(...)之後；但遇到問號或

感嘆號時，則在引號“”之後，(...)之前。例如：
因為主愛了我們，我們可以“仗著十字架”(西二:15)向律法誇勝，

在一切事上“得勝有餘”(羅八:37)。
蒙恩得救的人，從心底呼喊說：“深哉，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羅一一:33)

4.雙重或多重引號使用例：
“耶和華的話就臨到我說： ...所以你要告訴以色列家說：“主
耶和華如此說：‘回頭吧！離開你們的偶像，轉臉莫從你們一切
可憎的事’。”(結一四：2,6)

當在引用的經文，或別的文字中，遇有必要說明含義不清字時，或增
加另譯的意思，要用[...]表示，而不是用(...)；因為(...)可能是原文
的夾注。例：

主在聖經中應許我們說：“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耶穌基
督]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
如果要用(...)說明，則須在引文之外，表明是作者自己的意思，與

引文無關，必須分別清楚。
    刪節號...用三圓點，從前是兩點中間空一格；現在則改為連續

三個圓點。加多圓點，並無必要。

四.  引用其他書籍刊物：
1.書名標識：在一般英文出版物的規例，書名例用改變字體表示：如

正文用羅馬體(Roman)排印，遇到書名則改變用斜體字(Italic)；外來語
文如拉丁，希臘文等亦同。反之，如正文用的是斜體，則書名，或外來語
文，變為羅馬體。在打字或手寫的原稿中，改變字體的標識，是在字下面
加橫線。中文出版物也可改進，仿照此改變字體的識別方法，即：如正文
用宋體(明體)時，書名改用楷體或另一種字體(建議:不要用行書之類)；
正文用楷，書名則改用宋體。“”只用於表示一篇文章，或詩，或書中的
章，卷，部分。舊用曲線加於行間書名下方，直排則在旁邊，因為困難，
已不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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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自專書例：
章力生:系統神學。香港:宣道出版社，1989。卷一，頁 60。
引自譯著例：
A.W. Tozer 等著，滕近輝譯:飲於能力之源。香港：宣道書局，

1974。頁 57。
引自編著例：
羅香林:“中文聖經的文風與其譯筆”，見劉翼凌編:譯經論叢。

Berkeley:福音文宣社，1979。頁 15-17。
引自期刊例：
龔天民:“佛教傳入後如何在中國立腳”。香港:生命雜志，1980 八

月。頁 6-10。
引自講道或談話例:(如果是一次講道，或談話，或戲劇等，當作一本

書；系列中之一，則作一章。)
宋尚節:新生活。上海:中華基督教退修會，1938二月。
以上各項注明的次序均為：人，題，地，時。
    較早的出版物，每有出版資料不全的情形，須加注明：
n.p.表示無出版地，或無出版著。
n.d.表示無出版日期。
n.pag.表示無頁碼。

五. 文中如果有較短的引文，僅加引號即可，不必變更字體，理由是免得
    混雜難看；只有三行以上的較長段引文，才需要變更字體，以示清楚
分別。有時特別著重的意思，雖然少於三行，也獨立標出，為的是別
於本文，叫讀者加以注意。

特別說明：
聖經或各卷書名，在英美各國通行一項辦法，即使是不屬基督教的刊

物，對經典名稱，亦不加特別標識，不用變更字體的識別方法，依正文同
樣字體排列；這樣作，是表示非出於人的一般著作，應特別崇敬，讀者該
知道。在美國，對所有的正式宗教，如果他們自稱出於“啟示”，也一律
對待；但這不是法律，學術機構如此作，私人機構則非強制規定。

在中文書刊中，至少在基督教圈子裏，也該用同一辦法。
這道理，就如在和合譯本聖經中，耶穌基督下不加線表示人名號，天

堂不加線表示地名號，聖經也依例不用表示書名號，理由相同。不信的人
尚且尊敬聖經，基督徒也不應該例外。如果基督徒不知尊敬聖經，豈僅是
可惜？

在美國刊物的文章，或大學裏的論文，要求作者用統一的格式，出版
者也是如此，可以免編者一一修改。一般最通用的格式，是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和 M.L.A. Hand Boo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二者大致類同。英國有自己的標準格式，差別也不大，例如：英國的是單
引號在先在外，內文再引則為雙引號。美國則先雙後單。因為沒有統一規
定，作者有必要先查明出版者所用的標準，免得不受歡迎；最重要的是要
求自己前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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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讀者，多數兼通洋文，中文刊物有類似的格式，可以使大家觀
感上容易適應；即使不是寫論文，指望學校通過，或給高評，也能在印刷
出版上增加方便，在傳通上減少阻力。本來文章寫了是要給讀者看的，幫
你自己的忙，總該算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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